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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第一章　总　论

《尔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书之一，也是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自其问世以来，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重视，将其誉为阅读经书的“户牖”、“要津”、“梯航”、“襟带”，把它作为治经学的工具。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丰富，举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均有所涉及，真可谓是知识的渊海，随便翻翻也会增长不少见识。那么，《尔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记载了哪些内容，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它在今天又有些什么功用，如何来阅读、研究这部古代文献？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尔雅》的书名说起。

第一节　《尔雅》释名

汉刘熙的《释名》曾对《尔雅》的书名进行了解释，“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
【1】

 魏张晏《汉书音释》云：“尔，近也；雅，正也。”
【2】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
【3】

 以上各家均把“尔”解释为“近”，“雅”解释为“正”，也就是接近雅言的意思。何以言之？

尔，繁体字写作“爾”。汉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卷三[image: alt]
 部：“尔，丽尔，犹靡丽也。”“丽尔”为当时的古语，“靡丽”为当时的今语。这是许慎用当时的今语解释古语。所谓丽尔、靡丽，即明白的意思。尔之所以解释为近，是由于尔通作迩。《说文》卷二辵部：“迩，近也。”《尚书·仲虺之诰》：“惟王不迩声色。”汉孔安国注云：“迩，近也。”因此把浅近的话称为“迩言”。如《诗·小雅·小旻》：“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雅”之本义为鸟名。《说文》卷四隹部：“雅，楚鸟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云：“雅之训亦云素也，正也，皆属假借。”《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这里，“雅”同“夷俗邪音”相对，可见，雅之假借为正，意思就是正确、规范，所以古代把标准语称为“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安国注：“雅言，正言也。”汉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
【4】



“尔雅”连文，意为近于雅正，依于规范，所谓“言可近而取正也”。《大戴礼记·小辨》：“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这是“尔雅”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北周卢辩注：“尔，近也，谓依于雅颂。”《史记·儒林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唐司马贞注：“谓诏书文章雅正，训辞深厚也。”《汉书·艺文志》“书家类”序：“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由于时间、空间的差异，语言文字会有古今之别、地域之异，《尔雅》的产生就是为了扫除时间、空间在语言上造成的种种障碍，统一古今和各地不同的语言，使之纳于规范化的系统之中。晋郭璞在《尔雅序》中称：“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
【5】



第二节　《尔雅》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尔雅》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而论之，其说有三：

1．《尔雅》为孔子门人所作

这种说法最早为汉代郑玄所创，他在《驳五经疑义》一文中说：“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诗·黍离正义》引）晋葛洪也持相同的观点，其《西京杂记》卷三云：“郭伟，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
【6】



2．《尔雅》为周公所作

这种观点，源出魏张揖。张氏《上广雅表》云：“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倈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传于后嗣，历载五百，《坟》、《典》散落，唯《尔雅》恒存。《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image: alt]
 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譣，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7】

 自张揖此论出，后世宗之者不乏其人。

郭璞《尔雅序》云：“《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陆德明注：“中古，谓周公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

3．《尔雅》为秦汉学者所纂集

自宋代欧阳修起，对以上“孔子门人成书说”和“周公成书说”大胆地提出了怀疑。欧阳修认为：“《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
【8】

 欧阳修此说一出，使人耳目一新，连清代权威的《四库总目提要》也同欧氏持相同的观点：“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斋诗说》曰：《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缉熙，光明也。又齐子豈弟，康成以为犹言发夕也，而《尔雅》曰：豈、弟，发也。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于《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以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
【9】



以上三说，大致代表了《尔雅》作者及成书年代的各种观点。
【10】

 这三种说法，均各有所据，尚没有哪一种说法的证据足以推翻其他两种说法。因此，要确定《尔雅》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的研究以及考古的新发现。尽管如此，有几个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或者是应当搞清楚的。

第一，《尔雅》非出自一人之手。《诗·大雅·凫鹥》唐孔颖达《疏》引郑志答张逸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
【11】

 则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西京杂记》引扬雄也说：“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而张揖、陆德明更明确地认为，《尔雅》始于周公，后由孔子、子夏、叔孙通、梁文增益补足。欧阳修及《四库总目提要》也均认为《尔雅》是秦汉间学者纂集或小学家递相增益所成。

第二，《尔雅》非出于一时之作。既然《尔雅》非出自一人之手，且纂辑《尔雅》的众人又非处于同一时代，那么，《尔雅》非出于一时之作也就不言而喻了。郭璞认为，《尔雅》“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这就把《尔雅》成书时代的上限和下限点明了。从《尔雅》一书的内容来看，有解释经传文字的，也有解释先秦子书的，偶尔还能看到汉代地理的名称。《四库总目提要》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

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image: alt]
 ”，《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地》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悬”，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
【12】



正是由于《尔雅》非一人一时所作，所以把《尔雅》说成是某人或某时所作，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同文献记载和《尔雅》的内容发生矛盾。这也是《尔雅》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至今争论不休的症结所在。

第三，《尔雅》同诸书训诂同异多寡问题。《尔雅》的材料来源是取自古书的训诂传注，但它同古书的训诂传注又不尽相同，不可相提并论。《尔雅》体现了词义的归纳、概括、抽象，而古书的训诂传注则有具体的语言环境，它是随文释义式的训诂。因此，根据《尔雅》同诸书训诂同异多寡来论证《尔雅》的成书年代虽不失为一种有根据的考证，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还应用其他材料来证明。

《朱子语录》云：“《尔雅》是取传注以作，后人却以《尔雅》证传注。”
【13】

 这种说法也多少缺乏点辩证法。比如文字学上有六书，它是从大量文字现象中归纳出来的，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文字。这同《尔雅》取自传注又用来证明传注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以林光朝《艾轩诗说》云“《释诂》、《释言》、《释训》亦犹《诗》之有六艺，小学之有六书也”，
【14】

 其言甚善。

第四，关于《尔雅》作者及成书年代的几条史料的考证问题。

（一）张揖《上广雅表》曾引用了《礼三朝记》文，今考哀公与孔子问答语见《大戴礼记·小辨》篇：“……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
【15】

 这里“循弦”、“尔雅”，是循乎琴弦、近乎雅言的意思。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云：“《大戴礼》卢辩注云：尔，近也，谓依于雅颂。孔子曰，《诗》可以言，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是卢氏不以尔雅为书名。案，彼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谓循乎弦，尔乎雅也。卢说为长。”
【16】

 虽然“尔雅”之名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小辨》篇，但既非书名，就不能据此来断定《尔雅》成书的时代。

（二）张揖《上广雅表》还引用了《春秋元命包》文：“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王念孙认为：“云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者，当是释春秋元年之义。《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尔雅》云：‘初、哉、首、基、元，始也’，《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等字为始，而独以‘元’为始，故释之与。”《春秋元命包》为谶讳之言，汉张衡认为是汉代虚妄之徒所作，
【17】

 则《春秋元命包》之文，也不可尽信。

（三）《尔雅·释兽》云：“豹文鼮鼠”，郭璞《尔雅注》（以下简称《郭注》）云：“鼠文采如豹者，汉武帝时得此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然《郭注》有误。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云：“《尔雅注》汉武帝时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文选注》引《窦氏家传》以为窦攸，世祖诏诸侯子弟从攸受《尔雅》，二说不同。”考《汉书·终军传》，其中记载终军既不曾为孝廉郎，而辨豹鼠事也只字未提，这就很使人怀疑。而《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一引《窦氏家传》则有这方面的详细明确的记载：

窦攸治《尔雅》，举孝廉，为郎，世祖与百寮游于灵台，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辉，问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对曰：“此名鼮鼠。”诏：“何以知之？”攸曰：“见《尔雅》。”诏案视书，果如攸言，赐帛百匹，诏群臣子弟从攸受《尔雅》。

《太平御览》的记载同《文选》卷三八任彦昇《为萧扬州荐士表》李善注基本吻合，足证豹鼠之辨为窦攸事，与汉武帝时终军无涉。

第三节　《尔雅》篇卷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家载：“《尔雅》，三卷二十篇。”这是《尔雅》见于目录之始。那么为什么篇卷并称，而且数字又不一样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在纸发明之前，书籍的载体主要是竹简和缣帛。从书籍计数单位而言，竹简多用“篇”，缣帛多用“卷”，而汉代竹帛并行，所以篇卷并称。《汉书·艺文志》中，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

《欧阳章句》三十卷（六艺略《书》家）

《欧阳说文》二篇（同上）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数术略天文家）

《图书祕记》十七篇（同上）

也有同一部书篇卷并称的：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为五十七篇（六艺略《书》家）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六艺略春秋家）

根据汉代的书籍情况，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推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汉代流行的《尔雅》有用竹简写的，也有用缣帛写的，用竹书写的，成为二十篇，用帛书写的，成为三卷。另一种是，篇卷作为书籍的数量单位，竹书和帛书均可通用，因为古代竹简编连成卷，故竹或可用卷计；而帛一卷之中亦可析为数篇，故帛亦可用篇计。《尔雅》（无论是用竹写还是帛书）如用“卷”计，则为三卷；如用“篇”计，则为二十篇。《尔雅》在汉代究竟是用竹简还是用缣帛，现在没有实物证明，不得而知。但是从《尔雅》校勘的情况来看，或有错简的例子。因此，认为当时有用竹简书写的《尔雅》，还是比较可信的。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陆说源出张揖，张氏《上广雅表》云：“昔在周公……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今俗所传三篇《尔雅》……”张揖《表》中所言“篇”即为“卷”，这可以从两点得到证明，一是《汉书·艺文志》作三卷，同张揖三篇数字相符。张揖是魏人，他所看到的《尔雅》，显然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在篇卷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张揖《广雅》，是为增广《尔雅》而作，《广雅》亦分为上中下三卷，与《尔雅》卷数相符，而其内容亦依《尔雅》旧目，分为诂、言、训、亲、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等十九篇，足见张氏之“篇”，即《汉书·艺文志》之“卷”。陆德明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把张揖所讲的“篇”同《汉书·艺文志》“二十篇”中的“篇”看作是一回事，于是认为周公所作仅为《释诂》篇，即二十篇之一，这样就产生了错误。

《汉书·艺文志》言《尔雅》有二十篇，今所见《尔雅》仅十九篇，何以脱去一篇？郭璞《尔雅注》已仅存十九篇，则篇卷脱佚，由来已久。

孔颖达在《诗·周南·关雎疏》中曾引用了《尔雅序》篇文，其《疏》云：“《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据此，可知《尔雅》除十九篇外，尚有《尔雅序》一篇，加上十九篇，正合《汉书·艺文志》二十篇之数。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陈玉澍的《尔雅释例》均认为《尔雅序》是《汉书·艺文志》二十篇之一，《序》篇亡佚，所以今本《尔雅》仅存十九篇。清宋翔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今《尔雅》十九篇，愚意以为《释诂》文多，旧分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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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宋氏又不否定《尔雅》尚有《序》篇，二说并存，莫衷一是。清代孙志祖在其《读书脞录续编》中认为《序》篇不在二十篇之内，孔颖达时还存在，作者不知何人。清翟灏《尔雅补郭》则认为《尔雅》本有《释礼》一篇，与《释乐》相次，“祭名”、“讲武”、“旌旗”三章，盖《释礼》之残文，烂在《释天》篇之末。

《释诂》原先是否分为两篇，从《释诂》丰富的内容来看，可以这样推测，但无实证，难以据信。尽管唐代的孔颖达曾引用了《序》篇，但早在魏代的张揖，其《广雅》并无《序》篇，亦无《释礼》篇，晋代的郭璞也无所言及，这就很值得怀疑。《尔雅》二十篇，除今存十九篇外，另外一篇究竟何指，只能存以待考。

第四节　《尔雅》分篇及序次

《尔雅》共分为十九篇，其篇名和序次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如果我们从词汇学的角度将其归类，则十九篇可以分为两天类：《释诂》以下三篇为一般语词，可分为一大类，《释亲》以后为特殊语词，可分为另一大类。《尔雅》尽管非出一人一时之作，但它的析卷分篇和序次排列却包含了作者的一些主观意图，有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分篇。《释诂》、《释言》、《释训》均为一般语词，为什么要分为三篇呢？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以下简称《郝疏》）认为：“诂之为言古也，博举古人之语而以今语释之也。言之为言衍也，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也。言即字也，释言即解字也，古以一字为一言，此篇所释，皆单文起义，多不过二三言，与《释诂》之篇动连十余文而为一义者殊焉。”（《释言》第二）又认为：“训者，《释诂》云，道也。道谓言说之。诂与言皆道也，不同者，《诗·关雎诂训传正义》云：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释训云者，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叠字累载于篇。”（《释训》第三）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则分析得更为明晰：“《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语及单辞、重辞与发声助语之辞也。”如果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分析，则《释诂》、《释言》基本上都是解释单音节词，《释训》基本上是解释叠音词和连绵词。

《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虽分为四篇，但互相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清邵晋涵《尔雅正义》（以下简称《邵疏》）云：“下篇递及于丘与山川者，《大戴礼记·易本命》云：‘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是丘与山川俱统于地，故《释丘》、《释山》、《释水》以次分释焉。”（《释地》第九）《郝疏》云：“下篇《释丘》、《释山》、《释水》皆地之事，故总曰释地。”（《释地》第九）可见，地、丘、山、水四篇均为地理之事，由于内容较多，故各自独立成篇，但“总曰释地”。

又如，“钟磬之属皆器也，因乐器众多，故别为《释乐》。”（《邵疏·释器》第六）鱼为动物，亦可称虫，《邵疏》云：“鱼类既多，故《尔雅》分释其名，以其为虫类，故在《释虫》之后。《说文》云：鱼，水虫也。”（《释鱼》第十六）

其次，我们来看篇章的序次。《释器》为何序次于《释宫》之后呢？《礼记·礼器》：“宫室之量，器皿之度。”这里将宫室与器皿作为量度之具，而器皿正列于宫室之后。可见《释宫》、《释器》序次亦有所据。又，《释山》为何序次于《释地》、《释丘》之后呢，《郝疏》：“地之高者为山，由地凝结而成，故次于《释地》。”（《释山》第十一）

第三，我们来看各篇内容的序次。《释言》释词以“中”始，以“终”终，同《释诂》篇以“始”始，以“终”终略有不同。《郝疏》云：“上篇首言始末言终，此篇首言中亦末言终，盖以中统始终之义而包上下之词也。”（《释言》第二）

又，《释亲》按内容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此篇首言父母，云“父为考，母为妣”。为什么亲属要从父母开始呢？《孝经·圣治章》第九云：“孝莫大于严父。”《郝疏》也云：“亲爱至近，无如父母。”（《释亲》第四）

又，《释天》依类分为十二部分，序次为四时、祥、灾、岁阳、岁阴、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这样的序次究竟有什么寓意呢？《邵疏》认为：“寒暑相推而四时行焉。”（《释天》第八，下同）如果人们能够辨别这种气候变化，根据季节的不同来从事农业生产，“则和气育物而为祥”，反之，“则戾气害物而为灾”，故祥与灾次之。“古者纪岁纪月各有定名，所以验天行之转也”，故岁阳、岁名、月阳、月名次之。古人认为风雨之作同月亮有关，《汉书·律历志》有“月为风雨”之说，所以风雨列于月阳、月名之后。古代记载年月的流逝往往取验于星宿，因为“星象举目可见”，“历数难明而天验易显”，所以星名次之。祭名以下三篇本与天文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祭祀必举于四时，讲武必顺乎四时……故祭名、讲武次之。因讲武而有旌旗，故旌旗附见于后。”

至于十九篇哪几篇分属于上卷、中卷和下卷，各种版本不尽一致，诚如周祖谟所说：“古代书籍由简策发展为卷轴，篇卷的分合一般没有什么意义，只求卷轴大小粗细相称，以便插架寻检而已。《尔雅》上中下三卷篇目的分配也同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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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尔雅》内容提要

《尔雅》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语言、伦理、建筑、物理、化学、音乐、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众多的学科，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唐刘肃《大唐新语》曰：“《尔雅》博通训诂，纲维六经，为文字之楷范，作诗人之兴咏，备详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释诂》、《释言》、《释训》是《尔雅》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三篇。陆德明《尔雅音义》（以下简称《释文》）云：“《释诂》以下三篇，皆释古今之语、方俗之言，意义不同，故立号亦异。”（《释训》第三）如：

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以上《释诂》）

殷、齐，中也。

告、谒，请也。

观、指，示也。

（以上《释言》）

明明、斤斤，察也。

穆穆、肃肃，敬也。

子子孙孙，引无极也。

（以上《释训》）

从“初”到“权舆”，都是当时的古语和方言，而“始”则是当时的普通话，这就是“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殷，《说文》卷八[image: alt]
 部云：“作乐之盛称殷。”《段注》云：“此殷之本义也。……引伸之为凡盛之称，又引伸之为大也，又引伸之为众也，又引伸之为正也，中也。”齐，《说文》卷七齐部云：“齐，禾麦吐穗上平也。”南唐徐锴《说文系传通释》注云：“生而齐者莫若禾麦”，引申为凡齐等之义。《郝疏》云：“齐者，平也，等也，皆也，同也，又整齐也，五者实一义，皆无长短高下之差，故为中也。”（《释言》第二）可见，殷、齐之解释为中，均为引申之义。所以郝懿行说：“言之为言衍也，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也。”至于“明明、斤斤”等词，均为叠音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的内容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尔雅》十九篇在释词解义上的任务，即用通语解释方言，用今语解释古语，用常语解释僻词。

《释亲》为解释亲属的名称。此篇按内容又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

所谓宗族，就是父系的亲属。以父亲的长辈而言则有王父、王母、曾祖王父、曾祖王母等等。以父亲的同辈而言则有世父、叔父、世母、叔母等等。以父亲的下辈而言则有子、孙、曾孙、玄孙等等。所谓母党，就是母系的亲属。以宗族同母党相比较，“宗族上及于高祖，下及于云孙，旁及于族曾王父亲同姓；而母党唯上及于外曾王父，旁及于从舅从母”，“详于宗族而略于母党。”（《邵疏·释亲》第四）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伦理关系。所谓妻党，就是妻系的亲属。但此类也兼及一些与妻党关系不大的名称。《邵疏》云：“此篇释妻之党兼及于姑之子、舅之女、姐妹之夫，因妻之晜弟而类柔之也。兼及于外孙者，因离孙、归孙而连举之也。兼及于嫂妇娣姒者，以其同为女子之类也。”（《释亲》第四）所谓婚姻，就是与男女婚嫁有关的亲属称谓。如男方的父亲称为姻，女方的父亲称为婚。女方称男方的父亲为舅，母亲为姑。下面分别举一些例子：

父为考，母为妣。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

（以上宗族）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以上母党）

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女子谓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妇。

（以上妻党）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

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两婿相谓为亚。

（以上婚姻）

《释宫》为解释宫室的名称，同时也包括与宫室有关的道路桥梁等名称，所以《郝疏》说：“此篇所释，上至梁桴，下穷瓴甋，旁及连簃，别为台榭，以至扆序位宁途路隄梁，靡不依类而释之。事系于宫，故总曰《释宫》。”（《释宫》第五）梁桴为建筑房屋框架的主要支撑结构。瓴甋即砖瓦之属。连簃为楼阁旁之小屋。台榭则为高地上所建之屋。扆为门窗之间的屏风。序为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古代宫庭，中庭左右两侧称位，门屏之间称宁。途路即往来通行之道。隄梁是用土石等材料修筑的挡水高岸。下面分别举一些例子：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

宫中弄谓之壶，庙中路谓之唐，堂途谓之陈。

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

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

（《释宫》）

《释器》为解释各种器物的名称，其中包括礼器、农具、渔具、写具、金属、兵器等，此外还包括有关服饰、饮食方面的一些名称。由于此篇内容涉及到物理和化学，所以1914年8月衡南学社出版的《尔雅义证》一书，将《释器》列为“理化之部”。对于此篇内容庞杂的现象，《郝疏》认为：“此篇所释，皆正名辨物，依类象形，至于豆笾旄[image: alt]
 礼乐之事而略载于篇者，以皆器皿之属也。若乃衣服饮食非可以器言而杂见兹篇者，以本器用之原也。”（《释器》第六）如：

餀谓之餯，食[image: alt]
 谓之餲，搏者谓之糷，米者谓之糪，肉谓之败，鱼谓之馁。

鼎绝大谓之鼐，圆弇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image: alt]
 ，款足者谓之鬲。

黄金谓之[image: alt]
 ，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image: alt]
 金谓之钣；锡谓之鈏。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简谓之毕，不律谓之笔，灭谓之点。

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青谓之葱，黑谓之黝，斧谓之黼。

可见，《释器》不仅包括各种器皿本身的解释，也包括一些涉及器皿，如治器的名称。像上面列举的镂、琢即为治金治玉之工所用的名称，染、赪即为印染设色之工所用的名称。此外，有些器物的名称却散见于他篇之中，如“旌旗亦为器，因属于讲武，故附见《释天》，钟磬之属皆器也，因乐器众多，故别为《释乐》。”（《郝疏·释器》第六）

《释乐》为解释音乐术语和各种乐器的名称。此篇内容不多，“首举五声之别号，次及八音大小之异名。”（《郝疏·释乐》第七）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有关音乐的史料。考察一下《礼记·乐》篇，传为河间献王作，取入《汉书·艺文志》，本为二十三篇，现仅存十一篇，可与《释乐》互相证明。试举数例如下：

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

大瑟谓之洒，大琴谓之离。

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徒击鼓谓之咢，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寋。

（以上《释乐》）

《释天》为解释有关天文的名称。依类分为十二部分，序次为四时、祥、灾、岁阳、岁阴、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祭旗。如：

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四时）

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仍饥为荐。（灾）

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已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

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月名）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祭名）

《释地》为解释有关地理的名称。依类分为七部分，序次为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郝疏》云：“此篇所释，自九州以讫四极，其间陵薮异名、原野异势、五方异气，莫不备载。”（《释地》第九）如：

两河之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九州）

鲁有大野。楚有云梦。（十薮）

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九府）

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五方）

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视栗，谓之四极。（四极）

《释丘》为解释自然形成的高地的名称。《说文》卷八丘部：“丘，土之高也。”《广雅·释丘》：“小陵曰丘。”丘比陵要小一些，但丘陵往往并称，凡土高者常统称为丘。《郝疏》云：“兹篇所释俱因形以定名，宛丘以下始兼地望，而以厓岸附焉。”此篇分为二部分，一为丘，一为厓岸。《说文》卷九厂部云：“厓，山边也。”屵部云：“岸，水厓而高者。”厓为山边，岸为水边，而山边高者也可名为厓岸，所以厓岸附见于《释丘》篇。如：

绝高谓之京，非人为之丘。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以上释丘）

望厓洒而高岸。

坟，大防。涘为厓。

（以上厓岸）

《释山》为解释有关山岳的名称。《说文》卷九山部云：“山……有石而高。”《广雅·释山》云：“土高有石曰山。”所谓山，土积而成，以石为体。《释山》首言五山，这是从著名的大山说起，但此篇终了又重复列举了五岳之名，《邵疏》认为“泰山为东岳以下疑为汉初传《尔雅》者所附益也。”（《释山》第十一）如：

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

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无草木峻。

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以上《释山》）

《释水》为解释有关泉水河流的名称。依类分为四部分，序次为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水有本源，故《释水》始于“水泉”。水之所出，或有洲焉，故“水中”次之。河水的流向宽狭受到地形的制约从而形成了曲折的流向，故“河曲”次之。古代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并称四渎，而“四渎之大者莫若河，故于河曲、九河释之较详。”（《邵疏·释水》第十二）“礼表先河，书甄会海，故九河终焉。”（《郝疏·释水》第十二）此外，篇中还包括了乘舟济水等方面的名词，所谓“自泉原川流及溪谷沟浍经通灌注，靡不详赅，乃至津涉舟航，[image: alt]
 洄宛在。”（《郝疏·释水》第十二）如：

河水清且澜漪，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

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以上水泉）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曰潏。（水中）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

徒验、太史、马颊、复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河）

《释草》为解释草本植物的名称。草，原写作艸。《说文》卷一艸部：“艸，百卉也”，“卉，艸之总名也。”《说文》艸部别有草字，解释云：“草斗栎实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声。”后来俗间用草字代替了艸字。此篇所释，也兼及一部分木本植物。《邵疏》说：“此篇所释，或别其异名，或详其形状，或以类相从，或前后互见，多切于民用，不徒为兴喻之资焉。”（《释草》第十三）此篇中还有一部分谷物的名称，1915年，曾出过一部叫做《尔雅谷名考》的书，六卷，高润生著，为《笠园古农学丛书》中的一种。其中所考谷物的名称均见于《尔雅·释草》篇。如：

椴，木堇。榇（chèn），木堇。

荼，苦菜。

卉，草。

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藫，石衣。

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以上《释草》）

《释木》为解释木本植物的名称。“此篇所释乔者、条者、莍者、核者，皆木之类，木为总名，故题曰释木。”（《郝疏·释木》第十四）“此篇言槐棘桑柳椒榝桃李之丑类举以概其余也。竹类见《释草》，而此篇复云，如竹箭曰苞，以草之质幼者与木同性也。”（《邵疏·释草》第十四）如：

榇，梧。

灌木，丛木。

句如羽乔，下句曰朻，上句曰乔，如木楸曰乔，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

瓜曰华之，桃曰膽之，枣李曰疐之，樝棃曰钻之。

（以上《释木》）

《释虫》为解释部分动物的名称。古代蟲、[image: alt]
 、虫分为三个字。《说文》卷十三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细微，或行或飞，或毛或[image: alt]
 ，或介或麟，以虫为象。”虫原为蛇状，这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可得到证明，后虫用为动物的通名。《说文》卷十三[image: alt]
 部云：“[image: alt]
 ，蟲之总名也……读若昆。”我们今天常说“昆虫”，古代或写作“[image: alt]
 蟲”。《说文》卷十三蟲部云：“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析而言之，蟲豸有别；统而言之，则无足亦可称蟲。实际上，虫、[image: alt]
 、蟲三个字意义是相通的。[image: alt]
 蟲可以视作虫字之叠文，虫[image: alt]
 可以视作蟲字的省文。《周礼·冬官·考工记》曾对不同的虫类进行了描述：“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礼记·月令》：“鳞毛羽介通谓之虫。”此篇所释，包含了各类的昆虫。如：

蠸，舆父、守瓜。

蟋蟀，蛬。

蚍蜉，大蚁；小者，蚁；[image: alt]
 ，朾蚁；螱，飞蚁；其子，蚳。

荧火，即炤。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以上《释虫》）

《释鱼》为解释有关水生脊椎动物的名称。水生脊椎动物在动物学上称鱼纲，为脊椎动物亚门的一纲。《郝疏》云：“此篇所释兼包鳞介之属，鲁语谓之川禽。”（《释鱼》第十六）则此篇所释，亦兼包爬行动物。如：

鲨，[image: alt]
 。

鲣，大鲖，小者[image: alt]
 。

科斗，活东。

[image: alt]
 ，三足能。龟，三足贲。

（以上《释鱼》）

《释鸟》为解释有关飞禽的各种名称。鸟类在动物学上同鱼类一样，也称为鸟纲，属脊椎动物亚门的一纲。《邵疏》云：“古人于鸟之名物辨之特详，《说文》云：‘鸟长尾禽总名也。’此篇所释，兼长尾短尾而言之，并及于蝙蝠者，《夏小正》云：‘凡有翼者为鸟也。’鼯鼠为鼠类而亦及之者，以其能飞。是亦鸟之类也。”（《释鸟》第十七）如：

隹，其[image: alt]
 [image: alt]
 。

蝙蝠，服翼。

仓庚，商庚。

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以上《释鸟》）

《释兽》为解释有关哺乳动物的名称。《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汉郑众注：“六兽：麋、鹿、熊、麕、野豕、兔。”《说文》卷十四兽部：“兽，守备也。”《段注》：“能守能备，如虎豹在山是也。”《郝疏》云：“按，兽者守也，田猎取兽必须围守戒备之也。”（《释兽》第十八）可见此篇所释，均为野兽，与家禽不同。《邵疏》云：“野豕非可常畜，而实为豕类，故豕见于《释兽》。”（《释兽》第十八）所以豕虽为六畜之一，但却放在此篇，并非误置。《邵疏》又云：“此篇所释牝牡之名，毛角之状，其性各殊，则有善登善顾，免异则为迅头短脰，其与畜相似则驨如马，羱如羊，兕似牛，犀似豕，所为辨其名物也。”又云：“上篇《释鸟》云：四足而毛谓之兽，鼠亦四足而毛，故鼠属附见于后，齸属、须属又推类及之。”《释兽》的内容，比较多的为描绘各种野兽的形状。此篇按类分为四部分，序次为寓属、鼠属、齸属、须属。如：

麋，牡麔，牝麎，其子[image: alt]
 ，其迹躔，绝有力狄。

豺，狗足。

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以上寓属）

豹文鼮鼠。（鼠属）

兽曰衅，人曰挢，鱼曰须，鸟曰狊。（须属）

《释畜》为解释各类牲畜的名称。牲畜即受人饲养的禽兽。所以《尔雅》说：“在野曰兽，在家曰畜。”此为析言，如统而言之，畜亦可以兽名之，如《周礼·天官·兽医》：“兽，牛马之类。”兽、畜、牲三字互通。《说文》卷十四兽部：“兽，牲也。”《周礼·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郑玄注：“六畜，六牲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释畜》按类分为六部分，序次为：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和六畜。如：

牡曰骘，牝曰騇。（马属）

其子犊。（牛属）

未成羊，羜。（羊属）

未成毫，狗。（狗属）

鸡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鸡僆。（鸡属）

马八尺为駥，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image: alt]
 ，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image: alt]
 。（六畜）

从以上十九篇的内容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尔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自然和社会的图画。当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时，遇到无法解释的语词叠字、亲属称谓、建筑器物、天文地理或动物植物的名称，均可按照《尔雅》的分类依类查检，以解决阅读中的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风俗学、建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尔雅》。

第六节　《尔雅》的分类及其旨趣

中国古代在先秦已有了图书分类的萌芽，到了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更是创造了完整的图书分类法。从历代目录对《尔雅》一书的类分序次，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的信息（见所附《历代目录尔雅分类表）。

历代目录《尔雅》分类表

[image: alt]


从上表可以看出，《尔雅》在历代的目录中，均列于经部，这样，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尔雅》与经书有何关系。第二，《尔雅》何以附于“六艺略孝经家”和“经部论语类”。第三，《尔雅》在经部中次第如何。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对《尔雅》一书的性质曾经作过解释，他说：“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何为六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礼，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可见，六艺就是指的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而《尔雅》就是解释这些经典文字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说：“《尔雅》之书，五经之训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练字》说：“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宋朝的林光甫《艾轩诗说》把《尔雅》看作“六籍之户牖，学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学，必先通《尔雅》，则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类求矣。”清人宋翔凤《尔雅义疏序》则称《尔雅》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可见《尔雅》同经书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中国古代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称为“小学”，古人把小学作为攻读经书的工具，所以小学类向来作为经学的附庸，多列在经部之末。《尔雅》作为训诂之书，“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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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尔雅》与《孝经》，表面上看来两者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汉书·艺文志》却把《尔雅》同《孝经》归在了一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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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陈玉澍在《尔雅释例序》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汉书·艺文志》六艺居首，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为次，而《尔雅》三卷二十篇，与《五经杂议》十八篇，并列于《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之中，不与《史籀》、《苍颉》、《凡将》、《急就》列于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之内，其次于《五经杂议》后者，《尔雅》所释非一经，与《杂议》同也。其列于《孝经》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即乐正所教之《诗》、《书》、《礼》、《乐》，而《尔雅》为《诗》、《书》、《礼》、《乐》之钤键，与《孝经》皆入学之初所宜诵肄。《尔雅》之列于《孝经》也，犹之《弟子职》之列于《孝经》也。”《弟子职》是《管子》的篇名，分学则、蚤作、受业、对客、馔馈、乃食、洒扫、执烛、退习等节，多记载学生事老师之礼，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塾师教育学生的法则。《孝经》、《弟子职》、《尔雅》均为古代学生刚入学时所诵肄的内容，故归在一起。

那么，《尔雅》又何以附于“论语类”呢？《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序云：“《尔雅》诸书，解古今之义，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尔雅》是众经之训诂，同五经总义一样，它没有专门的类可以安置，《隋书·经籍志》的编者也就将其附于“论语类”了。这同《汉书·艺文志》将《尔雅》有意识地列入“孝经类”是有些不同的。

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由于小学为经学的附庸，所以《尔雅》一直列于经部之末，史籍诸子之前。但是唐代的陆德明却与众不同，在《经典释文》中，他把《尔雅》列于《老子》、《庄子》之后，他认为：“《尔雅》周公所作，复为后人所益，既释于经，又非次，故殿末也。众家皆以《尔雅》居经典之后，在诸子之前，今微为异。”实际上，陆德明的序次同他书的序次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因为陆德明生当六朝隋唐，玄学盛行，玄学的代表作《老子》、《庄子》被人们视作经书，陆德明将《老子》、《庄子》收入《经典释文》本身就说明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地位。所以今人吴承仕指出：《尔雅》“自《录》、《略》以讫四部，或附之《孝经》，或合诸《论语》，或以为小学之首，要在经艺之末，诸子之前也。陆氏当六朝末季，崇尚玄言，《老》、《易》时复并称，小学自非其比，且有汉人增益之文，故以殿以《七经》二子之末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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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尔雅》与经学历史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释或阐述、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尔雅》作为五经之训诂，《诗》、《书》之襟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同经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经学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尔雅》设博士之始

博士为中国古代学官的名称，起源于战国。东汉赵歧《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所谓“传记”，就是解释经义的文字，比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对《春秋》史实的详述或对《春秋》词例的解释。《论语》、《礼记》则是言论的汇辑、集录。这些书均先后被列入了正式的经书。《尔雅》作为一部解释古代经典语词的书籍，在汉文帝时设立博士，这是由其本身的内容所决定的，也反映了当时对众经训诂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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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必取通《尔雅》者为之，《汉旧仪》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有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

2．《尔雅》与历代石经

《尔雅》在汉文帝时设立了博士，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六艺略”，在《隋书·经籍志》中列入“经部·论语类”，由此看来，《尔雅》很早就被看作是经部的书籍。但是，把《尔雅》置于正规的儒家经典之列，则是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开始的。之后，《尔雅》收入了唐《开成石经》。

石经是将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作为标准本供人校对，也具有阅读的功用。最早的石经为东汉的《熹平石经》，当时所刻，尚无《尔雅》。最早将《尔雅》收入石经的是唐《开成石经》。“开成”是唐文宗李昂的第二个年号。《旧唐书·文宗本纪》云：“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唐会要》：“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复正石经字体。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郑覃是当时名儒，他以当时风行的楷书在石碑上主持刊刻了十二部儒家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其中《尔雅》是用郭璞注本，但只刻经文，不刻注文。石经刊成之后，“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样，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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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开成石经》在经学史和古籍印刷史上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仍完好地保存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的碑林内。唐以来，许多学者均据以校勘《尔雅》。

自《开成石经》后，将《尔雅》列入石经的尚有五代《后蜀石经》和清《亁隆石经》。五代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至二十八年（公元938～965），在石碑上刻了九种儒家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孝经》、《尔雅》、《论语》等，还刻了《左传》前十七卷，所以事实上它是刻了十种经书。由于刻石于后蜀，故称为《后蜀石经》。又因其为孟昶在位时所刻，所以后代文献中，如朱熹的《论语注》引用《后蜀石经》时，又称其为《孟昶石经》。此石经早已亡佚。清高宗亁隆崇尚文治，在位时曾编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于亁隆五十六年（1791）将《十三经》刻于碑石之上。《十三经》即《开成石经》的十二部经书再加上《孟子》。这部石经现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博物馆，但其学术价值自然不能同《开成石经》相提并论。

3．《尔雅》与南北学

我国历史自魏晋之后，便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而在这一时期，经学上也形成了“南学”与“北学”的对立。《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祖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这里讲的“江左”，是指长江以东地区，即南朝的代称，“河、洛”是指黄河、洛水两流域地区，即北朝的代称。实际上这里南朝、北朝就是寓指经学的南学、北学。以南学而言，清皮锡瑞批评道：“南学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学也，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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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后世不能得见郑学之完全。以北学而言，其特点是学宗一家，同遵郑氏。郑玄是东汉经学大师，他打乱了今古文学的家法，俨然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说：“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北学，《易》、《书》、《诗》、《礼》皆宗郑氏，《左传》则服子慎。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子慎，见于《世说新语》，是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南学、北学在对待《尔雅》的态度上也是有所区别的，黄侃云：“河北《尔雅》之学，犹不专以郭为主也，独有《玉篇》载《尔雅》之义，取景纯者为多，然则专尚郭《注》，江南之学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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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尔雅》的价值及其影响

第一节　训诂学的鼻祖

《尔雅》被认为是训诂学的起源，它是我国最早的训诂学的专书。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把训诂两字连在一起使用的，是秦汉间鲁人毛亨的《诗诂训传》。魏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训者，谓字有音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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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孔颖达《毛诗诂训传疏》：“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尔雅》十九篇中，开首就有《释诂》、《释训》篇，《郭注》云：“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训诂，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注解。因为语言有古今之别，地域之差，常用难僻之异，书面语口头语之分，这就需要进行注解训释，《尔雅》就具有这样的性质。训诂学就是要研究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方法、条例，进而探讨语言文字的系统、根源及其发展规律。从《尔雅》的内容来看，举凡训诂学所研究的内容、方法、术语、条例等等，均可在这里找到它发展的源始。

1．同训

同训即用同一个词来解释两个以上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这种训诂的方法在《尔雅》中运用得最多。如：

《释诂》：“仇、讎、敌、妃、知、仪、匹也。”“仇、讎、敌、妃、知、仪”均为当时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而“匹”则为当时通用的词。其中，“仇”解释为“匹”，犹“讎”解释为“匹”。《说文》卷八人部：“仇，讎也。”《说文》卷三言部：“讎犹[image: alt]
 也”，“[image: alt]
 ，以言对也。”以言相对就是匹对的意思。所以《诗经·唐风·无衣》：“与子同仇”，《诗·大雅·皇矣》：“洵尔仇方”，两“仇”字毛亨都注释为“匹”。“仇”字又同“逑”字相通。脍炙人口的《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的“逑”字毛亨正训作“匹”，而且这一“逑”字原来也写作“仇”。敌，《说文》卷三攴部云：“敌，仇也。”《左传》文公六年：“敌惠敌怨”，晋杜预注释说：“敌犹对也。”“对”与“匹”义同。《释诂》下文又云：“敌，当也。”敌、对、当、匹在意义上都是相通的。妃，《说文》卷十二女部：“妃，匹也。”妃起初解释为配偶，后来则专门用来称呼皇帝之妾或太子、王、侯的妻子。妃有时同匹连用，如《管子·君臣》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则妃训匹，不言而喻。知、仪解释为匹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要转一些弯儿。《墨子·经上》篇有这样的话：“知，接也。”接以交会对合为义，所以知也训为匹。《诗经，桧风·隰有苌楚》：“乐子之无知”，郑玄笺：“知，匹也，疾君之恣，故于人年少沃沃之时乐其无妃匹之意。”仪，《说文》卷八人部：“仪，度也。”度要上下比照，故引申为匹。《诗·邶风·柏舟》：“髧彼两髦，实维我仪。”毛亨注：“仪，匹也。”

《尔雅》这种同训的训诂方法，为我们研究古汉语中的同义词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根据《尔雅》大量同训的例子来辨析、比较古文献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2．互训

互训就是同义词或近义词互相训释。从《尔雅》互训释词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释词的同义词群之间的互相训释，如

《释诂》：“遹、遵、率、循、由、从，自也。遹、遵、率，循也。”

其中“自”为释词，“遹、遵、率、循、由、从”为被释词，上例中的后面一句就是属于同义词群之间的互相训释。《郝疏》云：“《说文》云：‘自，始也’，又云：‘鼻也’，鼻亦始也。人生从鼻始，百体由之。故借为自此至彼之义。自训从也、由也、率也，从亦为由，由亦为率，率亦为自，展转相训，其义俱通也。”（《释诂》第一）郝懿行这里讲的“展转相训”，就是互训的意思。另一类是释词与被释词互相训释。如《释诂》：“遐，远也”，“远，遐也”。《郭注》：“遐亦远也，转相训。”这是比较典型的互训的例子。如《释宫》首条“宫谓之室，室谓之宫”，也是这样的例子。从《尔雅》互训排列的次序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后相次的，如《释诂》：“法、则、刑、范、矩、律，常也。刑、范、律、矩、则，法也。”这比较容易掌握。另一类是互训的例子分列在两个地方，如《释诂》开首第一条有“首、元，始也。”而《释诂》篇末又云：“元、良，首也。”又如，《释诂》：“溢、慎，静也”，又云：“溢，慎也”，两条互训之间有一百二十一条其他的训释，如若不加注意，很容易疏略，所以要掌握这部分内容，需要前后仔细对照参看。

3．递训

递训就是前后的词语递相训释。如：

《释言》：“干、流，求也。流，覃也。覃，延也。”

《释鱼》：“蝾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宫也。”

以“蝾螈”为例，《郭注》云：“转相解，博异语，别四名也。”这四种名称实际上是一种意思。这种动物在动物学上分在爬行纲，有鳞亚纲的一目，俗称四脚蛇，所以孔颖达《尔雅正义》说：“蝾螈、蜥蜴、蝘蜓、守宫，一物，形状相类而四名也。”《尔雅》这种递训的方法在后来东汉许慎的《说文》中用得很普遍。如《说文》卷三言部：“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又，卷二口部：“吞，咽也”，“咽，嗌也”，“嗌，咽也”。

4．反训

反训就是相反为训，即用反义词来作解释。这种语言现象在《尔雅》里面已经有所反映，它最早是由郭璞发现的。《释诂》：“徂、在，存也。”《郭注》：“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向，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郝疏》对《郭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徂者，且之假音也。……郭盖未明假借之义，误据上文徂往为训，而云以徂为存，义取相反，斯为失矣。殊不思徂往之徂本应作[image: alt]
 ，徂存之徂又应作且耳。”郝懿行的这种批评并不可信。从《尔雅》本身来看，《释诂》上文有“徂，往也”，那里的“徂”并没有写作“[image: alt]
 ”。同时，从汉字形体发展史来看，彳旁与辶旁字多通用不别。《说文》卷三辵部：“[image: alt]
 ，往也。……徂，[image: alt]
 或从彳。”可见徂[image: alt]
 为异体字。又如，[image: alt]
 ，古文或作[image: alt]
 。返，古文或作[image: alt]
 。往，古文或作廷。[image: alt]
 ，古文或作[image: alt]
 。後，古文或作[image: alt]
 。（均见《说文》）可以证明，徂[image: alt]
 为异体字，徂即[image: alt]
 ，并非且之假借。徂既然解释为“往”，当然与“存”意义相反，所以郭璞称它为“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郭璞在注《方言》时，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方言》二：“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秦曰了。”《郭注》云：“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反训这种语言现象在古文献中并不多见，它的出现，旨在说明语义的变迁和反复旁通的现象。

《释言》：“逆，迎也。”查《说文》卷二辵部：“逆，迎也。……关东曰逆，关西曰迎。”逆本为迕之迎，也即违迕的意思。《战国策·齐策》：“故专兵一志以逆秦”，汉高诱注：“逆，拒也。”《郝疏》云：“拒与迎义相反者，逆对顺言故有拒意，逆以迎言，故有逢遇之意。诂训有相反而相同者，此类是也。”（《释言》第二）逆训为迎，在现代汉语中也可见到，如“逆水行舟”、“逆流而上”，这里的逆水、逆流也就是迎着流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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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训

申训就是在解释多义词时为避免误解而采用申释的方式。在训诂学上尚无申训的名称，但在《尔雅》中确有这方面的例子。如《释言》：“祺，祥也；祺，吉也。”本来只要讲一下“祺，祥也”就可以了，为什么在后面还要加上“祺，吉也”句来进行申释呢？这是因为“祥”本来是个中性词，既可以解释为吉，又可解释为凶，《尔雅》这里是以福善为祥，所以要用申训的方法，以免产生歧义。所以郭璞在“祺，吉也”句下注解说，“谓吉之先见。”《郝疏》更明确地指出：“祺既训祥又言吉者，盖祥之一字本兼吉凶二义……故申释之。”我们姑且借用《郝疏》“申释”之词，命之为“申训”。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尔雅》保留了汉语的许多古义，这些古义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凭借《尔雅》研究古汉语词义的变迁。同时，我们还可以据以研究古代词汇变化的规律，古汉语词汇意义多偏于综合，到后来逐渐趋向分析，如祥的吉凶两义现在已经分化了，祥只具有吉的意义。

6．声训

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词来进行训释，它往往从声音上推求语词意义的来源和所以命名的道理。

《释山》：“独者蜀”，《郭注》：“蜀亦孤独。”蜀独上古声音相近，独与蜀均属“屋”韵；独属“定”纽，为舌头音，蜀属“禅”纽，为舌面音，虽有细微差别，但同属舌音，两字声调也均为入声。可见，“独者蜀”是用声训的方法来追溯语源。《郝疏》云：“蜀本桑虫，其性孤特，故《诗》言‘蛸蛸者蜀’以兴，喻敦彼独宿，是蜀有独意，蜀形类蚕，今棲霞县北三十里有蚕山，孤峰独秀，旁绝倚连，旧名为蚕，合于《尔雅》矣。”这里把独立的山峰为什么用“蜀”来解释的源流讲清楚了。

《释言》：“颠，顶也”，《郭注》云：“头上”。颠顶为双声字。《说文》颠顶互训，卷九页部：“颠，顶也”，“顶，颠也”。颠顶所从部首“页”解释为头。头在人之上部，头上也就是颠顶的意思。以顶训颠，既是用声训的方法，又是用互训的方法。《尔雅》一书主要是以义训见长，假如以声训而言，它自然不能同汉代的《释名》、《方言》相比。

7．义界

义界是训诂的一种方法，它用若干词语来表述某个词意义的内涵，多用下定义的方式来划定意义的界限，以区别于其他的词。

按照逻辑学讲，下定义的要求是属概念再加上种差。《尔雅》在运用义界的训诂方式时就往往注意属中求别。“豆”是各种豆的共名，训诂学上称为大名，或称为共名；那么木豆、竹豆、瓦豆则是豆中的一类，训诂学上称为小名或称为别名。这种大名小名的分别，实际上就是词义的广狭之分，但是如果不予以划定义界，就很容易混淆。如：

《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

《释天》：“暴雨谓之[image: alt]
 ，小雨谓之霢霂，久雨谓之淫。”

这样不仅把大名同小名之间的界限划清楚了，也把小名之间的区别划清楚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尔雅》在划定义界时，多采用了比较的方法。

8．训诂术语

如同任何其他的学科一样，训诂学也有它专用的术语，《尔雅》中，此类术语已有一些。虽然不能因此而说当时的训诂学已经到了十分完备细密的境界，但是，这些术语的应用也具有约定俗成的相沿习惯，归纳起来，大约有下面这些：

（1）某，某也（某、某，某也。某某，某也。某，某某也）。用“也”字表示某词或某一组词的释义已经完了。这类术语在《释诂》、《释言》、《释训》中运用得最多，前面是被解释的词，后面是解释的词。如：

珍、享，献也。（《释诂》）

襄，驾也。（《释言》）

抑抑，密也。（《释训》）

襢裼，肉袒也。（《释训》）

有时可以省去“也”字，如《释草》：“荷，芙渠。”

（2）为、曰、谓之（为之）。这几个术语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叫”、“叫作”，被释词放后，释词置前。如：

《释天》：“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

《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河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释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

（3）属（丑）。这是用以区别事物共同性与区别性的训诂术语。属又称丑。《释草》：“蘩之丑，秋为蒿。”《郭注》：“丑，类也。春时各有种名，至秋老成，皆通呼为蒿。”又，《释虫》：“翥丑，罅；螽丑，奋；强丑，捋；蜂丑，螸，蝇丑，扇。”

（4）之言。这一术语多用来表示声训。《释训》：“鬼之言归也。”归、鬼声近，训鬼为归，是由于古人认为人死了以后要归于幽阴之处，即“鬼”的地方。

9．开尔雅派训诂的先河

《尔雅》自其问世之后，影响极大，特别是汉代崇尚经学，训诂之学便更加受到重视，因为研究经学便离不开儒家经典，要读懂儒家经典，首先要理解其中字词章句的含义，所以“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经儒也备习《尔雅》。从训诂学史上来看，由于《尔雅》开创性的工作，从而形成了尔雅派的训诂。近人胡朴安曾著《中国训诂学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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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第一章，就是专门讨论“尔雅派之训诂”。《尔雅》开了尔雅派训诂的先河，其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尔雅》、《说文》、《广韵》成鼎足之势。

训诂的方法，概括地讲，可分为三种，即义训、形训和声训，运用这三种方法的字书分别被称为义书、字书和音书。《尔雅》作为义训的代表作，确定了它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小学类”《尔雅》三卷提要云：“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清人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也曾谈到了这三类字书，他说：“形书，《说文》为之首，《玉篇》以下次之。音书，《广韵》为之首，《集韵》以下次之。义书，《尔雅》为之首，《方言》、《释名》、《广雅》以下次之。”可见，《尔雅》同《说文》、《广韵》成鼎足之势，成为我国古代小学字书训诂类的代表作。

（2）以“雅”名书，群雅续出。

《尔雅》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汉代以后，许多训诂专书的书名都冠上了“雅”字。这些雅书，按其内容分，有补充增益《尔雅》的，有专门搜辑某种名物的，有专门搜辑某类语词的，有专门搜辑某书训诂的，有专门搜辑骈字叠字的，等等。现分别加以介绍。

《小尔雅》。《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家”有“《小尔雅》一篇”，不著作者姓名。后来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的《玉海》以及《宋史·艺文志》都说是汉孔鲋著。清人戴震及《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是汉末人掇拾之书，究竟何是何非，今已不可考。《小尔雅》共分为十三篇，即：《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广衡》，共计三百七十四事。所释虽不多，但却可以补充《尔雅》未及或未备之处。以《广诂》而言，《小尔雅》共收训诂五十一条，其中有三十六条训诂是《尔雅》所没有的。即以《尔雅》所有的十五条而言，《小尔雅》也有可以补充《尔雅》的地方，如“大”字条，《尔雅》共有三十九个词，而《小尔雅》所增加的“封、巨、莫、莽、艾、祁”等六个词，均是《尔雅》所没有提及的。这些古训，在周秦古文献中均可得到证明。《广服》也是如此，如织、布、纩、缟、素、[image: alt]
 、绤等，都是《尔雅·释器》所没有提及的。至于《广义》、《广名》、《广度》、《广量》、《广衡》，这就不仅是增广篇卷的内容，而是增加篇卷本身了。所以《小尔雅》的价值是很高的，杜预注《左传》，李善注《文选》，都曾引用《小尔雅》来进行注解，这也证明《小尔雅》在训诂上是值得重视的。

《广雅》，魏张揖撰。顾名思义，《广雅》就是增广《尔雅》的意思。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说：“《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也；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尼取，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广雅》的篇数篇名同《尔雅》完全一致。《广雅》成书较早，历来受到训诂学家的重视。清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此书最好的注本，它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一起，成为训诂学最重要的著作。

《埤雅》，宋陆佃撰。此书所以取名《埤雅》，是表示此书为《尔雅》之辅的意思。《埤雅》大致沿袭《尔雅》体例，分为八类、二十卷、二百九十七章。此书对所释动植物的形状、特点、性能均有具体解释，并能依据其声音，注意寻求事物所以得名的原因，如同《释名》一样。但陆佃受王安石《字说》的影响很大，书中不免有穿凿附会的弊病。

《尔雅翼》，宋罗愿撰。此书命名的意思是作《尔雅》的羽翼，与《尔雅》并行于世。全书分六篇三十二卷，考据精博，体例谨严，对所举之物，训释详尽。《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在陆佃《埤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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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雅》，明朱谋讳著。《骈雅》仿《尔雅》体例，分为十三篇，专门搜集一些冷僻深奥的语词加以训释。朱氏认为，语词往往是“联二为一，骈异而同”（《自序》），所以把两两成对的词放在一起，又用两个字来作解释。余长祚在《骈雅序》中说：“骈之为言并马也，联也，谓字与说俱耦者也。”这就把《骈雅》命名由来及训释特点讲清楚了。

《通雅》，明方以智撰。方以智在自序中提到他对于“古今聚讼”的文字训诂问题，要“为征考而决之，期于通达”，所以将此书名为《通雅》。全书共分二十类五十二卷，卷首卷末均附有一些讨论文字训诂声韵方言的论文。《通雅》考证语词，以群经诸子为证，博及集部小说，征引之文，均标明出处，辩证详尽而又清晰，体例严密。同时，作者对于俗语也极为重视，如所附《谚原》论文，即专门讨论通俗语词的用法。由于《通雅》规模较大，有人把它喻为类书式的词典。

《别雅》，清吴玉搢撰。古代文献中多有音同字别、音近字别而意义相同的现象，吴玉搢有感于此，集录了这方面的训诂材料，编成此书，初名《别字》，后来因为体例同《尔雅》相似，改称为《别雅》。此书依韵编排，所收字词，均列其别字异体，分别注明出处，并说明他们的同用、通用、转训和假借的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古今文字分合异同的源由。此书的缺点是多有漏略。

《说雅》，清朱骏声撰。所谓《说雅》，就是将《说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按照《尔雅》十九篇的分类，重新排列组合。但是《说文》多揭示字的本义，《尔雅》则以同义词、近义词、假借词互为训释，所以《说文》按《尔雅》类分后，释义较《尔雅》更为细致，更为清晰。《说文》原为形书，现在却将其作义书类分，这件事情的本身也说明了尔雅派训诂影响之大。清人陈奂也有《毛诗传义类》，此书虽没有以雅名书，但其性质同《说雅》相同，它是将《毛诗》的训诂，按《尔雅》十九篇的体例而类记下来，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毛诗雅》。

《选雅》，清程先甲撰。《选雅》之“选”即梁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同《说雅》、《毛诗传义类》一样，它搜辑唐李善《文选注》中训诂，按照《尔雅》十九篇的体例，依类记之，成为《文选注》的总汇，可以作为研究《文选注》的方便的工具书。

《比雅》，清洪亮吉撰。取名《比雅》，意思是此书征引汇辑先秦至汉魏古文献中的训诂，属辞比事，释训多两两相比，互相对照。这样不仅对比鲜明，而且得到许多同词异训的材料，对训诂学多有裨益。

《拾雅》，清夏味堂撰。名为《拾雅》，意思是拾《尔雅》、《广雅》之遗漏，此书分为三部分：一为拾《雅》释，二为拾《广》释，内容是补充《尔雅》、《广雅》已经训释而不完备的地方。三为拾遗释，内容是补充《尔雅》、《广雅》遗漏没有解释的地方。

《叠雅》，清史梦兰撰。此书专门训诂叠字，所谓“形容之妙，每用重音；名物之称，尤多复字。”（《自序》）叠字的训诂，在《尔雅·释训》篇中有七十六条，在《广雅·释训》篇中也有七十五条，但都很不完备。所以史梦兰广采辞书，辑成了这部专讲叠字的训诂书。

《支雅》，清刘灿编。名为《支雅》，意思是其书按照《尔雅》的体例，但不用其篇目，所训释为《尔雅》的支脉。

除以上列举外，有些尔雅类的书籍已经亡佚了，只是在一些目录上能够查到。如：梁刘杳《要雅》，唐刘伯庄《续尔雅》，宋程端蒙《大尔雅》，宋董梦程《大尔雅通释》，明徐常吉《大经类雅》，明牛衷《埤雅广要》，明罗日褧《雅余》，明张萱《汇雅》、《汇雅后编》。此外，类似于《尔雅》义训的单篇论文也很多。如清程瑶田有《释宫小记》一文，收入其文集《通艺录》中，清成蓉镜有《释饭鬻》、《释祭名》等文章，收入其文集《心巢文录》中。

（3）群雅一遵《尔雅》分类体例。

自《尔雅》类分为十九篇之后，以雅名书者却一遵《尔雅》分类体例，虽然有些类名有些不同，但也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在《尔雅》十九篇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尔雅》的分类体系，流风所播，一直影响到清代，这从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出（见所附《群雅分类体例对照表》）。

群雅分类体例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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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除《尔雅》本身外，列举了十部尔雅派训诂书的分类，其中《广雅》、《尔雅翼》、《说雅》、《选雅》类名同《尔雅》完全相同，其他如《埤雅》、《骈雅》、《比雅》只有极个别的不同，究其原因，或是篇名的分化，或是异名同实。至于《小尔雅》，它是在《尔雅》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度、量、衡等内容。《通雅》、《支雅》篇名虽与《尔雅》不一样，但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差别。总之，群雅基本上是在《尔雅》分类的体系上发展过来的。此外，在训诂方法上也是奉《尔雅》为圭臬的。

第二节　古代自然和社会知识的渊薮

《尔雅》虽然是一部词典，但在它的文字不多的训释之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社会各方面的知识，也是我们考证、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尔雅》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能选择部分内容略作介绍，使大家能够知其大概的情况。

1．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莫过于亲属关系。亲属的称谓古今是有不少区别的。《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代父母亲在世时分别称为父或母，假如父母亲去世了，则不称父母，而要分别称为考和妣了。古代讲礼制的书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现在父母在世与去世时称呼已经没有这种区分了，假如称呼自己去世的父亲，一般称为“先父”，不称“考”了。不过，这种古代的称谓还保留在成语之中，《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如丧考妣”意思就是像死了父母亲一样的悲痛，这一成语现在仍在使用。

现在男女恋爱成婚，新郎称新娘的母亲为“丈母娘”，但古代却不是这样称呼。《释亲》：“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舅、姑本是敬老的尊称，因为妻子是从外娶来的，所以加上“外”字。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着一夫多妻制，直到民国时期尚有这种残余。我们称那些非原配夫人为小老婆或姨太太，《尔雅》里面则有另外的称呼。《释亲》：“父之妾为庶母。”庶者，众也。所谓庶母，就是许多母亲的意思。汉刘熙《释名》曾对“妾”和“庶”作过解释：“妾者，接也，以贱见接遇也。庶，摭也，拾摭之也，谓拾摭微贱待遇之也。”从这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社会中妇女微贱低下的地位和命运。

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现在还会用到曾孙的称谓，曾孙即孙之子，但曾孙之子呢？曾孙之孙呢？这些，老年人恐怕还知道，青年人中知道的就不多了。这些，《释亲》中均有解释：“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如果从祖父算起，那么依次的称谓是：

祖父→父→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晜孙→仍孙→云孙。

这样把十代人之间的关系都搞清楚了。这些称呼，在我们祭扫先祖的灵墓时，还会用到。

其他如我们现在还常用的兄、弟、姐、妹、姑、舅、甥、姨、壻等称谓均可在《释亲》中找到解释。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今天的许多称谓是由古代沿用下来的。

2．建筑

我国古代建筑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有关建筑方面的名称和知识在《释宫》中有详细的介绍。在我国原始社会中后期，房屋建筑已开始由穴居式和地面住房建筑向建筑群发展。据《史记·周本记》记载，早在周文王的祖父古公时，已“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1979年第十期《文物》杂志发表了周原考古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根据简报介绍，凤雏的基址是一座带封闭性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建筑群，是周武王伐纣前的遗迹，它采取南北对称布局，以堂为中心，前建壁、门、塾，后建室、房，左右有厢房。这里提到的建筑名称在《释宫》中多有解释，这样，考古资料就可以和书面语言互相印证。

《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可见古代开始时宫与室并无区别。到了后来，随着建筑的发展，“宫”成了用封闭式围墙围起来的一群建筑的总称，从而成为帝王居住的专称，“室”则成了宫中某一具体的居住单位。如秦代的阿房宫，“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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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奇迹。

我们现在称家庭为“家”，为什么称家呢？《释宫》：“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郭璞解释说：“今人称家，义出于此。”扆为门窗之间画有斧形的屏风，其内谓之家，就是门窗以内。《说文》卷七宀（miǎn）部云：“家，居也。”就是说，家是居住的地方，那么门窗以内当然就是放置床铺，居住休息的地方了。

我们平时旅游，常常去看些名胜古迹，会遇到许多楼阁庙台，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究竟如何区分呢？《释宫》里面也多有介绍。如：“室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我们在参观宫庙和陵墓时，常常看到有在门前或墓前立双柱的情况，这种双柱称为“阙”。《释宫》：“观谓之阙。”阙何以用观来解释呢？因为阙在门的两旁，于宫中可以向外观望；外面也可以观望宫门，因为宫门上常常贴有官府的告示。

3．服饰器物

《尔雅·释器》里，提到了一些有关古代服饰方面的名词，这些名词现在大多不用了，但却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古代服饰的情况。《释器》云；“衣裗谓之[image: alt]
 ，黼领谓之襮，缘谓之纯，袕谓之褮，衣眥谓之襟，衱谓之裾，衿谓之袸，佩衿谓之褑，执衽谓之袺，报衽谓之[image: alt]
 ，衣蔽前谓之襜，妇人之袆谓之缡缡[image: alt]
 也，裳削幅谓之襥。”这里提到的[image: alt]
 （ní），是指衣襟下的装饰物。襮（bó），是指绣有花纹的衣领。纯，是指镶边的衣服。褮是指上衣开孔。襟，在这里指交领的衣服。裾，在这里指衣服的后襟。袸，是指衣服的结带。褑（yuàn）是指佩有结带的衣服。袺，是指提起衣服前襟用以装取物品。[image: alt]
 （xié），是将衣襟掖在腰带上用以放置物品。襜，是指遮蔽膝盖的围裙。袆，是指蔽膝的衣裳，相当于今天的连衣裙。襥（bǔ），是指古代深衣的下裳，深衣是古代诸侯、大夫和士在家时所穿的衣服，因为衣裳相连，前后深长，故称深衣。

《释器》篇中还记载了中国纺织印染的工艺。《释器》云：“一染谓之縓（quàn），再染谓之赪（chēng），三染谓之纁，青谓之葱，黑谓之黝（yǒu）。”这里讲的反复染色的方法，证明了我国古代印染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如1959年青海省都豆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毛布和毛布制品，系以染色的羊毛线织制而成，其颜色有黄、褐色，也有灰黑、红、蓝、黄、褐等色织成的美丽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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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饮具礼器，如豆、笾、登、缶、鼐、鼒、鬲等，金属，如[image: alt]
 、锡、银、镣、鈏等，笔札文献，如毕、笔、点等，《释器》多有记载，内容极为丰富。

4．音乐

《尔雅·释乐》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特别是乐器的知识。《释乐》中已有中国古代五声音阶的记载。所谓音阶，指的是调式中的各音从主音到其八度音，按照音高次序排列而成的音列。按照调式所包含的音的数量而称之为“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原始的音阶也许只包含二、三个音，以后逐渐增加。例如希腊最古的音阶只有三音，其后发展成四音，即为四声音阶。我国古代五声音阶分别称为宫、商、角、徵（zhǐ）、羽。《释乐》云：“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那时，人们对音的高低尚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往往比拟于自然的声音或动物的声音。如《管子·地员》篇中说：“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病以清，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这显然有些牵强，但是古人能够发现五声音阶之间的区别，这就不容易了。不仅如此，《尔雅》已经认识到五声音阶是以宫音为主的，所以将宫音放在首位。唐代徐景安在《乐书》中曾引用了汉代刘歆的话，刘歆说：“宫者，中也，君也，为四音之纲，其声重厚如君之德而为重。”《国语》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弟已及羽。”这些记载可以同《尔雅》相互证明，相互补充。

《释乐》中还有许多有关乐器的知识。《诗经·周南·关雎》有这样两句诗：“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中提到的“琴瑟”在《释乐》中均有解释：“大瑟谓之洒”，“大琴谓之离”。琴瑟均为弹奏乐器。以瑟为例，瑟有大小之分，弦的数量为二十五弦至四十弦不等。弦各有柱，可以上下移动，以定声音的清浊高低。传说瑟是由原始社会的神话人物庖羲所创制的。洒，《说文》卷十一水部解释说：“洒，涤也。”意为以水喷散。因为瑟用双手弹奏，技巧变化很多，可用右手弹、挑、滚、勾、抹、扫、划，也可用左手按、吟、煞、推，其音的多变如同喷散出来的水一样，所以《尔雅》以洒训瑟。

5．天文

我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各种纪年的方法，如干支纪年，生肖纪年、黄帝纪年、星岁纪年等等，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求不失农时，正确计算日期，同时也表明我国古代观测天象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的星岁纪年法，星是指岁星，就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木星。古代天文学者认为岁星由西向东十二年绕天一周，古人又把黄道附近一周天等分为十二次，岁星每年行经一次，十二次的名称分别是星纪、玄枵（xiāo）、诹訾（zōu zǐ）、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岁指太岁，由于十二次的方向由西向东，与人们熟悉的十二辰方向相反，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不便，于是有人便设想出一个太岁，与真的岁星背道而驰，让它的方向由东向西，用以纪年，这就是太岁纪年。《尔雅·释天》对太岁纪年的十二个太岁年名均有详细记载：“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image: alt]
 ，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è）、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种纪年的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献很有帮助。比如屈原《离骚》，开头有这样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释天》“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则可以知道屈原出生是在寅年。此外，《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都有太岁纪年的记载，可以把群书的不同记载互相比较，进行考证。

《释天》中还有许多年月的别称，这些年月的别名，不仅在古代文献上常常出现，即使在近、现代的著作中也时有提及。因此，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6．地理

在《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篇中，记载了丰富的地形分类知识。如《释地》篇中有“下湿为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释丘》篇中则按外形将丘分为四种，即“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地理地貌条件而分的丘更多，如称近水的为“陼丘”，泽地中的为“都丘”等等。《释山》篇中称一重的山为“一成，坯”，“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岭”，“大山恒”，“独山蜀”。《释水》篇对河各地貌进行了解释，如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对水体的类型也有专门的汇集和解释。如“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这是根据水体形态和大小来进行分类和命名。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我们的祖先逐渐认识到分布在各地的动物有差异，《释地》中就有有关动物地理分布的记载。如：“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dié）。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西方有比肩兽焉……其名谓之蹶。”

以上这些知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7．植物

《尔雅》的《释草》、《释木》篇中记载了大量的植物名称，反映了我国古代植物栽培的情况，以果树为例，有桃、李、梅、枣、棘、檖、杜、甘棠、唐棣、苌楚、椒、桑椹、荷、瓜、梨、柤、[image: alt]
 、楙、栭、楔、刘、棪、柀、葥、荎、藨、芍、[image: alt]
 、薯等，其记载果树品种之多，超过《诗经》、《夏小正》、《周官》、《礼记内则》、《山海经》中的记载。如枣有不下十个品种，桃有山桃及冬桃，李有无实、接虑、并李三个品种。《尔雅》对“杜”及“甘棠”的训释，使我们可以看出杜与梨嫁接的痕迹。

8．动物

目前世界上已知动物有一百余万种，研究动物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分布发生、遗传、进化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科学称为动物学。在《尔雅》中，动物学还比较原始，它偏重于动物形态和分类的观察和描述，它所采用的是类比和归纳的方法。《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畜等类分篇训释，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分类学的详尽资料。《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为野生动物，《释畜》为饲养动物。其中《释虫》所包含的八十多种动物名称中，绝大多数是节肢动物，其余是软体动物，这部分的动物相当于现在动物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释鱼》列举的动物名称有七十余种，种类较为复杂，其中以鱼类为主，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节肢动物、扁虫类和软体动物。这部分的动物大部分相当于现在动物分类学上的凉血动物。《释鸟》中列举的动物约九十多种，除蝙蝠、鼯鼠应入兽类外，其余均属鸟类，大致相当于现在动物分类学上的鸟类。《释兽》中列举的动物名称有六十多种，与动物分类学上的兽类同义。

从《尔雅》动物名称的排列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尔雅》有较上面更为细致的分类知识。如《释虫》中把蜩（tiáo）、蚻（zā）、蠽（jié）、蝒（mián）、蜺（ní）等动物的名称排列在一起，表示它们同属一类，这些不同种类的蝉，在动物分类学上属同翅目蝉科。值得一提的是，《尔雅》中还出现了“属”的分类概念。在《释兽》中有寓属、鼠属、齸属、须属，《释畜》中有马属、牛属、羊属、狗属、豕属、鸡属等。如“马属”中包含了各种不同名称的马达四十种之多，基本上相当于动物分类学上的马科。

《晋书·蔡谟传》中记载了一件趣事：“谟初渡江，见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诣谢尚而说之，尚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成为古今笑谈。这一故事从侧面告诉了我们《尔雅》一书的功用和价值。

第三节　同义词典、百科词典的滥觞

1．同义词典

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讲字典，不能不先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讲词典，就不能不先提到《尔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词典。假如按照它训释词义的特点而言，《尔雅》又是一部同义词典，试以《释诂》为例：

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从“初”到“权舆”共十一个词，都解释为开始，但含义有所不同。如：

初，裁衣之始。　　　　　　肈，开门之始。

哉，通才，草木之始。　　　祖，人类之始。

首，人体之始。　　　　　　元，人体之始。

基，筑墙之始。　　　　　　胎，人生之始。

俶，品德之最高者，引申有始义。

落，庙堂宫室建成之始。

权舆，植物生长之始。

《尔雅》的《释诂》、《释言》、《释训》等篇，都是采用这种“同义类聚”的训释方法，按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就是“同义词词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许多以雅名书的同义词典，都是在《尔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需要指出，《尔雅》的同义词群，是要具体分析的，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方针。比如《尔雅》有训同义异的情况，也就是说，《尔雅》所收集的某组同义词群，被释词往往是多义词，释词也往往是多义词，释词与被释词之间、被释词之间，只是在某一个义项方面相同。如《释诂》：

栖、迟、愒、休、苦、[image: alt]
 、齂、呬，息也。

其中栖、迟、愒、休、苦为止息之息，[image: alt]
 、齂为气息之息，呬则兼止息、气息两个意义。这种情况，我们在查阅、利用《尔雅》时要特别注意，气息之息自然不能用来训释休、苦等词，栖息之栖，迟缓之迟，尽管同训为息，但栖与迟不能认为是同训关系而不分语言环境地互相替代或训释。

2．百科词典

《尔雅》自《释亲》以下十六篇，将社会与自然的各种专科名词汇集起来，实际上相当于一部百科词典，所以曾经有人把《尔雅》同百科全书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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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能不能称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百科全书。

1974年，英国百科出版公司刊行了第十五版的全名为《新版三十卷本英国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即人们所熟悉的《大英百科全书》。这里把此书中“百科全书”条目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百科全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把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编成概要，并以使人容易理解的形式介绍给读者。“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这个词源出于希腊文，最初的含义是知识的系列或者是知识的完整体系，也就是一种全面的教育。……词典这个词一直被广泛地用来命名百科全书，虽然当时“百科全书”往往被用作参考工具书的代名词，但直到狄德罗（D·Diderot）把它时髦地用到他主编的那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百科全书中之后，斯盖利首先使用这个词才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到今日，一部现代百科全书还会被称作一部词典，但从来也没有人把好的词典叫做百科全书。……许多世纪来，百科全书一直是一种知识的里程碑，百科全书收编的范围和历史概括，体现着学术知识的发展进程。它们把当时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大量记录下来……

百科全书的种类：

综合百科全书

百科词典

现代百科全书

专题百科全书

儿童百科全书

国家与地区百科全书

以上面这段文字而言，《尔雅》可以从四个方面同百科全书联系起来。

首先，百科全书最初的含义是知识的系列或知识的完整体系，《尔雅》多少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尔雅》十九篇所载，大极天地四时之幽窈，细察昆虫草木之琐屑，显悉人事之庶，微析群言之错，形成了多少带有逻辑系统的知识系列。

其次，百科全书最初的含义是全面的教育。《尔雅》作为“五经之训诂”，“六籍之户牖”，它的编纂及其内容同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从《尔雅》类分于“孝经家”可以看出。自汉以降，《尔雅》列于经籍，布于学宫，为初学者必读之书，学者也无不览诵，《尔雅》作为教育的功效可谓大矣。

第三，在世界百科全书发展历史上，词典一直被用来广泛地命名百科全书，而百科全书的种类中又包括有百科词典的类型，因此，把《尔雅》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并非无稽之谈。

第四，百科全书是一种知识的里程碑，《尔雅》作为一部百科词典，正是代表了周秦西汉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水平。

《新版三十卷本英国百科全书》中提到了“东方的百科全书”，并对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了论述，遗憾的是，它只是提到了《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海》、《文献通考》、《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和政书，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疏漏。《尔雅》在中国百科全书发展史的创始地位，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章　《尔雅》的注本

《尔雅》自其问世之后，历代作注者不乏其人。清代之前最著名的注本有晋郭璞的《尔雅注》、唐陆德明的《尔雅音义》、宋邢昺的《尔雅疏》（以下简称《邢疏》），清代最著名的是《邵疏》和《郝疏》。郭璞之前，据考证尚有五家旧注，这些古注虽然今天均已亡佚，但从今天所辑录的零篇残简来看，这些注解极有价值。郭璞之后，还有一些注本，但与上面提到的几种注本相比较，就不那么重要了。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节　郭璞以前五家注

《隋书·经籍志》经籍一“论语类”记载：

《尔雅》三卷。汉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汉刘歆、犍（qián）为文学、中黄门李巡《尔雅》各三卷，亡。

《尔雅》七卷，孙炎注。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节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犍为文学注三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

李巡注三卷，孙炎注三卷。

这里所提到的就是郭璞以前五家注。

1．犍为文学

《经典释文序录》云：“犍为文学注三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这说明犍为文学是汉武帝时人，其所注《尔雅》是目前所知道的《尔雅》注家中的最早的一家。《隋书·经籍志》载：“梁有犍为文学《尔雅》三卷，亡。”这说明犍为文学的注本在唐代以前已经不见流传。那么如何理解“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这句话呢？“犍为郡文学卒史”是官名，简称“犍为文学”，至于“臣舍人”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人名，因为汉代有称臣某的例子，比如《汉书》中有称“臣步昌”的，《汉书音义》中有称“臣瓒注一家”的。另一种认为是官名，即此人先担任犍为郡文学卒史，后又待诏而为舍人。

那么“犍为文学”究竟姓什么呢？有人认为姓郭，证据是《文选·羽猎赋》注。《羽猎赋》云：“储积共偫（zhì），戍卒夹道。”《注》云：“善曰，郭舍人《尔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汉书》曰，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也。”《羽猎赋》又云：“移珍来享，杭手称臣。”《注》云：“犍为舍人《尔雅注》曰：献珍物曰珍，献食物曰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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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称“郭舍人”，后称“犍为舍人”，所以有人认为犍为舍人姓郭。《汉书·东方朔传》中也有“时有幸倡郭舍人”云云，于是又有人把犍为文学同此传中的郭舍人互相比附。但《左传正义》中“舍人”与“文学”并见，又似乎不像是指一个人。实际上，古代的称谓也并不十分严格，偶异其称的现象也并非绝无仅有。由于现在古文献留存不多，还没有足够证据来考证以上的分歧，但文学即舍人，犍为舍人即郭舍人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中曾辑录了一些犍为文学《尔雅注》佚文。另外，宋邢昺《尔雅疏》中引用犍为文学的注文比较多。陆德明《经典释文》也保存了一些犍为文学的注文，有不少是邢昺未加采纳的，朱彝尊在《经义考》中都辑录了。

2．刘歆

刘歆是汉代目录学家、经学家，《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了他的事迹：“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隋书·经籍志》载：“梁有汉刘歆《尔雅》三卷，亡。”《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注》三卷，与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认为：“此谓刘、李《注》同，今散见诸书，则不悉相应，疑旧题刘注者，乃后人缀集刘义以释《尔雅》，非子骏自有注本也。”《说文》卷十三虫部“蝝”字解释中引用了一条刘歆注文：“蝝，复陶也。刘歆说，蝝，蚍蜉子。”陆德明认为刘歆的注解同李巡的注解相同，因而怀疑刘歆没有注过《尔雅》，这种看法并不可信。古人做学问多注重家法师传，经学上师承旧说的例子很多。尽管《尔雅》授受的源流不像其他经书那样清楚，但刘歆同李巡的注解多有相同，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实际上，李巡的注解同刘歆的注解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上面提到的“蝝”字，李巡注：“蝝为蝗子”，同刘歆的说法就不一样。

3．樊光

《隋书·经籍志》载：“《尔雅》三卷，汉中散大夫樊光注。”

《经典释文序录》载：“樊光《注》六卷。京兆人，后汉中散大夫。沈旋疑非光注。”

《旧唐书·经籍志》甲部“小学类”载：“《尔雅》六卷，樊光注。”

为什么不同的目录上会有三卷、六卷的分别呢？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认为：“《尔雅》本三卷，樊光汉人，经、传犹当别行，而作《注》乃及六卷，草创之世，不应详备若此。沈旋疑之是也。”

由于沈旋怀疑樊光《尔雅注》，所以后来唐宋人作群经正义时，引用樊光《注》，或称之为“樊光”，或称之为某氏。清代校勘家卢文弨考证《尔雅》时，也不直接称“樊光”，而引称“某氏”。可以看出古人做学问非常严谨，不知盖阙。清人臧庸在他的《拜经日记》中曾将群经正义的引文互相对照，发现“某氏”就是“樊光”。如“椴木，槿；榇木，槿”的注解，《毛诗正义》引作樊光，《礼记正义》引作某氏。“隹其夫不”的注解，《春秋正义》引作樊光，《毛诗正义》、《尔雅正义》引作某氏。

黄侃说：“樊氏之学，兼通古今，故常引《周礼》、《左氏传》为说，而引《诗》：‘民之攸呬’，‘攸攸我里’，‘有蒲与茄’，‘譬彼瘣木’，‘其麎孔有’诸条，又与毛、韩不同，盖本《鲁诗》。至《本草》，始见《楼护传》，而樊《注》引两条，（‘莞、苻篱’一条，‘苕、陵苕’一条）皆今本所无，可知今本《本草》，屡经后人窜易也。反语之起，旧云自孙炎。今观樊《注》中反切，塙为注文，非依义作切者，如：尸，寀也；寀，七在反。明明、斤斤，察也；斤，居亲反二条，可知反语在后汉时，已多用之，特自孙氏始大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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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根据樊光注，可以考证樊注引《诗》所本，可以考证今本《本草》的脱讹，可以考证反切的源流，其作用就不仅仅是为《尔雅》作注解了。

朱彝尊《经义考》中辑录了一些樊光的注文。

4．李巡

《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中黄门李巡《尔雅》三卷，亡。”

《经典释文序录》载：“李巡注三卷，汝南人，后汉中黄门。”

《旧唐书·经籍志》：“《尔雅》三卷，李巡注。”

李巡曾倡刻石经。《后汉书·宦者吕强传》载：“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文字，争者用息。”这里讲的“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就是指的著名的《熹平石经》，过去讲《熹平石经》，多不提李巡，从《后汉书》的记载看，石经之刻，正是由李巡提出的。刊刻石经，校正文字，必通文字训诂之学，所以李巡作《尔雅注》，是具有一定基础的。

黄侃说：李巡《注》“其本亦有与他本绝异者，如《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下更有三句，其注文亦多同古文，故释俘之义，同于贾逵，释殂落之义，同于《说文》。其余异文殊义，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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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文》中保留了不少李巡的注文。郭璞注《尔雅》也袭取了不少李巡的注文。

5．孙炎

《隋书·经籍志》载：“《尔雅》七卷，孙炎注。”又，“梁有《尔雅音》二卷，孙炎、郭璞撰。”

《旧唐书·经籍志》载：“《尔雅》六卷，孙炎注。”

《经典释文序录》载：“孙炎《注》三卷，《音》一卷。”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隋志》七卷，《唐志》六卷，疑三卷各析为二，或又有《序录》一卷也。《邢序》称：‘为义疏者，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此别一孙炎，非东州大儒之叔然也。”给《尔雅》作注的孙炎有两个，一个即是东州大儒孙炎，一个即是浅近俗儒孙炎。《三国志·王肃传》：“时东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这里提到的孙炎是魏人，在郭璞之前。另一个孙炎是唐宋间人，曾为《尔雅》作疏，《宋史·艺文志》“小学类”载：“孙炎《尔雅疏》十卷。”两个孙炎不可混淆，我们这里讲的是魏代的孙炎。

黄侃对孙炎《尔雅注》评价甚高，认为“叔然师承有自，训义优洽，《尔雅》诸家中，断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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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炎不仅有《尔雅注》，而且著有《尔雅音义》。北齐颜之推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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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我们不仅知道反切为孙炎创造，而且这种当时非常先进的注音方法曾被首先用来注《尔雅》。

第二节　郭璞《尔雅注》

《隋书·经籍志》载：“《尔雅》五卷，郭璞注。”

《旧唐书·经籍志》载：“《尔雅》三卷，郭璞注。”

《经典释文序录》载：“郭璞《注》三卷。”

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尔雅》注本中最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据《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字，但不善于言辞，对于阳阴历算均有研究，其著作除《尔雅注》外，又“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数十万言。”可知郭璞对于文字、音韵、训诂均很有造诣，治学非常广博。

《郭注》的巨大影响，只要看两个事实就可以了。一是陆德明《尔雅音义》以《郭注》为本。《经典释文序录》认为：对于《尔雅》，“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二是郭璞以后的《尔雅》注本，基本上没有脱出《郭注》的范围。《四库全书总目》云：“璞时去汉未远……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弘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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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注》的成就和特点，表现在他的《尔雅序》和注文凡例之中。

1．《尔雅序》

郭璞《尔雅序》很短，仅二百三十五字，但内容却很丰富，在《尔雅》研究中，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史料和依据，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尔雅》的性质和特点。《尔雅序》云：“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

（2）指出了《尔雅》的功用和意义。《尔雅序》云：《尔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3）论述了《尔雅》的产生及其时代。《尔雅序》云：“《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

（4）交代了作注的缘由和发凡起例。《尔雅序》云：“貌鼠既辩，其业亦显，英儒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璞不揆梼昧，少而习焉。沉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稡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剟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祛未[image: alt]
 。辄复拥彗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

2．《尔雅注》释例

从《尔雅注》的内容来分析，大致有以下这些释例。

（1）引用文献例。《郭注》中引用了大量文献，与《尔雅》原文相互证明，这种注释的方法同《尔雅》的性质与功用是紧密联系的。《尔雅》作为一部训诂之书，“所以通训诂之指归”，“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它取之于群书又证之于群书。据统计，郭璞注解中引用的文献种类近四十种，遍及经史子集，如经部有《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以及《仓颉篇》、《方言》、《广雅》等等。史部有《国语》、《史记》、《逸周书》、《汲冢竹书》等等。子部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穆天子传》、《山海经》、《孔子家语》、《本草》等等。集部有《离骚》等。其中《诗经》引用最多。也有不引书名，仅引用某书篇名的，如《月令》为《礼记》的篇名，《夏小正》为《大戴礼记》的篇名，而《周官》则为《周礼》一书的别称。

（2）古今异语例。《郭注》中，有今人云某、今人呼某（或今呼某、今呼之某），今之某、犹今言某、今人称某、今某地呼某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古语今语的区别，所谓“总绝代之离词”，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如《释言》：“间，俔（qiàn）也。”郭注：“《左传》谓之谍，今之细作也。”说明间谍一词在郭璞以前或称为“间”，或称为“谍”，郭璞时则称为“细作”了。

（3）同实异名例。《尔雅》中，一个名物往往有多种名称，所谓“辨同实而殊号者也”。如《释诂》：“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厐、墳、嘏、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xū）、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蓆，大也。”郭注：“此皆大有十余名而同一实。”实际上这里远不至十余名，而是三十九名。又如《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异语，明同实而两名。”

（4）方言俗语例。郭璞曾经注过《方言》一书，所以对于方言俗语很有研究，《郭注》中，许多就是用方言俗语来训释的。如《郭注》中有方言曰某、某地之间曰某、今俗语呼某（或俗呼之曰某）、今某地通言某（或今某地通谓某）、某地人呼某等等，这些都是“通方俗之殊语”的训释方法。如《释言》：“剂、剪，齐也。”郭注：“南人呼剪刀为剂刀。”今天吴方言区的江浙一带仍保留着这一方言的读音。又如《释器》：“不律谓之笔。”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有时郭璞径直注之“今俗语亦然”、“方俗语耳”、“见《方言》”等等。

（5）辗转相训例。辗转相训是《尔雅》训诂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郭注》中多有发明。《郭注》或云“转相训”，或云“通其名”，或云“反复相训，以尽其义”，或云“互相训”，或云“转相解”，或云“展转相解，广异语”等等。这种辗转相训，或者是被释词群之间的互相训释，如《释诂》：“允、季、亶、展、谌、诚、亮、询，信也。展、谌、允、慎、亶，诚也。”郭注：“转相训也。”或者是采用递训的方法，如《释器》：“繴谓之罿（tóng）；罿，罬也。罬谓之罦（fú）；罦，复车也。”郭注：“展转相解，广异语。”

（6）同词异训例。同词异训是指某一语词具有多义项性，也就是多义词。有的是同篇同词异训，有的异篇同词异训，也有的是“随事为义”，即训诂学上讲的“随文立训”，就是一个词的意义往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其不同的特殊含义。这种同词异训的情况，大多集中在《释诂》篇中。如《释诂》：“幠、厐，大也”，又云：“幠、厐，有也”。郭注：“二者又为有也。”又如《释言》：“济，渡也；济，成也；济，益也。”郭注：“所以广异训，各随事为义。”

（7）说明词义例。《尔雅》的释词与被释词都存在一词多义的情况，有的是用本义，有的是用引申义，有的是用假借义。那么某词在《尔雅》中用的是哪一义项，《尔雅》原文简略，没有予以说明，《郭注》在那些容易引起歧义、误解或难以领会的地方，往往加以说明。如《释诂》：“悠、伤、忧，思也。”郭注：“皆感思也。”《释诂》接下去又云：“怀、惟、虑、愿、念、惄（nì），思也。”《郝疏》云：“按，思兼二义，心所蓄藏谓之意思，心所思存谓之思念。《尔雅》前一条为意思，后一条为思念，故郭注于前条注云‘皆感思’。”又如酬、酢等词与饮酒有关，《释诂》云：“酬、酢、侑，报也。”郭注：“此通谓相报答，不主于饮酒。”有的词是用的引申义，不加说明，很难理解。如《释诂》：“珍、享，献也。”郭注：“珍物宜献。”《释言》：“窕，肆也。”郭注：“轻窕者好放肆。”《释言》：“基，经也。”郭注：“基业所以自经营。”

（8）义反兼通例。此例讲的就是反训的方法。如《释诂》：“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注：“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又如：“徂、在，存也。”郭注：“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向，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

（9）以双释单例。古汉语多单音节词，现代汉语多双音节词，这是古今汉语在词汇上的一大区别。古汉语多单音节词，言简意赅；但从逻辑上来讲，单音节词较之双音节词外延要大得多，这样对于词义的理解就不够具体明确。《郭注》中多以双音节词来解释单音节词，或云“谓某某”，或云“皆某某”。如《释言》：“宣、徇，遍也。”郭注：“谓周遍也。”又：“越，扬也。”郭注：“谓发扬。”不少地方，郭璞对于释词与被释词，一起用双音词训释。如《释诂》：“覆、察、副，审也。”郭注：“覆校、察视、副长，皆所以为审谛。”《释言》：“探，试也。”郭注：“刺探尝试。”《尔雅·释训》篇中，郭璞几乎都用“皆某某”的方式进行注解。如“明明、斤斤，察也。”郭注：“皆聪明鉴察。”又“肃肃、翼翼，恭也。”郭注：“皆恭敬。”

（10）总名别名例。《尔雅》训释名物，有总名子称，有通呼别名，不加注释，难以区分。如《释草》：“卉，草。”郭注：“百草总名。”又《释鱼》：“鲲，鱼子。”郭注“凡鱼之子总名鲲。”此总名例。《释器》：“黄金谓之[image: alt]
 ，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郭注：“此皆道金银之别名。”此别名例。《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释草》：“蘩之丑秋为蒿。”郭注：“春、秋时各有种名，至秋老成皆通呼为蒿。”此通名例。

（11）未闻未详例。郭璞治学十分严谨，遇未闻未详处，不轻下断语，均付诸阙如。如《释诂》：“元、良，首也。”郭注：“良未闻。”《郭注》中引用了许多文献记载与词义相互证明，但也有个别词义未见其义所出的，则采取了“不知盖阙”的方法。如《释天》：“夏曰复胙。”郭注：“未见义所注。”有时候郭璞对于一整段《尔雅》文字均不甚理解，如《释天》：“正月为陬……十二月为涂。”郭注：“皆月之别名。自岁阳至此，其事义皆所未详，故阙而不论。”

（12）通言常语例。《郭注》简明扼要，遇文义通见，则不复详述。如《释诂》：“亏、坏、圮、垝，毁也。”郭注：“亏，通语耳。”又：“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祎、懿、铄，美也。”郭注：“自穆穆以上皆美盛之貌，其余常语。”有时候，郭璞以“皆见《诗》、《书》”，“皆见《诗传》”作注，以免赘述。

（13）说源释名例。郭注《尔雅》，有时探明语源，说明所以取名的原因。如《释天》：“载，岁也。夏曰岁。”郭注：“取岁至行一次”；“商曰祀”，郭注“取四时一终”；“周曰年”，郭注“取禾一熟”；“唐虞曰载”，郭注“取物终更始”。又如《释虫》：“蚬（xiǎn），缢女。”郭注：“小黑虫，赤头，喜经死，故曰缢女。”

（14）异篇互见例。《尔雅》共分为十九篇，但篇与篇之间也有联系，郭璞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在注释中常常把各篇的内容用来互相证明。如《释诂》：“[image: alt]
 ，继也。”郭注：“[image: alt]
 见《释水》。”又，《释言》：“殷、齐，中也。”郭注：“《释地》曰：‘岠，齐州以南’。”又，《释畜》：“鹣鹣比翼。”郭注：“说已在上。”

（15）亦某或某例。郭《注》多阐述《尔雅》所释名物的异类别称，或云“亦某”，或云“即某”，或云“或某”，或云“一名”。如：

《释宫》：“石杠谓之徛。”郭注：“或曰今之石桥。”

《释草》：“莪萝。”郭注：“亦曰[image: alt]
 蒿。”

《释草》：“菲苟。”郭注：“即土瓜也。”

《释草》：“筮荑（wú yí）。”郭注：“一名白蒉。”

（16）描绘物状例。《尔雅》所释器物，郭璞多经目验，所以训释往往具体形象。如《释器》：“椮谓之涔。”郭注：“今之作椮者，聚积柴木于水中，鱼得寒入其里藏隐，因以簿围捕取之。”又如，《释木》：“枫[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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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注：“枫树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枫香是。”又如，《释虫》：“荧火即炤。”郭注：“夜飞，腹下有火。”

（17）分别类属例。《尔雅》的分类实际上有两级类目，十九篇的篇名为一级类目。《释宫》中的“宗族”、“母党”、“妻党”、“婚姻”，《释兽》中的“寓属”、“鼠属”、“齸属”、“须属”等，此为二级类目，这些二级类目比较清楚，因为在目录上和内容上均有明确的标示。另外还有许多二级类目，《尔雅》本身没有标示，但《郭注》中多有说明。如：

《释器》：“木豆谓之豆。”郭注：“豆，礼器也。”

《释草》：“啮彫蓬、荐黍蓬。”郭注：“别蓬种类。”

《释鱼》：“螣，螣蛇。”郭注：“龙类也。”

《释鸟》：“[image: alt]
 鸰（líng），雍渠。”郭注：“雀属也。”

此外，尚有个别情况在二级类目下又有种属之分的。如《释地》“九府”：“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郭注：“黄金礝石之属。”这种例子可以把它看作是三级类目。说明《尔雅》的分类还是比较细密的。

（18）阐明功用例。此例《释草》篇中最多。如：

“[image: alt]
 （qíng），鼠尾。”郭注：“可以染草。”

“孟，狼尾。”郭注：“今亦以复屋。”

“竹篇蓄。”郭注：“可食，又杀虫。”

其他篇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释木》：“椐，[image: alt]
 。”郭注：“肿节可以为杖。”

（19）怀疑重出例。《尔雅》非出一人之手，所以类例未尽统一，内容亦或有重复，郭璞对此类现象已抱有怀疑，如：

《释木》：“菋荎著。”郭注：“《释草》已有此名，疑误重出。”

《释鸟》：“密肌系英。”郭注：“《释虫》已有此名，疑误重。”

（20）注释字音例。如：

《释鱼》：“[image: alt]
 ，[image: alt]
 鲔。”郭注：“音洛。”

《释鱼》：“[image: alt]
 ，当[image: alt]
 。”郭注：“音胡。”

《释鱼》：“鲂[image: alt]
 。”郭注：“音毗。”

《释鸟》：“舒雁，鹅。”郭注：“音加。”

（21）叙述史实例。郭《注》中或有叙述史实，这些可以用来证史，也可以用来考证《尔雅》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如：

《释兽》：“豹文鼮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汉武帝时得此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

《释兽》：“麠，大麃，牛尾一角。”郭注：“汉武帝郊雍，得一角兽，若麃然，谓之麟者，此是也。”

（22）评判孙注例。郭璞的《尔雅注》是在博采众家注解之长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评判孙炎（叔然）《尔雅注》的例子。如《释虫》：“莫貈，螳蜋蛑。”郭注：“螗蜋有斧虫，江东呼为石蜋。孙叔然以方言说此，义亦不了。”其他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都是批评孙炎的。

（23）虚言语辞例。郭《注》中或有注明虚言语辞的例子，这在中国语法史上也应提上一笔。如：

《释诂》：“伊，维也。”郭注：“发语辞。”

《释言》：“憯（cǎn），曾也。”郭注：“发语辞。”

《释训》：“谁，昔昔也。”郭注：“谁，发语辞。”

此外，郭璞还在注解中说明词性及构词特点。如：

《释言》：“俾，职也。”郭注：“使供职。”（明动词）

《释言》：“蠲，明也。”郭注：“蠲，清明貌。”（明形容词）

《释训》：“绰绰、爰爰，缓也。”郭注：“悠悠、偁偁、丕丕、简简、存存、懋懋、庸庸、绰绰，尽重语。”（明叠音词）

（24）比喻修辞例。此例多见于《释训》篇中。如：

“丁丁、嘤嘤（yīng），相切直也。”郭注：“丁丁，斫（zhuó）木声；嘤嘤，两鸟鸣，以喻朋友相磋相正。”

“如切如磋，道学也。”郭注：“骨象须切磋而为器，人须学问以成德。”

“如琢如磨，自修也。”郭注：“玉石之被琢磨，犹人之自修饰。”

上面所归纳列举的二十四例，尚不包括《郭注》的全部内容，只是选择其中主要的或释例比较多的介绍了。宋邢昺在《尔雅疏序》中高度评价了《郭注》，邢昺指出：“其为注者，则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各名家，犹未详备，惟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宋代学者晁以道将《郭注》与王弼的《老子注》、张湛的《列子注》、郭象的《庄子注》、杜预的《左传注》、范宁的《谷梁传注》、毛萇的《诗经注》并列，认为这些注解“宛然成一家之学，后世虽有作者，未易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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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郭注》也有不足之处，比如郭璞多博采旧注但往往不标明出处，有些词不得其义而望文作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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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尔雅音义》、《尔雅图谱》

郭璞除了写有《尔雅注》之外，另有《尔雅音义》、《尔雅图谱》二书。郭璞《尔雅序》云：“别为《音》、《图》，用启未[image: alt]
 。”《晋书·郭璞传》云：“别为《音义》、《图谱》。”《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载：

梁有《尔雅音》二卷，孙炎、郭璞撰。

《尔雅图》十卷，郭璞撰。梁有《尔雅图赞》二卷，郭璞撰，亡。

根据以上文献的记载，郭璞所撰《尔雅音义》、《尔雅图谱》曾与《尔雅注》别行，且有同书异名，卷数不一的情况，这两部书早在隋以前就亡佚了，仅在陆德明的《尔雅音义》及邢昺的《尔雅疏》的引文中还能看到一些。宋代以后，出了一些《尔雅音图》的本子，尽管作者署名为郭璞，但有人认为其图为梁代江灌所作，其音为五代孟蜀毋昭裔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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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3月，北京市中国书店曾据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本影印了《尔雅音图》，此版源出宋椠，分卷上、卷中、卷下三卷，但卷下又析为前、后两卷，故此书实分四卷。卷上自《释诂》至《释亲》四篇有音无图。卷中自《释宫》至《释水》八篇，卷下自《释草》至《释畜》七篇皆有音图。这些注音对于我们认识一些僻字的音义很有帮助，而那些图谱更是为我们理解《尔雅》文字提供了形象具体的认识，如《释地》“五方”（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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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郭璞以后众家注

郭璞以后，清代以前，注释《尔雅》的，尚有不少，现分别介绍如下。

1．沈旋

《隋书·经籍志》载：“《集注尔雅》十卷，梁黄门郎沈琁注。”

《经典释文序录》云：“梁有沈旋（约之子）集众家之注。”

《旧唐书·经籍志》载：“《集注尔雅》十卷，沈璇注。”

《南史·沈旋传》：“约子琁，字士规，集注《迩言》行于世。”这里的《迩言》显然指的《尔雅》，吴承仕曾加以考证：“‘迩言’二字当为‘尔雅’之讹。盖旧来所称集注不出二途：一集众家之义，如何注《论语》；一附合经传，如杜解《春秋左氏》。使沈旋为《迩言》作解，子赞父业，固情理之常；若为作集注，则事所无有。盖隐侯非姬、孔之圣，《迩言》无经艺之尊，本是笔语，何待训说？既不立学，何有徒众？其子又安所得众家之义而集之也？况旋注《尔雅》明见著录，诸书所引文义甚显，则‘迩言’，为‘尔雅’之误，事在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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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明《尔雅音义》中，曾在许多地方引用了沈旋的注音，则沈注《尔雅》，兼注字音。沈旋曾经怀疑樊光没有注过《尔雅》，以至后来学者引用樊光注时不称樊光，而称“某氏”，可见沈氏《集注尔雅》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孙炎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小学类载：“旧有孙炎《尔雅疏》。”

《宋史·艺文志》载：“孙炎《尔雅疏》十卷。”

清谢启昆《小学考》卷二：“今本孙氏（炎）《尔雅正义》一卷，存。”

这里提到的孙炎是五代时人，与魏代的孙炎（叔然）不是一个人。晋武帝名为司马炎，魏代的孙炎因避讳而改称其字，如《郭注》和《三国志·王肃传》都称“孙叔然”。唐会昌后，唐武帝李炎在位，俗间孙炎不避讳，而唐代的目录又没记载，所以可以断定孙炎为五代时人。《尔雅疏》早已亡佚，清代吴骞曾辑有《尔雅正义》一卷，收入《拜经楼丛书》中，有1922年博古斋刻本。吴骞在其所辑《尔雅正义》序中说：“《埤雅》每引其说，必曰孙炎《正义》，或曰孙炎《尔雅正义》。”邢昺《尔雅疏序》说：“其为义疏者，俗间有孙炎、高琏，浅近俗儒，不经师匠。”但《邢疏》却屡引孙说，则邢氏所引，不是五代时即俗间的孙炎，而是魏代的孙叔然了。陆德明喜采俗说，所以《尔雅音义》中也多有摘录孙炎《尔雅正义》的文字。

3．毋昭裔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小学类载：“《尔雅音略》三卷。”晁氏提要云：“蜀毋昭裔撰。《尔雅》旧有释智骞及陆朗《释文》。昭裔以一字有两音或三音，后生疑于呼读，今释其文义最明者为定。”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载有毋氏《尔雅音略》三卷，并注明亡佚。后来有人怀疑《尔雅音图》中的注音就是毋氏《尔雅音略》的内容。

4．陆佃

《宋史·艺文志》载：“陆佃《尔雅新义》二十卷。”谢启昆《小学考》著录书名为《尔雅音义》，误。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曾从王安石问学。陆佃在《尔雅新义》自序中说：“万物，汝故有之，是书能为尔正，非能与尔以其所无也。名之曰《尔雅》，以此。庄子曰，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旧说此书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广之。虽不可考，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为也。故予每尽心焉，虽其微言奥旨有不能尽，然不得为不知者也。岂天之将兴是书，以予赞其始。譬如绘画，我为发其精神，后之涉此者致曲焉，虽使璞拥篲清道，跂望尘躅可也。”真有点大言不惭。宋代的陈振孙已讥其虚妄，比为“戏笑之语”，称之为“玩物丧志”之作。清代的学者也对《尔雅新义》不以为然。如江藩《汉学师承记》称：“余古农撰《注雅别抄》专攻是书及《埤雅》，及蔡卞《毛诗名物解》等书，就正于惠松厓，松厓曰：陆佃、蔡卞，乃安石新学，人知其非，不足辩。”但此书也有可取之处，如清阮元、孙志祖认为陆佃所据经文，犹是北宋善本。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陆佃有《尔雅贯义》一书，谢启昆怀疑此书就是《尔雅新义》，误分为两书。

关于《尔雅新义》的卷数，有十八卷和二十卷之分。陈振孙认为：“倾在南城传写，凡十八卷，其曾孙子遹刻于严州为二十卷。”清宋大樽认为：“此书当依陈氏写本为十八卷，盖系农师手定。其曾孙所刻二十卷，当是后来分析欲凑成数故也。何以见之？《汉志》《尔雅》本三卷，《邢疏》虽分十卷（俗本十一卷亦非，原次尝见宋椠，板十卷），而不改并其上中下原次。乃《新义》卷第六以《释宫》（卷中）前半篇并合《释亲》（卷上）之后，《释宫》后半篇又分为卷七，此分析之迹未泯者也。余亦牵上搭下，散碎无一完篇。今据陈写卷数重为编定，而著论于此以明所本云。”
【44】



5．郑樵

郑樵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宋史·艺文志》载：郑樵《尔雅注》三卷。宋代以后，汉学日衰，雅学废坠，郑樵的《尔雅注》在当时还算是一部有所见解的《尔雅》注本。《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得失评价比较全面，其提要说：“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image: alt]
 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并认为郑樵《尔雅注》序跋中间驳正旧文处“皆极精确”。同时，对郑樵疏失之处也提出了批评：“‘惟鱼枕谓之丁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这些批评都是比较公正的。

郑樵对《尔雅》的著作体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尔雅注》自序云：“《尔雅》训释六经，极有条理，然只是一家之见，又多徇于理而不达乎情状。故其所释六经者，六经本义，未必皆然。”又，《尔雅注》后序云：“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义，饘自饘，餬自餬，不得谓餬为饘；讯自讯，言自言，不得谓讯为言；[image: alt]
 自[image: alt]
 ，袍自袍，不得谓袍为[image: alt]
 ；衮自衮，黻自黻，不得谓衮为黻。不独此也，大抵动以十数言而总一义。今举此四条，亦可知其味于言理。《释言》：‘峨峨，祭也。’《释训》：‘丁丁嘤嘤，相切直也。’举此二条，亦可知其不达物之情状。”《尔雅》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其有较系统的发凡起例，整部书有其完整的逻辑网架，郑樵不达于此，所以有这样的讥评，而《四库全书总目》也没能详加考证，为郑樵之言所左右，也是一个失误。

除以上所举五家外，据《经典释文序录》及《小学考》等书所载，尚有南朝陈施亁的《尔雅音》，南朝陈谢峤的《尔雅音》，南朝陈顾野王的《尔雅音》，唐裴瑜的《尔雅注》五卷，宋高琏的《尔雅疏》七卷，宋释智骞的《尔雅音》二卷，宋孙奭（shì）的《尔雅释文》一卷，宋王雱（Pāng）的《尔雅》，宋无名氏的《尔雅音训》二卷，宋无名氏的《互注尔雅贯类》一卷，宋无名氏的《尔雅兼义》十卷，宋无名氏的《尔雅发题》一卷，宋潘翼的《尔雅释》，宋罗愿的《尔雅翼》三十二卷，元胡炳文的《尔雅韵语》，明薛敬之的《尔雅便音》，明罗日褧的《尔雅余》八卷等等，这些书大都已经亡佚了。

第四节　陆德明《尔雅音义》

《尔雅音义》是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一种，分上下两卷。《宋史·艺文志》称其为《尔雅音义》，《文献通考·经籍考》称其为《尔雅释文》，同书异名。由于唐代以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尔雅》注本仅有郭璞一家，所以《尔雅音义》的价值就很高了。不仅如此，《经典释文序录》中对《尔雅》的特点、次第、注解传述人等进行了论述和考证，成为现在研究《尔雅》的主要史料之一。

1．《经典释文序录》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云：“《尔雅》之作，本释《五经》，既解者不同，故亦略存其异。”又云：“《尔雅》本释坟典，字读须逐《五经》，而近代学徒好生异见，改音易字，皆采杂书，唯止信其所闻，不复考其本末。且六文八体，各有其义，形声会意，宁拘一揆，岂必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著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image: alt]
 ，如此之类，实不可依，今并校量，不从流俗。”这里，陆德明指出了《尔雅》一书的性质，即“《尔雅》之作，本释《五经》”，而《尔雅音义》的任务，就在于校正俗学“改音易字”的流弊。

《经典释文序录》“次弟”云：“《尔雅》周公，复为后人所益，既释于经，又非□□□次，故殿末焉。众家皆以《尔雅》居经典之后，在诸子之前，今微为异。”这里，陆德明指出了《尔雅》何以序次于《五经》、《老子》、《庄子》之后的原因。

《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后，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前汉终军始受‘豹鼠’之赐，自兹迄今，斯文盛矣。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这里，陆德明分析了《尔雅》一书的意义和价值，考证了《尔雅》书名的含义和《尔雅》的作者，评述了《郭注》的地位，并说明了他作《尔雅音义》所据的本子。

接下来，陆德明列举了唐以前的《尔雅》注本：

犍为文学《注》三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对待诏。阙中卷）。

刘歆《注》三卷（与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光《注》六卷（京兆人，后汉中散大夫，沈旋疑非光注）。

李巡《注》三卷（汝南人，后汉中黄门）。

孙炎《注》三卷（《音》一卷）。

郭璞《注》三卷（字景纯，河东人，东晋弘农太守、著作郎；《音》一卷，《图赞》两卷）。

右《尔雅》，梁有沈旋（约之子），集众家之注。陈博士施亁、国子祭酒谢峤、舍人顾野王并撰《音》。既是名家，今并采之，附于先儒之末。

以上实际上是唐以前《尔雅》的目录。根据这一目录，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唐以前《尔雅》研究的概况。同时，还可以将此目录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互相比勘。

2．《尔雅音义》释例

根据《尔雅音义》的内容，我们析其释例为十，从这些释例中，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并掌握此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1）辨字体。陆德明考辨字体，有云字又作某者，如《尔雅序》：“尔，字又作迩。”有云亦作某者，如《尔雅序》“雅，字亦作疋。”有云古某字者（或云古字，或云古字作某），如《释诂》：“遏，古逖字。”又，“裒，古字作襃。”有云籀文作某者，如《释诂》：“壞，籀文作[image: alt]
 。”有云或作某者，如《释诂》：“夸，或作誇。”有云国名本作某者，如《释诂》：“[image: alt]
 ，国名本作黎。”有云俗作某者（或云俗字），如《释言》：“[image: alt]
 ，俗作饭同。”又，《释畜》：“父，本或作[image: alt]
 ，俗字。”有云经典作某者（或云某书作某），如《释天》：“壃……经典作疆。”又，“阉，《汉书》作掩。”有辨字体偏旁者，如《释诂》：“搂，从手，本作搂，非。”又，《释草》：“猋，字从三犬，俗从三火，非也。”

（2）注字音。《尔雅音义》注字音，有云音某者，如《尔雅序》：“夫，音符。”有云又音某者，如《尔雅序》：“诂，音古，又音故。”有云如字者，如《尔雅序》：“近，如字。”有云某某反者，如《释草》：“萇，且良反。”有云某音某者，如《释草》：“雚，郭音灌，谢音官，沈、施音丸。”有云音同某者，如《尔雅序》：“了，音同照。”有云读某者，如《释诂》：“遹，读聿。”

《尔雅音义》还以注音方式来校勘文字，如《释草》：“莁，亡符反，读音或常制反，又户耕反。”字读作“常制反”应该是“筮”字，而非“莁”字，而莁筮形近，且俗字草旁同竹旁多互相混淆，所以读者把“亡符反”的莁，念成了“常制反”的筮。字读作“户耕反”应该是“茎”字，茎与莁也是形近而误。这些细微之处，需要认真阅读《尔雅音义》才能知晓。

（3）存旧注。唐以前各家《尔雅》旧注，除郭璞外，大都亡佚，赖《尔雅音义》引用保存，才能使我们据以了解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如《释草》：“藨，谢蒲苗反或力骄反，孙蒲矫反，顾平表、白交、普苗三反。”这里保存了谢峤、孙炎、顾野王三家的异音。又，《释训》：“薨薨，顾、舍人本作雄雄。”这里列举了顾野王、舍人《尔雅》注本的异文。又，《释言》：“介也，李、孙、顾、舍人本并云：[image: alt]
 ，罗也；介，别也。”这里汲取了各家的别解。

（4）援书证。《尔雅》本是五经之训诂，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所以《尔雅音义》多援引群经诸子与之相互证明，如《尔雅序》“键”之援引《字林》、《广雅》、《小尔雅》、《方言》诸书，《释诂》“妷”之援引《说文》、《释宫》篇题之援引《世本》、《吕氏春秋》、《尚书》，《释天》“雳”之援引《羽猎赋》、《史记》等等，均为此例。

（5）举异文。除以上所提“辨字体”例外，陆德明还将其所见版本异文一一列举。有云本或作某者，如《尔雅序》：“謬，本或作繆。”有云本又作某者，如《释诂》：“勰，本又作协。”有云本亦作某者，如《释畜》：“[image: alt]
 ，本亦作昆。”有云古本作某者，如《释诂》：“芜，古本作隶。”有云一本作某者，如《释诂》：“穫禾，一本作獲。”有云诸儒本作某者，如《释训》：“委委，诸儒本并作祎。”有云众本亦作某者，如《释水》：“[image: alt]
 ，众《尔雅》本亦作[image: alt]
 。”有云本皆作某者，如《释草》：“[image: alt]
 ，本皆作门。”有云众家本作某者，如《释鱼》：“谢，众家本作射。”有云本多作某者，如《释畜》：“[image: alt]
 ，本多作狼。”

（6）载史实。《尔雅音义》于注音释义的同时，还偶尔记载了一些史实。如《释诂》：“[image: alt]
 ，古罪字。秦始皇以其字似皇字改。”又，《释诂》：“祠，周春祭名。”“烝，冬祭名。”“甞，秋祭名。”“禴，夏祭名。”又，《释亲》：“窋，不窋，后稷之子。”又，《释兽》：“终军，《汉书》云：终军，字子云，济南人。初入关弃[image: alt]
 而去，至长安上书拜为谒者给事中，使南越为吕嘉所杀。时年二十余岁，世号之终童。”

（7）附考证。《尔雅音义》时下己意，语虽简洁，却非常精当。如《尔雅序》：“中古谓周公也。”此考中古所指。又，《释鸟》：“羿，古之善射者。言此鸟捷劲，虽羿之善射，亦懈惰不敢射也，故以名云。”此证羿名由来。又，《释草》：“不荣而实谓之秀。众家并无不字，郭虽不注而《音义》引不荣之物，证之则郭本有不字。”此校郭本“不”字有无。

（8）下案（按）语。《尔雅音义》间出己意，以定是非。如《释宫》：“案，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此谓“宫”字含义古今有别。又，《释草》：“堇草，郭音靳，居觐反，云：即乌头也。案，《本草》蒴藋，一名堇草，一名芨，非乌头也。”此校正《郭注》之非。又，《释鸟》：“隼，本或作[image: alt]
 。案，佳即鸟也，无劳更加。”此考证文字异同。

（9）释篇名。《尔雅》十九篇的篇名，《尔雅音义》以前各家注本均未详解，而这一点恰恰是了解《尔雅》内容、结构和序次的关键。陆德明于十九篇的篇题之下，都进行了注解，这是以前注家所没有做到的。试举数例如下：

《释诂》第一：“《说文》云：‘诂，故言也。’《字林》同。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语也’。”

《释言》弟二：“此《释言》篇者，释古今之训义。”

《释训》弟三：“张揖《杂字》云：‘训者，谓字有意义也。’案，《释诂》以下三篇，皆释古今之语，方俗之言，意义不同，故立号亦异，至于训释[image: alt]
 典，其实一焉。”

《释水》弟十二：“《说文》云：水，北方之行，象众泉并流，著微阳之气也。《白虎通》云：水，准也。言水之平均而可准法也。”

《释畜》弟十九：“案，《释兽》、《释畜》二篇俱释兽而异其名者，畜是畜养之名，兽是毛虫总号，故《释畜》唯论马牛羊鸡犬，《释兽》通说百兽之名。”

这些解释成为以后《尔雅》注家的重要依据，也为我们今天阅读《尔雅》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0）本今作某。据统计，《尔雅音义》中“本今作某”的注释共有八十三例，如：

《释诂》：“惈，本今作果。”

《释草》：“菭，本今作苔。”

《释木》：“阯，本今作趾。”

《释虫》：“细要，本今作[image: alt]
 。”

《释兽》：“峰，本今作峯。”

这些例子看起来似乎是陆德明校勘版本的文字，但是黄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尔雅音义》中有称本今作某者，皆出校《释文》者之辞，近人或意以为陆氏原文，斯为巨谬。但是黄侃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本今作某”例究竟是陆氏原文还是后人校勘《尔雅音义》的文字，有待进一步考证。

总之，《尔雅音义》体例严谨，注释精当，又去古不远，较为可信，是研究《尔雅》的必读之书。

第五节　邢昺《尔雅疏》

疏是古代的著作体裁之一，它是专门用来疏通解释注文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经文本身需要进行注释，即使注文本身也需要疏通诠解了。北宋邢昺的《尔雅疏》就是专门训释《郭注》的。

《宋史·艺文志》载：“邢昺《尔雅疏》十卷。”《小学考》认为此书已亡佚，则此书在清代已罕见。据《邢疏》自序记载，
【45】

 《邢疏》为“奉敕校定”。所以为此书的原因，是由于“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其书之主旨，是“考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铨，则以景纯为主”。《邢疏》还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当时同邢昺一齐修书者有杜镐、舒雅、李维、孙奭、李慕清、王焕、崔偓佺、刘士元八人。

对于《邢疏》，后人褒贬不一，而以贬者居多，批评者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1）北宋邢昺专疏郭景纯《注》，墨守东晋人一家之言，识已拘而鲜通。

（2）《邢疏》不过抄撮孔氏经疏，陆氏《释文》，是学亦未能过人矣。其书多掇《毛诗正义》，掩为己说，间采《尚书》、《礼记》正义，复多阙略，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取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
【46】



其实，以上的批评是不够公正的。《邢疏》虽有不足之处，但能列于《十三经注疏》之中，绝非偶然，自有其本身的价值。我认为《邢疏》有五大特点：

首先，根据《邢疏》可以了解《郭注》旨意。《郭注》语焉不详，而《邢疏》正是专门解释《郭注》的，研究《郭注》，不能不借助于《邢疏》，此《邢疏》价值之一。

其次，《邢疏》多引书证。《四库全书总目》《尔雅疏》提要云：“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此《邢疏》价值之二。

第三，《邢疏》可补《郭注》阙略。《尔雅·释诂》：“初：……始也。”《疏》：“初、哉至始也。释曰：皆初始之异名也。初者，《说文》云：从衣从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声近借为哉始之哉。首者，头也，首之始也。基者，《说文》云：墙始筑也。肈者，《说文》作肁，始开也。祖者，宗庙之始也。元者，善之长也，长即始义。胎，人成形之始也。俶者，动作之始也。落者，木叶陨坠之始也。权舆者，天地之始也。”此补《郭注》之阙者。《尔雅·释诂》：“舒、业、顺，叙也。舒、业、顺、叙，绪也。”郭注：“皆谓次叙”，“四者又为端叙。”《疏》：“舒、业至绪也。释曰：叙谓次叙。舒者，展舒徐缓有次也。业者，事有次叙也。顺者，不逆有叙也。舒业顺叙四者又为端绪，互相训也。”此补《郭注》之略者。此《邢疏》价值之三。

第四，《邢疏》已知声义兼通。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都以以音寓义见长。其实，在他们多少年之前的邢昺，已运用了这种声训的方法，只是还没有像后来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运用得那样广泛，那样深入，那样得心应手罢了。如《释诂》：“哉，始也。”《疏》：“哉者，古文作才，以声近借为哉始之哉。”又，《释诂》：“怡，乐也。”《疏》：“怡者，和乐也。《小雅·节南山》云：既夷既怿。怡夷音义同。”此《邢疏》价值之四。

第五，明《尔雅》释例。黄侃认为：“近人多言《尔雅》有例，然《邢疏》随事指陈，如云：《释诂》不妨尽出周公，题次初无定例，造字与用字不必尽同诸条，随便即言；《尔雅》与经文，异人之作，所以不同诸说；皆闳通之极。虽清儒有时逊之矣。”
【47】

 此《邢疏》价值之五。

《四库全书总目》对《邢疏》的评价还算比较公允：“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于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以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于昺。”

第六节　邵晋涵《尔雅正义》

清代雅学大兴，《尔雅》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邵疏》和《郝疏》。这两部书都是为《郭注》作的新疏。

邵晋涵对《郭注》是非常推崇的，他在《尔雅正义》自序中说：“唯郭景纯明于古文，研核小学，择撢群艺，博综旧闻，为《尔雅》作注，援据经传以明故训之隐滞，旁采谣谚以通古今之异言，制度则准诸礼经，薮泽则测其他望，诠度物类多得之目验，故能详其形声，辨其名实，词约而义博，事核而旨远，盖旧时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但他对《邢疏》却很不满意，他认为《邢疏》只是掇拾他人之说，且多阙略，后列于《十三经》，聊取备数而已。这就是他为《郭注》作新疏的原因。

《邵疏》的特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自序之中，据序文而言，其书凡例有七。

1．校勘文字

《尔雅正义序》云：“《尔雅》为五经之[image: alt]
 [image: alt]
 ，而世所传本文字异同不免讹舛，《郭注》亦多脱落，俗说流行，古义寖晦。爰据唐石经暨宋椠本及诸中所征引者审定经文增校《郭注》。”

2．绎彰词义

《尔雅正义序》云：“仿唐人正义，绎其义蕴，彰其隐赜（zé），窃以释经之体事，必择善而从，义非一端可尽。”

3．博通旨趣

《尔雅正义序》云：“汉人治《尔雅》，若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之注，遗文佚句，散见群籍，梁有沈旋《集注》，陈有顾野王《音义》，唐有裴瑜《注》，征引所及，仅存数语，或与郭训符合，或与郭义乖违，同者宜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为主，无妨兼采诸家，分疏于下，用误辨章，譬川流而汇其支渎，非木落而离其本根也。”

4．补充《郭注》

《尔雅正义序》云：“郭《注》体崇矜慎，义有幽隐，或云未详，今考《齐》、《鲁》、《韩诗》，马融、郑康成之《易》注、《书》注，以及诸经旧说，会粹群书，尚存梗概，取证雅训，辞义瞭然，仍存而不论，确有据者补所未备。附尺壤于崇丘，勉千虑之一得，所以存古义也。”

5．引经证注

《尔雅正义序》云：“郭氏多引诗文为证，陋儒不察，遂谓《尔雅》专用释《诗》。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全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

6．稽考声韵

《尔雅正义序》云：“声音递转，文字日孳，声近之字，义存乎声。自隶体变更，韵书割裂，古音渐失，因致古义渐湮。今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因是以阐扬古训，辨识古文，远可依类以推，近可举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

7．辨别名物

《尔雅正义序》云：“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古今异称，后人辑为专书，语多皮传。今就灼知副实者，详其形状之殊，辨其沿袭之误，其未得实验者，择从旧说，以近古为征，不敢为亿必之说。”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昭原来也想作《尔雅疏》，花了数年功夫，搜采各家之说，择善而从，但未能成书。后“余姚邵太史晋涵《尔雅正义》刻成，邮寄示予，叹其书之精博，不特与邢氏优劣制判若天渊，即较之唐人《诗礼正义》，亦有过之无不及。予旧时所留心识记者，邵书大半已有，此昔人所谓杼轴予怀他人先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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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侃也认为：“清世说《尔雅》者如林，而规模法度，大抵不能出邵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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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评价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一般讲《尔雅》的注本，提《郭注》、《郝疏》的多，提《邵疏》的少，时人的评价也是《郝疏》胜于《邵疏》。我们把《邵疏》和《郝疏》互相比较一下，那么前者确实是劣于后者，但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应了解以下三个事实：第一，《邵疏》先成，《郝疏》后出，开创者难，继之者易。第二，只要将邵、郝两书略作比较，便可发现《郝疏》大段大段地抄袭《邵疏》，且不标明出处。第三，《邵疏》的大部分成果为《郝疏》所吸收，但也有取之未尽者。总之，《邵疏》在《尔雅》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与《郝疏》相颉颃，研究《尔雅》，《邵疏》不能不读。

第七节　郝懿行《尔雅义疏》

在所有的《尔雅》注本中，收采最为宏富，注释最为详尽的要算《郝疏》了。郝懿行（1757～1825），字恂九，一字寻韭，号兰皋，山东栖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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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氏一生著作很多，大部分收在《郝氏遗书》中，《郝疏》为其一生力作，共花了十四年的时间。此书还未写成，郝氏便颇为自得，他在与友人的信札中说：“此书著成，自谓其中必多佳处。”又说：“其中亦多佳处，为前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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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者宋翔凤在《尔雅义疏序》中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尔雅》一书，“至唐代但用郭景纯之注而汉学不传，至宋邢氏作疏，但取唐人《五经正义》缀辑而成，遂滋阙漏。亁隆间，邵二云学士作《尔雅正义》，翟晴江进士作《尔雅补郭》，然后《郭注》未详未闻之说皆可疏通证明，而犹未至于旁皇周浃，穷深极远也。迨嘉靖间栖霞郝户部兰皋先生之《尔雅义疏》最后成书，其书南北学者知求于古字古言，于是通贯融会谐声、转注、假藉，引端竞委，触类旁通，豁然尽见。且荟萃古今一字之异，一义之偏，罔不搜罗，分别是非，必及根原，鲜逞胸臆。盖此书之大成，陵唐跞（luò）宋，追秦汉而明周孔者也”。下面，我们从形、音、义、凡例、校补、目验等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郝疏》所取得的成就。

1．形

《尔雅》虽为义书，但义由形生。《郝疏》多辨别文字形体，有省文例、或体例、古文例、籀文例、篆文例、隶省例、古今字例、俗体例、别体例，其中省文、或体例最多。

《释诂》：“诏、相、导、左、右、助，勴也。”《疏》：“勴者，[image: alt]
 字之省也。《说文》云：‘[image: alt]
 ，助也。’教导所以为赞助，故又为勴也。”此省文例。

《释言》：“煽，炽也；炽，盛也。”《疏》：“煽者，傓之或体也。《说文》：‘傓，炽盛也’。……通作扇……又通作煽……是煽训炽，炽训盛，《说文》简略，故总曰：‘傓，炽盛也’。”此或体例。

以上的例子虽然是辨别文字的形体，但对于字（词）义的理解，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郝疏》还善于分析文字的偏旁。如“从黄之字或变从光”（《释训》“洸洸、赳赳，武也”条），“从兆从翟之字古多通用”（《释训》“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条），“隶书手旁犬旁形近易淆”（《释诂》“蒐，聚也”条），“聝有从耳从首之别……聝、馘二形，实同一义”（《释诂》“馘，获也”条）。这种偏旁分析法是古代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经常运用的方法。

2．音

清儒多用“以声求义”的方法，《尔雅义疏》亦属此列。黄侃在《声韵通例》一文中谈到了这一点：

问曰：训诂与音，束芦相依；王君疏通《广雅》，则诸经异文，诸子辞赋奇字，皆得涣解；郝君疏通《尔雅》，则古文经传义故，由以开明，采其菁华，何术之以？

答曰：王、郝二书，用意略异。一在推本字，兼明通假，此郝君之为也；一在搜求旧训以证《广雅》，此王君之为也。然二家皆以音理贯穿义诂，其言音同、音近、音转三者，最为闳通。音同者，古本音相同，或今变音相同也；音近者，即叠韵相转，亦即旁转也；音转者，即双声相转，亦即对转、旁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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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文字，有许多没有办法从字形上解释，而运用以声求义的方法，则迎刃而解。如《尔雅》释词与被释词中有许多假音假借的例子。

《释诂》：“废，大也。”《疏》：“废者，[image: alt]
 之假音也。《说文》云：‘[image: alt]
 ，大也。’《玉篇》作[image: alt]
 ，又作[image: alt]
 ，同。通作佛……又通作废。”

《释训》：“晏晏、温温，柔也。”《疏》：“晏者，宴之假借也。《说文》云：宴，安也。与柔同训。通作晏。晏晏犹安安。故《释名》云：安，晏也。”

《郝疏》运用以声求义的方法，其中也留下了一些精彩的论述，如：“凡语词之字多非本义，但取其声。”（《释诂》“伊，维也”条）“凡音同音转之字古人多以为训，即六书中转注假借之所由生。”（《释诂》“废，舍也”条）“凡借声之字不必借义。”（《释诂》“恙，忧也”条）“以义假借不可以声求者也。”（《释诂》“丑，众也”条）“凡借声之字，不论其义，但取其声。”（《释言》“遏，逮也”条）“古方俗之语，音转字变而其义俱通。”（《释诂》“亹亹，勉也”条）“古方俗之语，取其声不论其字。”（《释诂》“覭、髳，茀离也”条）“然则人之俊者为大，马之骏者亦为大，山之峻者亦为大，水之浚者亦为大，字虽异而音义同矣。”“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均见《释诂》“弘，大也”条）“凡声同之字，古多通用。”（《释诂》“初，始也”条）

3．义

《郝疏》义训有辗转相训例、对文散文例、通称专训例、引申多义例、单言连文例、单文重文例、名反义通例、异训相承例等等。

《释诂》：“遹、遵、率、循、由、从，自也。”《疏》：“《说文》云，自，始也，又云鼻也。鼻亦始也，人生从鼻始，百体由之，故借为自此至彼之义。自训从也，由也，率也；从亦为由，由亦为率，率亦为自，展转相训，其义俱通也。”此辗转相训例。

《释诂》：“坠，落也。”《疏》：“《说文》云，凡草曰零，木曰落。按，此亦对文耳，若散文则通。故《夏小正》云‘栗落’，明零不必草也；《庄子·逍遥游》篇云‘瓠落’，明落不必木也。所以《离骚》云：‘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零、落皆坠也。是其义俱通矣。”此对文散文例。

《释诂》：“觐，见也。”《疏》：“觐者，《大宗伯》云：‘秋见曰觐。’按，《尔雅》之觐与《周礼》异。凡见皆称觐，非必朝王；非时皆可见，不必因秋。……又贵贱相见皆称觐。……是凡见皆称觐，明不独施于至尊矣。”此通称专训例。

《释诂》：“极，至也。”《疏》：“极者，《玉篇》云：栋也，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按，极字凡有数义皆缘栋而生，栋居屋之中，至为高绝，故《尔雅》训至极。又竟也，穷也，终也，终、穷、竟三义又缘至而生也。”此引申多义例。

《释诂》：“黄发、[image: alt]
 齿、鲐背、耇老，寿也。”《疏》：“此黄发、[image: alt]
 齿、鲐背并二字连文为义，实则黄、[image: alt]
 、鲐三字单举于义亦通。故《南山有台》传及《行苇》笺并云：黄，黄发也。是单言黄之证。《说文》：[image: alt]
 ，老人齿。是单言[image: alt]
 之证。《方言》：鲐，老也。是单言鲐之证。至于耇、老二字，虽俱单文，亦有连语，耇称胡耇，老称黎老。”此单言连文例。

《释训》：“蔼蔼、济济，止也。”《疏》：“济者，《释言》云，成也。成有止义，故《诗·载驰》传云：济，止也。是济单文为止息，重文则为众多。故《诗·文王》传云：济济，多威仪也。《正义》引孙炎曰：济济，士之容止也。是皆以多兼止为义。”此单文重文例。

《释言》：“逆，迎也。”《疏》：“逆者，迕之迎也。逆本违迕之名而有逢迎之义，故以逆为迎。《考工记·匠人》云：‘逆墙六分’，郑注：‘逆犹却也。’《齐策》云：‘故专兵一志以逆秦’，高诱注：‘逆，拒也。’拒与迎义相反者，逆对顺言故有拒意，逆以迎言故有逢遇之意。诂训有相反而相同者，此类是也。”此名反义通例。

《释诂》：“刑、范、矩、律、常也。”“刑、范、律、矩，法也。”《疏》：“既云常又云法者，法必有常，有常可以为法也。”此异训相承例。

4．释例

近人陈玉澍曾写了一部《尔雅释例》，他在自序中说：“近儒于诸经多有释其例者，而于《尔雅》独未之及。近儒注《尔雅》者，有邵晋涵、郝懿行、严元照、翟灏、臧庸、钱玷、钱绎、王引之、俞樾诸家，于其例皆未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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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在陈氏之前，只能说尚无一部系统地全面地论述《尔雅》体例的专著，至于《邵疏》、《郝疏》中有关《尔雅》释例的内容随处可见。如上面提到的假音假借例、辗转相训例、多音多义例、名反义通例、异训相承例，等等。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郝疏》中还有不少有关释例的内容。

《释诂》：“际、接、翜（shà），捷也。”《疏》：“翜者，《释文》云：‘所甲反。’《说文》云：‘翜，捷也。’飞之捷也。翜声近霅（zhà），《文选·吴都赋》云：‘靸霅警捷’。李善注：‘靸霅，走疾貌。’按，俗语云，一霅时，亦捷疾之意也，此翜字与际、接义异而同训捷。《尔雅》此例甚多。”此义异同训例。

《释诂》：“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疏》：“初者，裁衣之始；哉者，草木之始；基者，筑墙之始；肈者，开户之始；祖者，人之始；胎者，生之始也。每字皆有本义，但俱训始，例得兼通，不必与本义相关也。”有时《尔雅》用的是词的直接引申义，如，《释诂》：“路，大也。”《疏》：“经典凡言路寝、路车、路马，义皆为大路，本道路可以通达，故谓之大。”有时《尔雅》用的是词的间接引申义，如，《释诂》：“淫，大也。”《疏》：“淫者，浸淫，又，久雨也。浸久有过度之意，故训为过，过有奓泰之意，故又为大。”以上均为非用本义例。

《释诂》：“烝，大也。”《疏》：“烝者，众也。又训君者，众之所归斯谓之君，与君群义同也。……美与君义亦近，凡臣子于君父以美大之词言之，故皇谓之大，亦谓之美，亦谓之君。凡有数义而皆通，斯《尔雅》诸文之例也。不明乎此则窒矣。”此训异义通例。

《释诂》：“公、侯，君也。”《疏》：“公、侯皆有本义。……又训君者，公、侯虽臣，于其国称君也。然则伯、子、男亦列国之君，此不言者，举尊以例卑，及卿大夫之有地者亦得兼包焉。”此举尊例卑例。

5．校补

《尔雅义疏》是《尔雅》注本中的集大成者，较之以前的注本后来居上，校所未刊，补所未及。

《释诂》：“弘：……大也。”郭注：“《尸子》曰，此皆大有十余名而同一实。”《疏》：“今按，大之训凡三十有九名，《尸子》所称才止十一，又，夭、帝、后、皇、辟、公亦俱训大，与今本异，证知《尔雅》诸文，后人多有增益及窜改者，古书茫昧，千载无声，编简丛残，遗文散落，夫孰从而辨之！”

《郝疏》还纠正了《郭注》、陆德明《尔雅音义》、《邵疏》以及一些训诂学家和字书记载的失误。不仅如此，《郝疏》还十分注重目验，他对旧注不依据亲身考察来训释名物是不满意的。所以《郝疏》中，草、木、虫、鱼、鸟、兽、畜诸篇对动物、植物往往有十分具体形象的描状记载，这些不经过亲身验证是无以下笔的。

《释草》：“权，黄华。”《疏》：“……今验，野决明叶似目宿而华黄，枝叶婀娜，人多种之，似不甚香，而王氏《谈录》以为嗅之尤香，盖初时香不甚[image: alt]
 ，以醋则甚香，凡香草皆然也。”这种经过亲自验证实践过的知识，自然翔实可信。

假如旧注没有依据，则《郝疏》并不采用，宁可付诸阙如，不轻下议论。如《释兽》：“麟：麕身，牛尾，一角。”《疏》：“按，古书说麟不具录，大抵侈言德美与其征应，惟《诗》及《尔雅》质实可信。至于言德则《广雅》备矣，说应则《礼运》详矣。今既无可据依，亦无取焉。”

同时，《郝疏》还深得《尔雅》“辨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的旨意，多引用一些方言俗语来训释名物，虽片言只语，却能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如：

《释鱼》：“蜎，蠉。”《郝疏》：“今登莱人呼跟头人，扬州人呼翻跟头虫。”

《释兽》：“鼬，鼠。”《郝疏》：“今俗通呼黄鼠狼。”

以上这些都是《郝疏》胜过以前《尔雅》注本的地方。但是，《郝疏》成就固然很大，缺点也复不少。如果说，此书的成就在于博洽宏通，那么，它的缺点也在这里。《郝疏》采摭旧注的地方很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应注明所本，遗憾的是，《郝疏》往往没有这样做。《郝疏》又以“以声求义”著称，但郝氏在音韵学方面的水平并不高，连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如《释言》：“燬，火也。”郝氏认为“火”古读如“喜”，《诗》“七月流火”与“九月授衣”韵，是“火”读如“喜”之证。他不知道“火”在微部，“喜”在之部，是不相通的。
【54】



对于初学者来说，《郝疏》最适宜，因为它疏释比较详尽、浅显，又吸收了旧注的优点，代表了《尔雅》研究的最高水平。而《郭注》过于简略，《邵疏》不够浅显，《尔雅音义》没有完整的原文，《邢疏》较为艰涩。但这些注本对于进一步研究者来说，都是必读之书。



第四章　《尔雅》研究书目举要

清代亁隆、嘉庆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的交互作用，考据学大兴。作为考据学工具的雅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尔雅》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其广度和深度都是清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其中有辑佚者，有校勘者，有考证者，有正名者，有音训者，有笺注者，有补郭者，有释例者等等。下面分类介绍一下清代（包括现代）《尔雅》研究的书目。
【55】



第一节　辑佚类

1．《古经解钩沉·尔雅》三卷

清余萧客辑。余氏认为，古书流传：“其幸者传不传参半，其不幸者传其一不传其二。”
【56】

 于是“远自周室，迄于唐代，凡得三十卷。其间多寡亦微有准绳，辞条丰蔚则撮其精英，一二仅存则随条辄录，名曰《古经解钩沉》。言古以别于现行刊本；言经解不言注疏以并包异同，缘沈刻借晋拘方《五经钩沉》之名，而义不必借。”
【57】

 余氏在后序中谈到了此书辑录的条例，可以参考。在后序中，他还讲到了他辑录的甘苦，所谓“丹铅朝夕，乐不为疲，至于左目，几成青盲”。《尔雅》在《古经解钩沉》的第二十八至三十卷，每条辑录的内容均注明出处。如卷二十八《释诂》：胎，大才翻。孙炎音，《释文》二十九。又，卷三十《释草》：大荠，荠有小故言大荠。舍人注，《齐民要术》十。《古经解钩沉》曾收入清代的《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并写有提要，可资参考。但由于余氏成书较早，与后来几部辑佚书相比，要逊色不少。

2．《尔雅汉注》三卷

清臧庸辑。臧庸字在东，一字拜经，初名镛堂。欲识古训，当于年代相近者求之。而最接近于《尔雅》写作年代的注文有汉代的犍为文学、樊光、李巡，魏代的孙炎，“是皆说《尔雅》者所必宗也”。
【58】

 但郭璞《注》出而他注皆失传，而“郭于古文古义不能尽通，往往以己意更定，考古之士病焉”。好在李巡、孙炎等人的注释虽然失传，但尚散见在唐人的文献中，这些注解往往有胜过《郭注》的地方。于是，臧庸“笃好古义，遍加搜辑，汇成三卷”，使散佚的古注因此而得以保存。虽然这些古注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其正确的地方对于《尔雅》的研究将是很有裨益的。臧庸对于这些古注“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长而不曲护其所短”。此书所辑汉注均注明出处，有所辩证的地方则加“按”字以示区别。

此书收入《问经堂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曾加以影印。

3．《尔雅古义》十二卷

清黄奭辑。黄氏世为富商，而其独以读书稽古为乐，曾辑佚书二百八十五种，通计七千三百九十三篇，题名《黄氏遗书考》（原名《汉学堂经解》）。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属于经书方面的内容称为《汉学堂经解》，计一百十二种，属于谶讳方面的内容称为《通纬》，计七十二种，属于历史诸子方面的内容称为《子史钩沉》，计八十四种，属于汉代郑氏之学（郑玄）方面的内容称为《通德堂经解》，计十七种。《尔雅古义》十二卷，收录在《汉学堂经解》类中。

黄奭的老师江藩曾写有《尔雅古义》一书，惜未成就，曾嘱托黄奭卒成其业。于是，黄奭“冥搜远稽，左右采获，殚十舍之劳，涉七略之富，取汉以来各家言傅合于《尔雅》者，详加摭拾，罔有遗漏，研校次弟，系之其人，分门别户，毕力补缀，于郭氏则辑《音义》、《图赞》以弥其阙，自文学（指犍为文学）以下凡十家，又杂家众家注增益于后，微言佚而更出，奥义缺而复彰”。
【59】

 《尔雅古义》的材料来源主要有《玉篇》、《文选注》、《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埤雅》，凡是其中有引用《尔雅》旧注的，均“掇拾之以还旧观，为之疏通证明，悉有依归”。
【60】



《尔雅古义》所辑《尔雅》古注目录如下：

《尔雅犍为文学注》一卷　　（汉）□□撰

《尔雅注》一卷　　　　　　（汉）樊光撰

[image: alt]


《尔雅音注》一卷　　　　　（魏）孙炎撰

《尔雅音义》一卷　　　　　（晋）郭璞撰

《尔雅图赞》一卷　　　　　（晋）郭璞撰

《尔雅集注》一卷　　　　　（梁）沈旋撰

《尔雅音》一卷　　　　　　（陈）施亁撰

《尔雅音》一卷　　　　　　（陈）谢峤撰

《尔雅音》一卷　　　　　　（梁）顾野王撰

《尔雅众家注》二卷

以上十二种注文，黄奭均写有序文提要，内容很丰富，其中犍为文学注、孙炎音注并写有后序。这些序录可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的序录互相对照，互相补充。在内容上，《尔雅古义》同马国翰所辑相比较，不仅文字多寡略有不同，辑文下的校勘文字也不尽一致，而且两书在辑佚材料的来源方面也有些出入，所以两部书要对照着看。《尔雅古义》的一个长处是它辑录了《尔雅众家注》两卷，所谓“诸书有引《尔雅注》而不详名氏者，汇录一册，其有引某氏旧说或曰者一并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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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遗书考》有1925年王鉴修补道光中甘泉黄氏刊本，1934年朱长圻据清道光中甘泉黄氏原版补刊印本。

4．《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尔雅类》

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书五百八十余种，分为六百多卷，析为经编、史编和子编。经编中专设了“尔雅类”，有以下这些卷目：

《尔雅犍为文学注》三卷　　（汉）郭舍人撰

《尔雅刘氏注》一卷　　　　（汉）刘歆撰

《尔雅樊氏注》一卷　　　　（汉）樊光撰

《尔雅李氏注》三卷　　　　（汉）李巡撰

《尔雅孙氏注》三卷　　　　（魏）孙炎撰

《尔雅孙氏音》一卷　　　　（魏）孙炎撰

《尔雅音义》一卷　　　　　（晋）郭璞撰

《尔雅图赞》一卷　　　　　（晋）郭璞撰

《梁注尔雅》一卷　　　　　（梁）沈旋撰

《尔雅施氏音》一卷　　　　（陈）施亁撰

《尔雅谢氏音》一卷　　　　（陈）谢峤撰

《尔雅顾氏音》一卷　　　　（梁）顾野王撰

《尔雅裴氏注》一卷　　　　（唐）裴瑜撰

与《尔雅古义》相比较，作者、书名和篇卷有些出入，而《尔雅裴氏注》为《尔雅古义》所不收。

马国翰辑书材料来源非常广泛，“先生悯今世学者不见古籍，乃遍校唐以前诸儒撰述，其名氏篇弟列于史志及他书可考者，广引博征，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辞只字，罔弗搜辑”。
【62】

 同《尔雅古义》一样，《玉函山房辑佚书》“尔雅类”中的每一种辑书均写有一篇序录，叙述并考证书名、作者、篇卷、目录、材料来源、注文内容等等，这是我们了解《尔雅》已经亡佚的那些注文的翔实的材料。《玉函山房辑佚书》的内容也有所漏略，近人姚文栋在《尔雅释言集解后案序》中曾提到这一问题，他指出：“又有曹氏宪之《音义》，见于《唐志》；高氏琏之《疏》，见于《宋志》，释智骞之《音义》，见于《玉海》，毋昭裔之《音略》，见于晁公武《读书志》，为马氏辑佚所未及。宋郑氏樵注《尔雅》，虽在《邢疏》以后，然未尽违古义，则宜不容遗也。”

《玉函山房辑佚书》有清光绪九年（1883）长沙嫏嬛馆刊本。

马国翰之后，清王仁俊又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其中也有经编尔雅类，其卷目有：

《尔雅许君义》一卷　　（汉）许慎撰

《尔雅郑君注》一卷　　（汉）郑玄撰

《尔雅刘氏注》一卷　　（晋）刘兆撰

《尔雅孙氏注》一卷　　（魏）孙炎撰

《尔雅麻氏注》一卷　　（□）麻杲撰

但王仁俊所辑仅有稿本，没有刊版印行，不易见到。

第二节　校勘类

1．《经典释文考证·尔雅音义》三卷

清卢文弨撰。卢氏在《尔雅音义考证》卷首题语中说：“今邢昺《尔雅注疏》中音义多，即邢氏所定，不全用陆氏原文，其《正义》与陆氏本往往异同。今官本以陆氏《音义》入之邢氏注疏中，不难改易删节以求合于邢氏，甚失其旧。故《释文》一书断断当别行也。至书中有‘本今云云’者，当是后人以邢本参校，所谓今者，即指邢本，并非陆氏原文，亦混入其中。”卢文弨校勘文字，包括字形、字音、字义，其中以字形为多；字形中又包括古字、别字、俗字，以及其他版本或字书的异字。所用方法多以《尔雅》《说文》相互参证，又以版本异同、《尔雅》古注作为依据。如《释诂》第一：

箌，《说文》“草大也”。案：《说文》草部：“菿，草大也。”竹部箌训“草到”。据陆氏知今本《说文》误。然训为草大则字当从草，今《尔雅》亦从竹，疑皆误。

《尔雅音义考证》分上中下三卷，有清亁隆嘉庆间余姚卢氏所刊《抱经堂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2．《尔雅注疏校勘记》六卷

清阮元撰。《尔雅》流传多少年来，经文、注文、疏文讹舛日多，俗间流传的版本错误不少，阮元搜集了许多善本，皆极可贵，“授武进监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条其异同，纤悉毕备，元复定其是非，为《尔雅注疏校勘记》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后之读是经者于此不无津梁之益”。
【63】

 据《尔雅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所收，阮元校勘《尔雅》所用的版本有唐石经《尔雅》三卷、国朝石经考文提要《尔雅》一卷、明吴元恭仿宋刻《尔雅经注》三卷、元椠雪窗书院《尔雅经注》三卷、宋椠《尔雅疏》十卷、元椠《尔雅注疏》十一卷、明闽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明监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明汲古阁毛本《尔雅注疏》十一卷、国朝浦镗《尔雅注疏正误》三卷、国朝惠栋《尔雅注疏》校本十一卷，国朝卢文弨《尔雅注疏》校本十一卷等，另外还有明叶林宗影抄宋本《经典释文》、国朝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三卷。阮元几乎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尔雅》善本都网罗毕至了。阮元校勘的主要依据是《说文》、《经典释文》和《尔雅》善本，这也形成了阮元校勘的特点，特别是阮元在版本方面收集之富，为其他校勘著作所不及。

《尔雅注疏校勘记》有1980年10月中华书局所出《十三经注疏》本。

3．《经义述闻·尔雅》三卷

清王引之撰。《经义述闻》是清代著名的校勘著作，其校勘所用方法主要是理校法。所谓理校，就是考校古书字词和篇章的内在逻辑，即分析文章的字例、词例、句型、语法，剖析条理，推究文义，简而言之，理校即是考证。王引之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读书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今得明矣”。
【64】

 可见对《经义述闻》的评价是很高的。《经义述闻》共二十八卷，《尔雅》在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计有校记二百十八条。如《经义述闻》卷二十六《尔雅》上：

苦，息也。引之谨案：苦劳宜止息，则苦劳非止息也。《尔雅》何以训苦为息乎。今案：苦读为“王事靡盬”之盬，靡盬者，靡息也。盬与苦，古字通。

《经义述闻》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鸿宝斋石印《皇清经解》本。

4．《尔雅小笺》三卷

清江藩撰。江藩少年时代就习诵《尔雅》，年仅十八岁便初露锋芒，写了《尔雅正字》一书。这部书的特点是“以《说文》为指归，《说文》所无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当时学者阅后深为叹赏。与此同时，邵晋涵正在写《尔雅正义》，江藩得知后，便决定等邵书出后再加订正。嘉庆二十年（1815），江藩已满六十高龄，因研究《毛诗》而旁及《尔雅》。江藩认为：“《尔雅》自《郭注》行而旧注尽废。景纯乃文章家，于小学涉猎而已，《邢疏》肤浅固不足论，而《邵疏》又袭唐人义疏之弊，曲护注文。至于形声则略而不言，亦未为尽善也。”
【65】

 江藩因检旧稿，重加删定，《邵疏》引文“误者正之，未及者补之”，分为上中下三卷，下卷又析为上下，实为四卷，并把《尔雅正字》的书名改为《尔雅小笺》。《尔雅小笺》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乃昌所辑《鄦斋丛书》本。

5．《尔雅释地四篇注》一卷

清钱坫撰。钱氏平生爱好地理学，一天读唐张守节书，内中有称“飞狐岌”，与《尔雅》相勘，始知《尔雅·释山》均为山名，其中“小山笈，大山亘”，就是指的飞狐岌与恒山，于是对《尔雅》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发生浓厚兴趣，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尔雅释地四篇注》一卷，全书分为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部分，共有校记二百零二条，地理学最注重方位，但李巡、郭璞注《尔雅·释地》等篇时，仅仅“随义解释，不著所在”，钱坫均一一加以注解说明。此外，《尔雅》俗字很多，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尔雅》本释墳典，字读须逐五经，而近代学徒，好生异见，改音易字，皆采杂书，唯止信其所闻，不复考其本末，且六文八体，各有其义，形声会意，宁拘一揆，岂必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著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image: alt]
 ，如此之类，实不可依。”钱氏一并校勘，不从流俗。清代学者孙星衍称赞说：“君注解质核有贾逵、高诱之风，汉以下无以拟也。”
【66】



《尔雅释地四篇注》有清嘉庆七年（1802）护万堂刊《钱氏四种》本，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刊《皇清经解续编》本，卷第为卷二百十五。

6．《尔雅古义》二卷

清胡承珙撰。胡氏认为：“《尔雅》为训诂之书而文字多为后人所乱，草木虫鱼之名偏旁大半俗增，古文又率多改易，其存而可考者希矣。”
【67】

 《尔雅古义》的内容就是探源《尔雅》的古字古义，共有校记六十三条。如：

忥，静也。郭云未闻其义。《说文》忥训“癡貌”，于静义不协。《广雅》云：“忥，息也。”古训于大息、止息义本相通。《尔雅释文》云：忥本作氣。承珙案，氣当作愾，《释名》云：“氣，愾也。”《说文》：“愾，大息也。从心从氣，氣亦声。”愾为大息，息有静义，故又训静。

这就把“忥，静也”句训诂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尔雅古义》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歙县胡氏《求是堂全集》本。

7．《尔雅匡名》二十卷

清严元照撰。严氏认为，《尔雅》文字多误，虽然邵《疏》注解精当，但对俗本之误及载籍所引文字异同阙焉不录，于是著《尔雅匡名》，以补其不足。此书有五个特点。（1）证偏旁之离合。这本书所以名为《尔雅匡名》，据作者自序说：“名，文字也；匡之为言正也，吾于《尔雅》为之正其文字而已矣。”《尔雅匡名·例言》亦称：“此书大旨以《说文》校《尔雅》。”就是用《说文》的本字本义来证明考定《尔雅》的文字异同及其引申义和假借义。（2）存古本之异同。《尔雅匡名》以《经典释文》为主，因为《经典释文》于异字异义及各家异说载之甚详，而北宋以前诸书引用《尔雅》也多有出入。严氏“悉行甄录，辨其离合”。（3）纠俗刻之舛误。《尔雅匡名》以《经典释文》和唐石经为主，据以参校是正。（4）附遗文于卷末，严元照认为：“唐人所引《尔雅》不见于《释文》、石经者，未必尽塙，亦未必尽诬，裒聚所见，附录卷末，为逸文一卷，以资考订。”
【68】

 （5）不掠人之美。做学问贵在诚实。严氏指出：“此书于诸家之说固不敢袭为己有，亦有实自己出暗合它人，审其年月，在元照之前则宁让之，其得自朋好口授者亦不敢没其姓氏。”《尔雅匡名》成书后，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段玉裁以及徐养原等人的高度评价，此书在清人《尔雅》研究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尔雅匡名》曾先后收入清光绪十一年（1885）《湖州丛书》、光绪十六年（1890）《广雅书局丛书》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皇清经解续编》。

8．《尔雅稗疏》四卷

清缪楷撰。此书内容为《尔雅》经注的校勘，也间及疏解词义，如出己意，则加“楷案”二字以示区别。如卷三《释草》：

椴，木堇；榇，木堇。樊云，别二名也。其树如李，其华（花）朝生暮落，与草同气，故在草中。楷案，樊说非也。当本是《释木》文，错简在此耳。

《尔雅稗疏》有光绪二十年（1894）江阴使署所刊《南菁札记》丛书本。

9．《尔雅平议》一卷

清俞樾撰。俞樾为清末著名校勘家，撰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尔雅平议》为其中的一种。俞樾校勘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一样，多用理校的方法，如以声求义、偏旁分析和群书互证。全书共有校记一百零九条，条条都有新义，虽未必尽是，然足资考证。如《尔雅·释诂》：

省，善也。郭注：省未详其义。樾谨按：省通作眚。《书·洪范》篇：“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作“王眚惟岁”。庄二十二年《公羊传》“肆大省”，《左》、《谷》并作“肆大眚”，是也。《释名·释天》曰：“眚，消也。如病者消瘦也。”以消释眚，仍以双声取义。消从肖声。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也。”然则省之为善犹肖之为善，而省之为肖犹眚之为消矣。

《尔雅平议》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在堂全书》本。另有光绪十四年（1888）王先谦所辑《皇清经解续编》本。

10．《尔雅札记》一卷

清朱亦栋著。朱氏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的高足弟子，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著有《十三经札记》二十一卷，《尔雅札记》为其中的一种。清人冯一梅在读了此书之后评论说：“窃见其辨证之详，搜讨之核，而尤服其持论之平，为近今以来所莫及。……先生之书，上自汉魏六朝，下至唐宋元明百家之说，无偏重亦无偏弃，凡读之而心有所得即采而录之，证而明之，以期折中于至当。”
【69】

 《尔雅札记》有校记二十五条。

《尔雅札记》有光绪四年（1878）武林竹简斋重刊本。

11．《尔雅古义》二卷

清钱坫撰。此书共有校记一百六十六条，多用《尔雅》、《说文》互相证明，且用通假的方法，使读者据此而见《尔雅》的古字古义。其中也多有校勘文字，或校正文字，或考证词义。如：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体柔也。按：口柔是巧言，面柔是令色，体柔是足恭。巧言谓之便佞，令色谓之善柔，足恭谓之便辟。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刚柔之为德，皆协中，故可分属君子小人。……李巡、郭氏仅以卑己屈身状夸毗，恐未得正解。

《尔雅古义》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刊《皇清经解续编》本，卷第为二百十三、二百十四。

12．《香草校书·尔雅》二卷

清于鬯（chàng）撰。于鬯是清末学者，精通小学，同俞樾为学问交。所著《香草校书》共六十卷，其中《尔雅》二卷，卷第为卷五十五、五十六，共有校记六十一条。或校文字，或勘句读，或正旧注，或考词义。于氏好学深思，校勘多剖析入微，令人折服。如《释兽》：

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鼭鼠，鼣鼠。鼫鼠，鼤鼠。鼨鼠，豹文。鼮鼠，[image: alt]
 鼠。

鬯案：……且使此文为十三鼠，各分一名，则“豹文”二字不免沓出，非文例也。今以四字为一科，十三鼠止有七鼠，则“豹文”二字不但不见沓出，正觉其必不可少。若不著此二字，则读者或误以鼮鼠释鼨鼠矣。此古文之简而有法也。又可证《说文》鼠部云：鼨，豹文鼠也。以豹文之属鼨鼠，为确不可易。《郭注》以豹文下属鼮鼠之谬，不辨自明。

推而广之，于鬯又根据《尔雅》的这种句式文例，解决了《释丘》、《释木》、《释鱼》、《释鸟》、《释畜》中许多句子的句读及解释的疑难问题。

《香草校书》有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一版。

13．《尔雅补释》三卷

民国汪柏年撰。汪氏曾从章太炎问学，对于《尔雅》一书特别用功，多有体会。他认为清代邵、郝二《疏》“尚多缺失，捃摭不具，未为纯美。……独欲补前修之未宏，正后世之横议，通古今之异言，辨雅俗之殊号，明其本籍，釐其句读”
【70】

 。文稿初就，曾送请章太炎教正。后经汪柏年重加修改，整理成《尔雅补释》三卷，计有校记一百六十七条。《尔雅补释》很有特点，钱基博序云：汪氏“考《尔雅》，证新籍，参以图说，实以目验，虫鱼草木审定古物为今之何物”。此书内容不多，但校勘极精，颇多创见。如他注重分析《尔雅》的凡例，用反训的方法，解决了不少问题。如卷一《释诂》：

讻，盈也。柏年案，讻自有盈义。讻凶通。《释名》：“凶，空也。”《洪范》：“凶短折。”马注：“凶，终也。”空终义同，与盈满义相反而相成。讻之训盈又训终犹鞠之训穷尽又训为盈也，亦即乱之为治，徂之为存之例。

《尔雅补释》有1936年苏州文新印书馆排印本。

第三节　补正类

1．《尔雅郭注补正》三卷

清戴鎣撰。此书首列《尔雅》经文，次列《郭注》，最后是戴氏补正文字。戴氏多考证《郭注》文字的错讹。其所用方法是用《尔雅音义》和《邢疏》与《郭注》互相证明，又捃摭群书所载汉注以及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等书来补正《郭注》。补注中如有自己的创见，则加“臣鎣案”三字，以示区别。如卷上《释诂》：

黄发、[image: alt]
 齿、鲐背、耇、老，寿也。〔注〕黄发，发落更生黄者。〔补正〕《邢疏》：舍人曰，黄发，老人发白复黄也。（臣鎣）按：《诗》疏引李巡注亦云，老人发白复黄也。与舍人注同。郭注谓更生黄者，非是。

清人韩光鼐跋云：“《尔雅郭注补正》一书，为戴孝鎣进呈本，成于乾隆五十二年，海内士林奉为圭臬。”其实此书有些地方也并不高明。

此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咸丰年间，版片多毁于战乱。韩光鼐家藏是书，光绪十一年（1885）经校勘刊版行世。全书析为三卷，每卷又各分上中下，故实为九卷。

2．《尔雅补郭》二卷

清瞿灏撰。郭璞注《尔雅》，采用不知盖阙的方法，或曰“未闻”，或曰“未详”。这样的例子有一百四十二个。宋邢昺作《疏》时，补释了十个（箌、肈、逐、求、卒、廪、宦、徒、骇、太史、胡苏），其余的仍付阙如，可知都是比较难以注释的。瞿灏“据[image: alt]
 识，参众家，一一备说如左，俟超览君子择焉”
【71】

 。如《释诂》：“哉，间也。”《郭注》未详。瞿氏补曰：“《说文》曰：哉，言之间也。谓言辞中间厕字，若今人云语助矣。”

《尔雅补郭》分为上下二卷，共有校记一百三十条，对于研究《郭注》很有价值。此书有光绪九年（1883）《咫进斋丛书》本（在第三集），《丛书集成》初编收有此书。

3．《尔雅补注残本》一卷

清刘玉麟撰。《尔雅补注》没有刻本流传。清人刘岳云年轻时，在其兄刘叔俛处得到刘玉麟《尔雅邵疏》校本，但仅有《释诂》、《释言》各一卷。后又得了《尔雅邵疏》的其他部分。其中“朱墨甚多。……择有‘玉案’二字者录之，遂成此帙。盖先生考据之精，大略可睹矣。眎瞿灏《尔雅补郭》、戴鎣《郭注补正》有过之无不及”。
【72】



《尔雅补注残本》有清光绪中吴县潘祖荫所辑《功顺堂丛书》本，又有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广雅书局刻本，后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4．《尔雅正郭》三卷

清潘衍桐撰。此书是作者在浙江诂经精舍教授的讲义。当时学生以“尔雅正郭”作为题目展开讨论。潘衍桐则访问博雅通人，参考旧说，附以私见，写成了这部讲义。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题名《尔雅正郭》，是为了区别于瞿灏的《尔雅补郭》。补者，补其略；正者，正其失。

《尔雅正郭》有光绪辛卯（1891）刻本。

5．《尔雅郭注佚存补订》二十卷

清王树楠撰。王氏认为：“郭景纯集晋以前诸家之注沿用别异，最为详洽，故郭注出而诸家之注俱废不行。然传抄既繁，脱讹滋甚。”
【73】

 于是写了《尔雅郭注佚存补订》一书。陆德明《尔雅音义》以《郭注》为正，比较接近《郭注》的本来面目，王氏补订悉从陆氏，陆氏所偶误者，间以他本正之。据“弁言”所述，此书对于《郭注》的补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郭注》足本旧观。王氏认为今世所行《郭注》，与其他文献所引用的相比较，多所删削，已非足本。唐代流行的《郭注》已有不同的本子，当时读者删繁就简，以便省览。其后学者喜便畏难，删削本盛行于世。王氏根据诸书所引参互补订，力求恢复《郭注》足本旧观。二是补郭璞音切。《郭注》中原有音，自《尔雅》注疏本别附音切，遂将注中之音概从删削，明吴元恭仿宋刻本中尚保存了一些郭注音切，王树楠把文献中引用郭注音切者悉为补入。三是采郭璞音义。郭璞除《尔雅注》外，尚有《尔雅音义》一书，诸书所引用《郭注》文字与今本《郭注》内容不同者，有的就是《尔雅音义》的文字，但已无从辨别。既然均为郭璞注文，王树楠概为补入，采掇不嫌于滥。但其采辑还是比较严谨的，凡是诸书中没有郭璞字样的，即使怀疑是郭璞的注解，也不采辑。不仅如此，王树楠还对陆德明《尔雅音义》中保留的《郭注》也均加以考订，以复陆氏《尔雅音义》之旧。

此书共二十卷，有光绪壬辰（1892）刻本，收入《陶庐丛刻》之四。

6．《尔雅注疏本正误》五卷

清张宗泰撰。此书共分为五个部分：（1）正经文之误。（2）正注文之误。（3）正疏文之误。（4）正音释之误。如卷一《释诂》：

竭也。张校：《释文》：“渴音竭，本或作竭。”按此则当作渴为是，不过或作竭耳。若既作竭，无烦音矣。

以上是校正经文的例子。

《尔雅注疏本正误》有光绪庚子（1900）广雅书局刻本。

7．《尔雅郝注刊误》一卷

清王念孙撰。道光六年（1826），清人阮元将《郝疏》收入《皇清经解》，这是一个删节本。清人宋于庭指出，删节本所删部分，或认为出于王念孙的手笔，或认为他人所删而托名王念孙。用这个删节本同郝氏家刻足本互相对勘，发现阮刻删去的部分、“多有未安”。这样的删削一定是出于大学问家之手，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非王念孙莫属。近人罗振玉曾得到《尔雅义疏》的写本，首尾朱墨批校很多，其书法同王念孙完全一致，其中有墨签一百零三条，每条均有“念孙案”字样，足证阮元所刻删节本正是王念孙所删削的。罗振玉平生十分佩服王念孙的学问，遂“命儿子福颐将此编中刊正郝书诸签录为一卷，颜之曰《尔雅郝注刊误》”。
【74】

 王念孙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校勘极精，多用以声求义的方法，在小学方面造诣很深，所以他的校勘文字也比较可信。

《尔雅郝注刊误》有1928年东方学会排印《殷礼斯在堂丛书》本。

第四节　音义类

1．《尔雅启蒙》十二卷

清姚正文撰。此书题名“启蒙”，但与清嘉庆三年（1798）刊行的《尔雅蒙求》不同，《尔雅蒙求》只是“正其讹字讹音，录以径寸楷书，俾诵读之……于童子实有裨焉”
【75】

 的初始读物，《尔雅启蒙》的内容则接近于《尔雅匡名》，其注释采用《尔雅》、《说文》互为表里，相互证明的方法，所谓“从形声以知假借，从假借以知转注，故曰《尔雅》、《说文》相为表里。”
【76】

 如卷一《释诂》：“骏，大也。”姚注：“骏，马之良材者，注引伸为凡大之称，通作浚，又通作俊。”马之大者为骏，人之大者为俊，山之大者为峻，水之大者为浚。统而言之，这几个词均为同声通假字，同义通用。

《尔雅启蒙》有清咸丰壬子（1852）刻本。

2．《尔雅直音》二卷

清孙偘（kǎn）撰。对于《尔雅》，人们往往苦其音读，多用方言俗语来寻求读音，这样便产生了许多错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有了《尔雅直音》的刻本，以便于初学，但颇多舛误。比如：有改旧本正文者，有臆改正文者，有正文沿误俗本者，有漏音者，有误音者等等。因此，清人王祖源重刻《尔雅直音》，“就所知者据《释文》及韵书补正，其有本非难字不必音而音者……则刊去之，以清耳目，爰重雕之以课家塾，虽不敢谓一无舛误，然视臣本则略加审正矣”
【77】

 。

《尔雅直音》有光绪六年（1880）刊《天壤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曾据以影印。

3．《尔雅一切注音》十卷

清严可均辑。严可均将有关《尔雅》的古今音注汇辑起来，列于《尔雅》每条经文之下，并注明出处，对于研究《尔雅》有一定的价值。如：

弘、廓、宏……大也。严辑：舍人云，路，车之大也。（《荀子·哀公》篇注）冢，封之大也。（《书正义》三卷）樊光云，《周礼》云，其声大而宏。《诗》云，有贲其首。（《书正义》九卷）眰，可见之大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孙炎云，廓，张之大也。（《一切经音义》九）……

《尔雅一切注音》有光绪丁亥（1887）刻本。

4．《尔雅诂》二卷

清徐孚吉撰。作者自小专攻文字训诂之学，凡文字之通假、音训之转注、方国谣俗古今语言之异同，必为之究其根源乃止。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想用《尔雅》一书来疏通证明古代训诂，遂取各家旧注订误补遗，为《尔雅诂》二卷，计校诂六十六条，对于《郭注》、《邵疏》、《郝疏》多所补充是正，不少地方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卷上《释诂》：“哉之言间也。”《说文》训为“哉，言之间也”。为什么两书会有区别呢？徐孚吉认为：“《说文》多本《尔雅》，《尔雅》以间释哉，《说文》以言之间释哉，其所以不同之故……窃谓《尔雅》之体，重辞累言，同意相受，易为传写者所讹，将‘之言’二字倒转读之即与《说文》合矣。”

《尔雅诂》没有单行本，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丛书》本，《尔雅诂》在此丛书的第四集第三种，与清胡玉缙《说文旧音补注》合为一册，容易为人忽视。

5．《尔雅经注集证》三卷

清龙启瑞撰。《尔雅》十九篇中除《释乐》篇外，均有集证，计七十五条。此书特点是备引诸家之说以资考证。其引证诸家有：卢文弨、阮元、钱大昕、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臧镛、武億等，诸家之说后或下己按，以申释其说，但缺少创见，诸家之说收采也不够完备。

《尔雅经注集证》有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刊《皇清经解续编》本。

6．《尔雅集解》十九卷

清王闿运撰。此书于《尔雅》经文下列有通假字、别体字，并引用各家之说，释词疏义，间下己意。如卷一《释诂》：

初、哉（才载兹孳）、首、基（其箕荄）、肈（兆）、祖（且徂）、元、胎（殆、迨）、俶、落、权舆，始（治）也。

《尔雅集解》于十九篇篇首时有题语，读之或有启发。如《释宫》第六题语：“礼必明宫室之制，故释宫为首。”《释乐》第七题语：“乐，礼器之大，故别为一篇。”

《尔雅集解》有清光绪宣统间《湘绮楼全书》本。

7．《尔雅释言集解后案》一卷

清黄世荣撰。此书原名《尔雅集解后案》，因仅存《释言》三十九条，改称今名。据此书姚文栋序文及例言所述，此书搜采较广。首先，黄氏将《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关《尔雅》古注的部分一并采录，以便参考，而《玉函山房辑佚书》漏辑的内容，如曹宪《尔雅音义》、高琏《尔雅疏》、释智骞《尔雅音义》、毋昭裔《尔雅音略》、郑樵《尔雅注》等，悉以采入是编，以资考信。其次，黄氏将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像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邵疏》、《郝疏》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卢文弨、钱大昕、俞樾诸家有关《尔雅》的校勘文字皆采掇靡遗，备录于后。最后附上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后案”的意思。

《尔雅释言集解后案》有1915年嘉定黄氏排印本，收入《文惠全书》之五。

8．《尔雅义证》三卷

清尹桐杨撰。此书为教学普及读物，为文科国文类应用书。它将《尔雅》十九篇分为八个部：诂、言、训为文学之部，亲为亲属之部，宫为建筑之部，器为理化之部，乐为音乐之部，天为天文之部，地、丘、山、水为地理之部，草、木、虫、鱼、鸟、兽、畜为博物之部。每部均有题辞。这里已经开始试图用现代学科的分类来解释《尔雅》了。此书正文的内容主要是解释词义，引证出处，比较通俗。

《尔雅义证》有1924年8月衡南学社石印本。

《尔雅》研究著作除了以上列举的四大类外，尚有“释例类”，著作有陈玉澎的《尔雅释例》和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这两部著作我们将在第六章第五节“发凡起例法”中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五章　《尔雅》版本介绍

同十三经中的其他经书一样，《尔雅》也有注、疏。十三经基本上都产生在先秦时代，这些文献流传至汉代，在语言文字上便遇到了障碍，于是经书的注解便应运而生。这些注解都出现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如《尔雅》就有晋代郭璞的注。到了唐宋，人们对于经书的注文本身也遇到了语言文字的障碍，这样便产生了经书的正义，或称为疏。疏，通也，意思是疏通注文，也注释经文本身。如《尔雅》就有宋代邢昺的疏。《尔雅》除了注、疏外，还有陆德明的《尔雅音义》和唐代开成石经的经文白文。《尔雅》的版本，有单经本，有单注本（或称经注本），有音义本，也有注、疏合刻本或注、疏、音义合刻本。讲《尔雅》版本，需要将这几种类型分别介绍。

第一节　单经本

单经本指没有注、疏、音义的《尔雅》白文。

1．唐石经《尔雅》三卷

唐石经又称开成石经。据《唐会要》记载，唐石经始刻于唐太和七年（833），成于开成二年（837），内容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九经以及《孝经》、《论语》、《尔雅》，总计一百五十九卷，二百二十七石，附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当时郑覃、唐玄度都曾参加唐石经校勘工作。《旧唐书·郑覃传》：“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唐玄宗）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此外，《新唐书·郑覃传》、《旧唐书·文宗纪》也有关于唐石经的记载。

唐石经《尔雅》首载郭璞序，每卷标立篇目，下题郭璞注，但仅有经文白文，并无注文。可以推断唐石经刻石时所用版本为《尔雅》郭注本，而删去了注文。其分卷篇目为：卷上自《释诂》至《释亲》四篇，卷中自《释宫》至《释水》八篇，卷下自《释草》至《释畜》七篇。

唐石经立石之时，担任勒字官的唐玄度校勘字体时，多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78】

 唐以后又经后人改补，更失其真。所以错误不少，不可尽信。尽管如此，唐石经毕竟是印刷术普遍应用之前的产物，较之刻本，它在年代上要早，所以清代严可均称唐石经为“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善旧者也……至其佳处，实贤于宋椠本多矣”。
【79】

 有不少地方可以据唐石经校正刻本的错误。唐石经的校勘可以参阅：清吴骞《唐开成石经考异》两卷，清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十卷，清冯登府《唐石经考异》一卷、《唐石经误字辨》一卷。

清严可均认为：“唐石经以嘉靖乙卯（1555）前摹本为胜，今绝不可得而士大夫家藏旧摹本都补缀可疑，余所据则新摹之本未装册者。”
【80】

 此外，唐石经尚有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松峙明缩刻本，1926年掖县张氏皕忍堂摹刊蓝印本。

2．唐写本《尔雅》白文残卷

唐写本《尔雅》白文残卷，现存巴黎，1908年为伯希和所盗。王重民曾写有提要：

尔雅白文伯3719

《尔雅》白文残卷，起《释诂》“遘、逢，遇也”，讫《释训》“委委、他他，美也”，共存八十四行。书法不佳，然犹是唐代写本。其间异文别字，足资于今本之校勘与训诂者不少。兹略举之，《释诂》：“棲、迟、憇、休、劳、苦、[image: alt]
 、齂、呬，息也”，今本缺劳字。按《郭注》云：“苦劳者宜止息”，则郭本有劳字。《释言》：“毙，踣也”，今本毙作弊，卷子本作毙，与《左氏定八年传正义》引合。《释训》：“兢兢憴憴戒也”，今本憴憴作繩繩。按《释文》云：“本或作憴”，则与陆氏所见别本同。
【81】



第二节　单注本（经注本）

单注本指《尔雅》经文同郭璞注文合刻的本子。

1．古写本《尔雅》注

敦煌所出古籍中有古写本《尔雅郭璞注》，存《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五篇，其中《释天》篇残阙，所存自“秋为收成”起。这部分残卷，自《释地》“岠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句，断为两截。此书也为伯希和所劫，编号为伯2661、伯3735。此书卷末有“大历九年二月廿七日书主尹朝宗书记”题识一行，“天宝八载八月廿九日写”一行，又有草书“张真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寻，乃知时所重，亦不妄也”一行。书中渊字、治字、旦字并不缺笔。王重民认为：“唐讳不缺笔，盖为六朝写本。”
【82】



古写本《尔雅郭璞注》的校勘价值很高，可以校正石经及刻本经文，尤其是注文的许多错误。参阅王重民的提要及周祖谟《尔雅郭璞注古本跋》。
【83】



2．南宋刊十行本《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每半叶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注每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避讳字缺笔至构字止，据此可断其为宋南渡初年的刻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各卷后附有音释。卷末总计经若干字注若干字。

此书曾藏于清代藏书家汪阆源处，后归瞿镛铁琴铜剑楼收藏。清代著名校勘家顾千里曾在此版上写有跋语：“道光甲申春仲，从艺云书舍借来，细勘一过，知其佳处，洵非以后诸刻所能及也。思适居士顾千里记。”“异日当并单本《邢疏》再勘。三月朔又记。”
【84】

 单注本以此本为善。

此版商务印书馆曾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中国版刻图录》也收有书影并写有提要。
【85】



3．南宋监本《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宋刊大字，笔画方整，宋讳避至“慎”字，书函签题“经训堂藏”。卷中有“汲古阁”、“毛氏父子”诸收藏印记。末二叶缺，毛氏景补。原藏位育斋。
【86】

 此版曾收入1932年故宫博物馆景印《天禄琳琅丛书》第一集。此版字大悦目，颇便阅读。周祖谟新作《尔雅校笺》即用此版作为底本，根据十行本和其他资料进行校勘。

4．影宋蜀大字本《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日本的中国文献学家森立之曾撰有《经籍访古志》一书，内中有《尔雅》三卷。其提要云：“复宋大字本，京都高阶氏藏。晋郭璞注，首载璞序。每卷题《尔雅》卷几、郭璞注，次行列书篇目。每半板八行，行十六字，注双行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五分，幅五寸四分。文字丰肥，楷法端劲。敬、惊、弘、殷、匡、胤、玄、朗、恒、禛、真、征等字欠笔。间有南宋孝宗时补刊，桓、遘、慎三字欠笔。卷末有‘经凡万八百九言，注凡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言’二行及‘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
【87】

 杨守敬认为此版为众版之祖，黎庶昌认为此版尤为蜀本真面，最为可贵。清光绪年间，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将此版景刊收入。但“展转抚摹，仅存郭廓而已”。
【88】



5．元刊巾箱本《尔雅》三卷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提要云：“此元时所刻巾箱本，题郭璞注。首载郭序，后有音释，与宋本俱同，其中字句异于吴元恭本者亦同，即出自南宋初本也。序后有墨长记云：‘一物不知，儒者所耻，闻患乎寡而不患乎多也。《尔雅》之书，汉初尝立博士矣，其所载精粗巨细毕备，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郭景纯集注善本，精加订正，殆无毫发讹舛，用授诸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今从宋本复勘一过，知其言信然。全书无后人窜乱处，《郭注》中某音某者完善无阙。”此外，《开有益斋读书志》、《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对此版也都写有提要，
【89】

 与上面所引大同小异。

6．元雪窗书院刊《尔雅注》三卷

晋郭璞注。此版首署“雪窗书院校正新刊”八字，故称雪窗本。字体与唐石经相同。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六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注文中附有切音，在经文本字上加圈为识，较为醒目，也是与其他版本不一致的地方。阮元认为，用此版“校之俗刻所行郎奎金、钟人杰等刊本，则远胜之矣。郎、钟等本随意增删窜易，更不可据”。
【90】



7．明吴元恭刊仿宋本《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明嘉靖十七年（1538）秋七月，吴元恭校刊。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卷首标示篇目，卷末总计经若干字，注若干字。阮元云：此版“间有一二小误，绝无私意窜改处。不附《释文》，而郭《注》中之某音某完然无阙，为经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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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丙寅（1806），吴门顾氏（千里）思适斋曾据此本重新刊行。顾序云：“经典旧本类就湮没，良由朴学，故艰于传刻耳。此明嘉靖时《尔雅》，世不多见，蒙实病焉，乃重刊之。其本审知原出宋椠，足订正俗本讹脱，今不具论，以读者自得之矣。”但与宋十行本相比较，则十行本有许多胜于吴元恭本的地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有详细的校记，而这些都是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所漏校的。

《尔雅》单注本除以上列举者外，尚有明景泰七年（1456）马谅刊本，明嘉靖四年（1535）黄卿重刊景泰本，明嘉靖四年许宗鲁宜静书堂刊本，明嘉靖、隆庆间毕效钦刻《五雅》本，明天启六年（1626）郎奎金辑堂策槛刻《五雅》本，清嘉庆十一年（1806）顾千里思适斋复刻明吴元恭刊本，等等。但这些版本同上面所列举的七种版本相比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三节　单疏本

单疏本是指《尔雅》经文同疏文合刻，但无注文，亦无音义的本子。

宋刊《尔雅疏》十卷

宋邢昺疏。《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尔雅注疏》十卷提要云：“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于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时复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异一字，亦更不别下一语，殆不可解。岂其初《疏》与《注》别行欤。今未见原刻，不可复考矣。”《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看到的是《尔雅注疏》本，而没有看到单疏本，故有猜测之语，这说明单疏本在当时已很少流传。对于注、疏分合问题，清代学者多所考证。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注疏旧本”条目中专门提到了《尔雅》单疏本，他说：“唐人撰五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欲省两读，合注与疏为一书，而疏之卷弟，遂不可考矣。……又尝见宋刻《尔雅疏》，亦不载注文，盖刑叔明奉诏撰疏，独遵唐人旧式。”此版为宋刻宋元明初递修公文纸印本，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经、注或载全文，或标起止，皆空一格，下称“释曰”。

此版今收入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续编经部。

第四节　注疏本

注疏本指《尔雅》经文、注文、疏文合刻的本子。

1．元刊明修本《尔雅注疏》十一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疏俱低一格，双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引用书目提要”云：“卷一《释诂》分上中下。卷二《释言》分卷下。卷三《释训》、《释训》下、《释亲》。卷四《释宫》、《释器》、下《释器》。卷五《释乐》、《释天》、下《释天》、卷六《释地》、《释丘》。卷七《释山》、《释水》。卷八《释草》，分卷下。卷九《释木》、下《释木》、《释虫》。卷十《释鱼》、《释鸟》、下《释鸟》。卷十一《释兽》、《释畜》。分卷极无理。闽本正袭此。”每半叶九行，经文与注、疏每行均二十字，注、疏均低一格。黑口，左右双边。经文下载注文、疏文，双行，但不标“注”字。疏文则标阴文“疏”字。阮元又云：此版“内多明人补刻，板其佳者，往往与单疏本、雪窗本印合，而讹字极多，不胜指摘”。此版内中序文首题郭璞序，邢昺疏序，后接题“尔雅兼义一卷”，有人便误以为注疏、兼义为二部书。实际上兼义就是注疏，兼义者，兼并《正义》（即疏）而刻之，以别于单注本。此版胜过以后的注疏版本，较少脱文改字之病，故世以为此版为善本。

2．明闽本《尔雅注疏》十一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唐陆德明音义。明嘉靖间闽中御史李元阳刊《十三经注疏》本。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注文低一格，每行二十字，白口，单边。经文下载注文，亦单行，居中，标阴文“注”字。分经、注、疏为大中小三等字。

此版不仅有《郭注》、《邢疏》，还有陆德明《尔雅音义》，这是与元版不同的地方。

3．明监本《尔雅注疏》十一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此版每卷首署“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曾朝节、司业臣周应宾等奉敕重较刊”，“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吴士玉、承德郎司业仍加俸一级臣黄锦等奉旨重修”。行数字数与闽本相同。但《释诂》自“印吾台予”句以下析为《释诂》下，其余篇卷不分上下。注文用小字，单行，偏右。误字比毛本为少。

4．明汲古阁毛本《尔雅注疏》十一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明崇祯庚辰（1640）毛晋汲古阁刊《十三经注疏》本。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此版亦分经文、注文、疏文为大中小三等字，并将《释诂》合为一篇。阮元认为此版世所通行而错误极多。

《尔雅》注疏本除以上列举者外，尚有清乾隆十年（1745）三乐斋刊《尔雅注疏》十一卷，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阊（chāng）书乐堂刊《尔雅注疏》十一卷，清阮元校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清崇德书院刊《尔雅注疏》十一卷等。

第五节　音义本

音义本就是指唐陆德明的《尔雅音义》的单刻本。《经典释文》的传刻本在清代有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和卢文弨抱经堂刊本。两本同出于明末叶林宗的影宋抄本，而叶氏的影抄又是依据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迻写。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刊行于世之后，清代不少学者均据叶抄及宋版细加勘校，于是知道徐本有不少误刊和误校之处。卢文弨虽校勘极精，但其抱经堂本同徐本一样，均未能据叶抄校刊，所以失误也不少。目前最好的版本是清内府藏宋本，其避讳至“慎”字止，刊刻时间当在南宋孝宗以后。此版现藏国家图书馆，校勘价值很高，其佳处为其他版本所不及。

第六节　注、音义本

注、音义本是指《尔雅》经文同郭璞注、陆德明音义合刻的本子。

1．清湖南书局刊《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唐陆德明音义。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书局刊。此版郭璞序后有张青选序文，其文云：“嘉庆丙寅重刊福礼堂《周礼》既成，以坊间《尔雅》亦无善本，因集郭璞《注》、陆德明《音义》，仿所刻《周礼》，属海宁朱半塘茂才录成一书，藏之箧笥久矣。今检出属许登三茂才重加校刊，以付剞劂，为家塾读本。”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季春金陵书局重刊《尔雅》三卷、清清芬阁刊《尔雅》三卷同湖南书局本基本相同。

2．清山东书局刊《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唐陆德明音释。同治十一年（1872）山东书局刊，尚志堂藏版。前有一页朱印文字。当时因战乱，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版片亦皆毁于战火。为振兴文教，山东书局便刊行了此书。此版很重视校勘，正文前列有山东书局校勘官绅职名。正文中多有校勘文字，计一百四十九条，有字一作某例，一作某例，字本作某例，字本作某，注同例，字本作某，下及注同例，本无某字例，某下本有某字例，一本作某例。

3．清湖北官书处重刊《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唐陆德明音释。光绪十二年（1886）冬月湖北官书处重刊，版式、行款同山东书局本相同，但前无朱印文字和校勘官绅职名。此版正文前有凡例，据此可见此版的特点。此版校勘以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为本，兼采《邵疏》及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郝疏》、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及钱大昕、段玉裁诸家之说，并用众版相与参校，钩稽考核，务求其是，对明代监本、毛本之舛误，一并校勘是正。对于陆德明的《尔雅音义》，自注疏本附入音义，往往窜乱删易，以便俗学。此版以卢文弨所校《经典释文》原文载入，一还陆本之旧。此外，此版据《尔雅音图》及马京兆本、吴元恭本及《郝疏》、阮元校勘记，把过去注疏本删去的郭璞音注悉为补入，以资考证。



第六章　《尔雅》研究方法

第一节　目录导读法

目录为治学的第一要事，也是治学门径。研究《尔雅》，首先要了解《尔雅》的书目。目前，《尔雅》及雅学的书目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谢启昆《小学考》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有《经义考》一书，是一部研究经学的书目，但其中形声训诂方面的书籍都没有著录。于是，便有了谢启昆《小学考》一书。《小学考》共五十卷，分为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类，卷次为训诂（卷一～卷八），文字（卷九～卷二十八），声韵（卷二十九～卷四十四），音义（卷四十五～卷五十）。其中训诂八卷均为雅学书目，其中《尔雅》书目计四十八种。每种书目下均“评载其原序及各史著录，诸家评论之语”，或在辑录的史料后加上作者自己的考证文字。以《郭注》为例：

郭氏（璞）《尔雅注》《隋志》五卷，（《唐志》一卷，《释文序录》、《宋志》三卷）存。

《晋书列传》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终尚书郎记室参军赠弘农太守。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璞自序曰：“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旨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贤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英雄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璞不揆梼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萃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剟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据征之，于其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祛未寤。辄复拥篲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陆德明《释文序录》曰：“先儒于《尔雅》多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任昉《述异记》曰：“郭景纯注《尔雅》台，今在夷陵郡。”祝穆《方舆胜览》曰：“《尔雅》台在硖州，郭璞注《尔雅》于此。”郭子章《郡县解诂》曰：“景纯注《尔雅》，握笔嘉州，在今鸟犬山，江鱼吞墨，千里犹黑。”钱曾《敏求记》曰：“郭璞注《尔雅》三卷，六畜字本作兽，后人借畜养字用之，故麋、鹿、虎、豹育于山泽者，归之《释兽》，马、牛、羊、狗为人所养者，归之《释畜》，若一概以兽例之，讹矣。读《尔雅》宜熟精其义，勿但以‘终军’、‘辨鼠’为能事也。此本逐卷后附《音释》，殊便览者。”《四库全书提要》曰：“璞时去汉未远，遂抚大东称《诗》，钊我周王称《逸书》，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弘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

按，《经义考补正》引丁杰曰：“《晋书·郭璞传》无入蜀之文，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嘉定府下有郭璞《移水记》，苏辙诗指其注《尔雅》于此，考《记》中有嘉州二字，而嘉州之名，实始于后用，不应预见郭璞文中。又考嘉州在汉为楗为郡，诸书所云《尔雅》台者，疑是犍为舍人之遗迹，与璞无涉。”

可见，这样翔实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尔雅》是很有价值的。钱大昕称赞说：《小学考》一书，“搜罗博奥，评论又公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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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黄奭《尔雅古义总序》

黄奭《尔雅古义总序》中曾列举了清代《尔雅》研究的一些书目，其序云：

国朝为是学者众，予以汉儒家法师承有在，谨附去取所见书目于后。

《殿版尔雅注疏考证》

姜兆锡《尔雅参义》

谭吉[image: alt]
 《尔雅广义》、《纲目》

吴浩《尔雅疑义》

王漠《尔雅犍为文学注》、郭璞《图赞》

周春《尔雅广疏》

翟灏《尔雅补郭》

任基振《尔雅注疏笺补》

沈廷芳《尔雅注疏正字》

余萧客《尔雅释》、《钩沈》、《注雅别抄》

程遥田《尔雅释宫》、《释草》、《释虫小记》

卢文弨《尔雅释文考证》

吴骞《尔雅孙炎正义》

邵晋涵《尔雅正义》

铁大昭《尔雅释文补》

戴震《尔雅文字考》

戴鎣《尔雅郭注补正》

刘玉麟《尔雅古注》

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

陈鳣《尔雅集解》

臧镛堂《尔雅汉注》

郝懿行《尔雅义疏》

胡承珙《尔雅古义》

严可均《尔雅一切注音》、郭璞《图赞》

江藩《尔雅正字》

黄奭《尔雅古义》

3．清胡元玉《雅学考》

《雅学考》一卷为清胡元玉所撰。胡氏认为，《尔雅》之学，显于隆汉。延及东晋，注解十有余家。降及隋唐，犹有作者。而宋代侈谈性理而实学渐荒，雅学诸书因此而逐渐散佚，“傥不丞为釐正，致失先哲之苦心，斯亦后起者之罪也。爰考采前雅学诸书，[image: alt]
 稽众言，申以愚管，叙次为五种。宋后不著录，雅学所由衰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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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学考》共收录宋代以前雅学著作四十三种，其中注十二家，序篇一家，音十五家，图赞二家，义疏二家，并作《祛惑》一篇，驳正淆乱。其目先列前人的评述、考证文字，然后申以己见，“使有书者，不因书亡而名没不称；无书者，不以误纪而滥尸作者。其所考按多确切不移，雅学源流始得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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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研究《尔雅》者能据以考镜源流。此书的缺点是收采的书目太少，宋代以后的书目均付诸阙如，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书后附有《重印雅学考跋》和《续雅学考拟目》，均为今人周祖谟所作。此两文后均收入周祖谟的论文集《问学集》中。

《雅学考》有长沙东长街益智书局刻本，此书曾入《镜珠斋汇刻》丛书，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但印本不多，流传不广。后来北京大学假罗膺中所藏原本，依式重刊，请周祖谟负责校勘。因此，周祖谟便写了《重印雅学考跋》，述雅学废兴之迹，缀之简末，又别撰《续雅学考拟目》一通，附之卷尾。

4．黄侃《尔雅略说》

黄侃《尔雅略说》内容十分丰富，全文分为十二论：论尔雅名义，论尔雅撰人，论尔雅与经传百家多相同，论经儒备习尔雅。论尔雅注家一，论尔雅注家二，论尔雅注家三，论宋人尔雅之学上，论宋人尔雅之学下，论清儒尔雅之学上，论清儒尔雅之学下，论治尔雅之资粮。除前四论及末论外，其余七论可以看作是雅学提要目录。其中收录了自汉代以来研究《尔雅》的主要书目，一一考证原委，评论得失。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均有所建树，造诣很高，且其《尔雅略说》又晚于以上几种书目，所以黄侃写的叙录文字是初学和研究《尔雅》者的较好的工具。此文收入《黄侃论学杂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新一版。

5．周祖谟《续雅学考拟目》

周祖谟在《重印雅学考跋》中谈到了《续雅学考拟目》的缘起，他说：“胡氏《雅学考》之作意在辨稽旧说，不以备目为主，天水以下概付阙如。虽云‘著雅学所由衰歇’，治雅学史者终憾其未备。谢蕴山小学考首列训诂，又不录当代之书。余谓宜撮录宋元以来诸家所作为续雅学考一书，以著雅学之流变，庶研古训者得以穷源竟委，考镜异同。”

《续雅学考拟目》将宋以后雅学书目叙次为十种，即：一校勘。校勘众本，正其讹误者，如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等。二辑佚。辑唐宋诸书中所引之古注旧音者，如余萧客《尔雅古经解钩沈》、黄奭《尔雅古义》等。三补正。补《郭注》、《邢疏》之未备，兼正其误者，如翟灏《尔雅补郭》、周春《尔雅补注》等。四文字。以《说文》为本，正《尔雅》之俗字者，如江藩《尔雅小笺》、严元照《尔雅匡名》等。五音训。注音者，如胡炳文《尔雅韵语》、薛敬之《尔雅便音》等。六节略。删节注疏者，如无名氏《尔雅兼义》、危素《尔雅略义》等。七疏证。疏证经注者，如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等。八补笺。读前人书，补其未详，条记之者，如钱大昭《尔雅释文补》、徐孚吉《尔雅诂》等。九考释。专考释名物者，如钱坫《尔雅释地四篇注》、宋翔凤《尔雅释服》等。十释例。释经文之例者，如陈玉澎《尔雅释例》、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每种内又以撰人时代先后为序，所收书目共计五十九种，大部分为清人著作，间有宋、元、明人的著作。每种书目下附有一二句话，说明此书的作者、版本及内容得失。如：

《尔雅古义》十二卷

清甘泉黄奭右原辑。光绪四年番禺李光廷刻本。汉学堂丛书本。张宗炎刻榕园丛书本。辑古注古音，与马氏大同小异。

清代（包括现代）《尔雅》书目，数周氏收采最为完备了。

6．《中国丛书综录·子目·经部·尔雅类》

《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收录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所收藏的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总目分类目录》，第二册是《子目分类目录》，第三册是《子目书名、著者索引》。其中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经部设有“尔雅类”，分为四部分，即：“正文之属”、“传说之属”、“分篇之属”和“专著之属”，其中“传说之属”又依朝代分为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民国八个部分。“尔雅类”共收录雅学书目九十五种，每种均列有书名、卷数、作者及其时代，并标明此书目被收入哪几种丛书。如：

《尔雅匡名》二十卷

（清）严元照撰。湖州丛书。广雅书局丛书·经类。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本、蜚石馆石印本）。

由于许多著作没有单行本或单行本比较难找，此部书目就为我们寻检阅读这些雅学书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中国丛书综录》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反映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丛书的有无全缺，一索即得，是研究雅学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二节　参看内证法

《尔雅》训诂有同词异训的情况，这不仅出现在同一句的训释中，也出现在不同句的训释中，甚至出现在不同篇的训释中。如：

辟：《释诂》：“辟，君也。”又，“辟，法也。”

替：《释诂》：“替，待也。”又，“替，止也。”《释言》：“替，废也。”

丕、简：《释诂》：“丕、简，大也。”《释训》：“丕丕、简简，大也。”

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研究《尔雅》时，采用参看内证的方法。《郝疏》中曾采用了这种方法。以上面例子为证：

辟者，下文云法也，此训君者，君为人所法也。人所法为君，犹人所归为王矣。（《尔雅义疏·释诂》上）

替者，下文云止也。《释言》云废也，《说文》云废一偏下也。……盖废有止义，止有待义，故又训待也。（《尔雅义疏·释诂》下）

通过这样的参看比较，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尔雅》的训诂。有的是一词数义，其义相足；有的是同篇异训或异篇异训，但意义相成。实际上，先于郝懿行一千多年的郭璞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释鸟》：“鹣鹣比翼。”郭注：“说已见上。”检《释地》有云：“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则《释鸟》、《释地》可以互证。又如《释诂》：“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注：“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见《诗》。”郭璞这里讲的“事例在下”，是指《释诂》：“徂、在，存也”的经文，彼处郭注又云：“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向，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郭璞正是把《尔雅》运用同类方法的训诂放在一起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了《尔雅》训诂有“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这样一条凡例。不仅如此，郭璞还把参看内证的方法运用在校勘上。如《释木》：“菋荎著。”郭注：“《释草》已有此名，疑重出。”又，《释鸟》：“密肌系英。”郭注：“《释虫》已有此名，疑误重。”

我们在阅读《尔雅》的时候，也要采用这种参看内证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某一词语的训释，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尔雅》这部书的内容及其特点。

第三节　《说文》对照法

《尔雅》是一部义书，《说文》是一部形书；《尔雅》释词申义有本义，也有引申义，假借义，《说文》析体解字，主在文字的本义；《尔雅》先成，《说文》后出。《说文》引用沿袭《尔雅》的内容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用《尔雅》同《说文》互相对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效果。

1．明《说文》所本

《说文》撰作之时，“博采通人”，引诸经以相证明，有的注明出处；有的虽不标明，但通过互相对照，也可看出其所本。

《释诂》：“弼，重也。”“弼，辅也。”《说文》卷十二下弜部：“弼，辅也，重也。”

《释诂》：“怙，恃也。”《说文》卷十下心部：“怙，恃也。”

《释训》：“懽懽、愮愮，忧无告也。”《说文》卷十下心部：“懽，喜[image: alt]
 也。从心雚声。《尔雅》曰‘懽懽、愮愮，忧无告也。’”

《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说文》卷五下门部：“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冂。”

2．明《尔雅》释义

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序》指出：“《尔雅》经文之字，有不与经典合者，转写多歧之故也。有不与《说文解字》合者，《说文》于形得义，皆本字本义；《尔雅》释经，则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义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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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说文》与《尔雅》互相对照，就可以知道《尔雅》是用本义，还是引申义或是假借义。

《释诂》：“京，大也。”《释丘》：“绝高为之京。”检《说文》卷五下京部：“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可证《释丘》所言是“京”之本义。李巡注：“丘高大者为京也。”京者，丘之大也，故京引申有大义。可证《释诂》所言是“京”之引申义。

不仅如此，《尔雅》释词，往往几个词甚至几十个词连在一起，用一词加以解释。读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如《释诂》：

弘、廓、宏、溥、介、纯、夏、憮、厖、[image: alt]
 、嘏、丕、弈、洪、诞、戎、骏、假、京、硕、濯、[image: alt]
 、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蓆，大也。

这里一连串举了三十九个词，均解释为“大”。但为什么这些词解释为大呢？不得而知。如果将《说文》与之对照，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试举数例。宏，《说文》卷七下宀部：“屋深响也。”屋深，指房屋建筑内部深广，故发出的声音大而宏亮，故宏有大义。厖，《说文》卷九下厂部：“石大也。”引申为凡大之称。洪，《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洚水也。”“洚，水不遵道。”洪水泛滥，水大为洪，故洪有大义。硕，《说文》卷九上页部：“头大也。”

3．《尔雅》、《说文》互校错讹

《释诂》：“愉，劳也。”郭注：“劳苦者多惰愉，或作寙同。”这里的愉是瘉字的假借。《释诂》：“瘉，病也。”病、劳意义相涉互通，故瘉训病又训劳。愉又通借作寙。用《说文》与《尔雅》相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寙字当作[image: alt]
 。《说文》卷七下瓜部：“[image: alt]
 ，本不胜末，微弱也。”《段注》：“本者，蔓也；末者，瓜也。蔓一而瓜多，则本微弱矣。”《玉篇》：“[image: alt]
 ，劳病也。”可以证明劳苦的训释来源于微弱。郭璞以“劳苦者多惰愉”，解释“愉，劳也”句，显然是错误的。

《释言》：“葵，揆也。揆，度也。”揆，《说文》卷十二上手部：“葵也。”可见《说文》本源于《尔雅》。但《尔雅》此字的释义却是解释《诗经》的。《诗·小雅·采菽》：“天子葵之”，此葵字为揆之假借，《尔雅》“葵，揆也”用的是假借义，而《说文》主于训释文字的本义而不是假借义。揆字本义应解释为“度”。据《尔雅》可以校正《说文》的失误。

清代雅学研究者，如邵晋涵、郝懿行、王念孙、严元照、俞樾等等，都采用了《尔雅》、《说文》对照法。清代雅学独隆于前古，与这种方法的普遍使用不无关系。

第四节　群雅补证法

明人郎奎金曾辑有《五雅全书》，即《尔雅》、汉孔鲋《小尔雅》、汉刘熙《逸雅》（即《释名》）、魏张揖《广雅》、宋陆佃《埤雅》。此外尚有与《尔雅》相类的汉扬雄的《方言》等。将这些群雅对勘互证，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互相证明的作用。

《小尔雅》共有十三章，葛其仁序云：“亚斯之代，扬雄著《方言》，刘熙纂《释名》，张揖成《广雅》，皆以羽翼雅训，补所未及，若《小尔雅》，亦其一也。……是编篇次虽约，而义据宏深，传授近古，而名物条贯，则亦小学不可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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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尔雅》的许多内容都是《尔雅》所不具备的。如《小尔雅·广义》载：“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寡夫曰[image: alt]
 （qióng），寡妇曰嫠。妾妇之贱者谓之属妇，属，逮也，逮妇之名，言其征也。非分而得谓之幸，诘责以辞谓之让。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报，劳淫曰通。不直失节谓之惭，惭，愧也。面惭曰戁（nǎn），心惭曰[image: alt]
 （nǜ），体惭曰逡。”这些内容都是《尔雅·释亲》所没有的。《尔雅·释诂》：“硕，大也。”《说文》云：“头大也。”《小尔雅》云：“远也。”远与大意义相通，《尔雅》与《小尔雅》正可以互相补充。

以《释名》而言，其分类比《尔雅》十九篇更细。《释名》分为二十七篇，有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等等。这样详细的分类，非常便于读者寻检。其中某些篇卷同《尔雅》相同或相类，可以互相补证。如《释名·释亲属》就可以与《尔雅·释亲》互相证明。其中有《释名》本于《尔雅》的，如“玄孙之子曰来孙，来孙之子曰昆孙，昆孙之子曰仍孙，仍孙之子曰云孙”。也有《尔雅》所没有的内容，如“无妻曰鳏，无夫曰寡，无父曰孤，老而无子曰独”。所以清人毕沅认为，《释名》一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毕沅还把《尔雅》《释名》《说文》诸书互相比较考证，他指出，《释名》所释，“亦时有与《尔雅》、《说文》诸书异者。《尔雅》曰：‘齐曰营州’，而此云：‘营州，齐卫之地。’《尔雅》云：‘石戴土谓之崔巍，土戴石为岨’，而此依《毛传》立文曰：‘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巍’，正与相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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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于扬雄的《方言》，其著书的旨意同《尔雅》相同。郭璞曾分别给《尔雅》和《方言》作注，郭序《尔雅》云：“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郭序《方言》云：“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归，明乖途而同故。”可谓异书同旨，郭注《尔雅》，许多地方就是用方言俗语来训释的，所以两书可以互相补证。

清俞樾的《尔雅平议》中也时有运用群雅补证的例子。如：

《释诂》：“业，大也。”《邢疏》曰：“业者，版之大也。”

樾谨案，邢氏以大版为说，未得其义。《广雅·释诂》：“业，始也。”《国语·齐语》：“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韦昭注曰：“业犹创也。”创亦始也。业之义为始，故亦为大，犹元之义为大，故亦为始矣。《尔雅》甫、业并训大而甫之义即通乎始。《广雅》“昌、猛、业”并训始，而昌与猛之义即通乎大。然则训始训大，于义得通。《尔雅》、《广雅》，正堪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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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凡起例法

每部书总有它的编写体例及其内在逻辑，掌握了这部书的发凡起例，就等于拿到了理解这部书的钥匙，就可以起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功效。关于《尔雅》的发凡起例，主要有两部书。

1．陈玉澎《尔雅释例》

陈玉澎认为：“释《尔雅》之不可无例，犹之释诸经之不可无例也。”
【99】

 因此著之科条，立为凡例，成《尔雅释例》五卷。《尔雅释例》内容很多，不能一一举例介绍，这里把此书的释例条目列举如下，据以知此书之大概。

卷一：有假借无假借例

　　　经文在上在下例

　　　上下皆经文例

　　　经有异文而尔雅并释例

　　　释训释诗例

　　　文同训异例

　　　文异训同例

卷二：训同义异例

　　　训异义同例

　　　相反为训例

　　　同字为训例

　　　同声为训例

　　　两句相承例

　　　转相训例

　　　释地四篇例

　　　释草七篇泛言例

卷三：释草七篇专释例

　　　释畜释兽二篇例

　　　用韵例

　　　名同文异例

　　　文同义异例

　　　义同文异例

　　　文同形异例

　　　名同义异例

　　　名异义同例

　　　物异名同例

　　　名异物同例

　　　蒙上文而省例

　　　一字重读例

　　　因此及彼例

　　　举此见彼例

　　　释鸟释兽释畜言雌雄牝牡例

　　　语助例

卷四：衍文宜删例

　　　脱文宜补例

　　　错简宜正例

　　　上下互误例

　　　涉上下文而误例

　　　误以上文属下下文属上例

卷五：形近致误例

　　　不当分而误分例

　　　不当合而误合例

　　　郭氏改经例

　　　释文改郭例

　　　附益例

以上五卷，重点是掌握前三卷的内容，第四、第五卷主要是校勘方面的内容。

近人顾实读了《尔雅释例》，“诧为杰作，洵初学者研治雅诂之入门”。清末学者黄以周看了陈玉澎寄给他的《尔雅释例》，称赞其书“标明纲格，统括大归，畴昔《尔雅》例之言，得此大畅，《尔雅》明，群经亦可治，庶乎训诂声音，各得分理，不至泛滥无归浸如洪水也”。
【100】

 这些均非过誉之词。

2．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01】



王国维写《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是受了沈子培的启发。1914年，王国维侨居日本，为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沈子培看了以后，认为王国维学问不浅，可以同其讨论音韵之学。1916年，王国维来到上海，住处同沈子培寓所很近。一天，沈子培对王国维说：“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盖为部居条理之乎。”
【102】

 王国维听后有所感慨，于是“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篇，既名释例，遂并其例之无关声音者亦并释之”。
【103】



关于《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的写作宗旨及其主要内容，王国维在此书卷首讲得很清楚：“物名有雅俗，有古今，《尔雅》一书，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者也。其通之也谓之释，释雅以俗，释古以今。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闻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无者，名不足以相释，则以其形释之。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释以名。兽与畜罕异名，故释以形。”

根据《尔雅》雅俗古今之语有同实而异名或异实而同名的情况，王国维条理了以下凡例：

（1）雅与雅同名而异实，则别以俗。

（2）俗与俗异名而同实，则同以雅。

（3）雅与雅异名而同实，则同以俗。

（4）雅与俗同名异实则各以雅与俗之异者异之；雅与俗异名同实则各以其同者同之。

根据《尔雅》凡雅俗多同名而稍变其音的情况，王国维条理了以下凡例：

（5）雅俗之名同音者。

（6）雅俗之名有参差而二字或二字中之一与其他名音相近者。

根据《尔雅》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别别之的情况，王国维条理了以下凡例：

（7）有别以地者，则曰山、曰海、曰河、曰泽、曰野，更细别之则曰桑、曰樗、曰棘、曰栾、曰萧、曰茅。

（8）有别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大谓之荏，亦谓之戎，亦谓之王；小者谓之叔，谓之女，谓之妇，妇谓之负。大者又谓之牛，谓之马，谓之虎，谓之鹿；小者谓之羊，谓之狗，谓之菟，谓之鼠，谓之雀。

（9）有别以色者，则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黄。以他物譬其色则曰藑，曰乌。

（10）有别以味者，则曰苦，曰甘，曰酸。

（11）有别以实者，则草木之有实者曰母，其无实者曰牡，实而不成者曰童。

根据《尔雅》雅名多别，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其他偶名皆其物德名之的情况，王国维条理了以下凡例：

（12）有取诸其物之形者。

（13）有取诸其物之色者。

（14）有取诸其物之声者。

（15）有取诸其物之用者。

（16）有取诸其物之生活习惯者。

（17）有取诸他物者，或取诸生物，或取诸非生物。

（18）其余或以形状之词，其词或为双声，或为叠韵。

根据《尔雅》雅俗古今之名凡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往往于其音义相关的情况，王国维条理了以下凡例：

（19）同类之异名，其关系尤显于奇名。

（20）异类之同名者，其关系尤显于偶名。

此外尚有：

（21）名之上或加以冠字。

（22）名之下或承以且字。

以上就是“雅俗物名之大例也”。掌握了这些凡例，阅读草、木、虫、鱼、鸟、兽、畜等篇的内容，就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

注　释


【1】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释典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314页。


【2】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家”“《尔雅》三卷二十篇”注文。


【3】
 　《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7页下栏。


【4】
 　魏何晏《论语集解》引。


【5】
 　今人顾实认为尔训为依，依或作衣，衣者隐也。雅为疋，或曰胥字，胥者，谞也，胥者，疏也；疏，记也，得自故书雅记而深美也。是故《尔雅》者，依托雅诂，其雅诂本自故书雅记，乃至绝国方言，无所不包，而决非日常行用之辞也。雅训正者，正乃疋形近之讹也。此可备一说。参见顾实《尔雅释例序》。清刘台拱《论语骈枝》和近人黄侃《尔雅略说》均认为雅即夏之假借字。黄侃还认为明乎此者，“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亦可备一说。参见黄氏《尔雅略说》。


【6】
 　《西京杂记》旧或称为汉刘歆所作。清孙诒让《札迻》卷十一云：“《西京杂记》，确为稚川所假记。”稚川为晋代葛洪的字。今人余嘉锡于此更是辩证详尽，参见《四库提要辩证》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1版，第1007～1017页。


【7】
 　见《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8】
 　欧阳修《诗本义》，转引自谢启崑《小学考》。


【9】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尔雅注疏》十一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上册，第338～339页。


【10】
 　除了以上三种说法之外，尚有其他一些说法，然也大同小异。可以参见清谢启崑《小学考》。


【1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上册，第538页中栏。


【12】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尔雅注疏》十一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上册，第338～339页。


【13】
 　转引自谢启崑《小学考》。


【14】
 　转引自谢启崑《小学考》。


【15】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206页。


【16】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上广雅表》注，下同。


【17】
 　《后汉书·张衡传》：“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image: alt]
 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


【18】
 　宋翔凤《尔雅义疏序》。


【19】
 　周祖谟《尔雅校笺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20】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尔雅注疏》十一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上册，第338～339页。


【21】
 　《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及大小序文均承袭刘歆《七略》，因此，将《尔雅》分在“六艺略·孝经家”的，首先应当是刘歆而不是班固。


【22】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第24页。


【23】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82页。“案，宋以后以《易》、《书》、《诗》、《礼》、《三传》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


【24】
 　《旧唐书·文宗本纪》。


【25】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70页。


【26】
 　黄侃《尔雅略说》，载《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新1版。


【27】
 　转引自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释诂》。


【28】
 　齐佩瑢曾将反训列为五类，即授受同词之例、古今同辞之例、废置同辞之例、美恶同辞之例、虚实同辞之例。见《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1版，第145～155页。


【29】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12月据以影印。


【30】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一，上册第342页。


【31】
 　唐杜牧《阿房宫赋》。


【32】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33】
 　蔡声镛《〈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年第1期。方衍《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尔雅〉》，《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4期。


【34】
 　《文选》卷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上册，第131、134页。


【35】
 　黄侃《尔雅略说》，《黄侃论学杂著》，第370～371页。


【36】
 　黄侃《尔雅略说》，《黄侃论学杂著》，第371页。


【37】
 　黄侃《尔雅略说》，《黄侃论学杂著》，第372页。


【3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七《音辞》第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473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一《尔雅注疏》十一卷提要语，见上册第339页中栏。


【40】
 　韩淲《涧泉日记》卷中，《丛书集成》初编第2983册，第2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排印本。


【41】
 　黄侃《尔雅略说》。


【42】
 　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尔雅音图》，1985年3月北京市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


【43】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第170页。


【44】
 　宋大樽《尔雅新义叙录》，《丛书集成》初编第1142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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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钱大昭《尔雅释文补》自序，邵晋涵《尔雅正义》自序。


【47】
 　黄侃《尔雅略说》“论尔雅注家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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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选注

《释诂》第一

【原文】

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注释】

按：此句为异词同训例，《尔雅》此例甚多。

始，《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始，女之初也。”初，《说文》卷四下刀部：“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哉，本义为言之间，也即句末语气词，这里假借为才。《说文》卷六上才部：“才，草木之初也。”才字甲骨文写作中，下为[image: alt]
 （chè）字（[image: alt]
 意为草木初生），上一横是地，中间直竖出地面，以表示草木初生的意思。首，《方言》云：“人之始生谓之首。”又云：“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古人认为，人生之始，首鼻居先，故首训为始。基，《说文》卷十三下土部：“墙，始也。”筑墙先要奠基，如同现在建屋树碑首先要打好基础一样。肈，本义为“击也”。这里假借为肁。《说文》卷十二上户部：“肁，始开也。”《段注》：“凡经传言肈始者，皆肁之假借。肈行而肁废矣。”南唐徐铉注：“聿者，始也。”《段注》：“聿于语词有始义，故从聿。”祖，《说文》卷一上示部：“祖，始庙也。”祖有两个义项，一为祖先，一为祖庙，即祭祀祖先的地方。由于鼻与祖均解释为开始，所以现在把某项事业的创始者称为鼻祖。元，《说文》卷首一部：“元，始也。”从古文字字形来分析，元字上为人的脑袋，下为人的身体，本义为头。人的脑袋为人体之始，所以引申为始。胎，《说文》卷四下肉部：“妇孕之月也。”怀孕于母体内的幼体称为胎，也即生命的开始。俶，《说文》卷八上人部：“一曰始也。”落，本义为树叶脱落，但是词义有反训的情况，所谓“名若相反而义实相通”，落由陨坠义转训为开始。权舆，即起始之义。

《郝疏》：“每字皆有本义，但俱训始，例得兼通，不必与本义相关也。”

【原文】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君王的不同名称。

君，《说文》卷二上口部：“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说文》卷三下又部：“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尹为用手执掌权力，口为发号。君之本义为君主、君王。林，《说文》卷六上林部：“平土有丛木曰林。”树林有众多义，与“君，群也，群天下之所归心”（《白虎通》语）含义相同。烝，《说文》卷十上火部：“火气上行也。”烝字下面四点原是火字，经过隶书的变化，火字变成了四点，如然、黑、煎、熬等字都是如此。火气上行为烝字本义。《段注》：“引伸之则烝，进也；又引伸之则久也，众也；又引伸之则君也。”《郝疏》云：“美与君义亦近。凡臣子于君父以美大之词言之，故皇谓之大，亦谓之美，亦谓之君；烝谓之众，亦谓之美，亦谓之君，凡有数义而皆通。斯《尔雅》诸文之例也，不明乎此则窒矣。”天，《说文》卷首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上一横表示人头，下大字象人形。天字本义表示人的头顶。由人之颠顶又用来表示自然界的天空。古以天为尊称，所以用天来称呼君王，如“天王”、“天子”、“昊天”等。帝，《说文》卷首上部：“谛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本天神之称，后用为王天下之号，如甲骨文里有帝甲、帝乙、帝辛等，均以帝字代君王之称。皇，《说文》卷首王部：“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神农，他们始王天下，称之为皇，是为大君。王，《说文》卷首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王与帝、皇含义基本相同，所以汉何休《公羊传》注云：“德合于元者称皇，德合于天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后，《说文》卷九上后部：“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统而言之，后即为君；析而言之，则开创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后。辟，《说文》卷九上辟部：“法也。”《释诂》下文云：“辟，法也。”古代以君王的言行作为人们遵循的法则、法令，故辟训法亦训君。公、侯均为古代爵位名称，为列国之君。先秦将分封的各国称为诸侯国。对天子而言，公、侯为臣；在其分封的国家里，则称为君。

【原文】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往逝之方俗异名。

往，《说文》卷二下彳（chì）部：“之也。”往、之互训，意为从此处去往彼处。如，《说文》卷十二下女部：“从随也。”南唐徐锴注：“女子从父之教，从父之命。”《段注》：“从随即随从也，随从必以口。从女者，女子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引伸之，凡相似曰如，凡有所往曰如，皆从随之引伸也。”适，《说文》卷二下辵（chuò）部：“之也。”《段注》：“此不曰往而曰之，许意盖以之与往稍别，逝、徂、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之，《说文》卷六下之部：“之，出也。”像草木枝叶出土越长越大的样子，故训为出，引申为如往之义。嫁，《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女适人也。”《段注》：“自家而出谓之嫁，至夫之家曰归。”郑玄《仪礼·丧服》注：“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适。”此析言之，浑言之则嫁适不别。徂，《说文》卷二下辵部：“[image: alt]
 ，往也。”古文或写作徂。如徂川，比喻逝去的岁月。徂年，意为已往的岁月。徂征，即前往征讨。逝，《说文》卷二下辵部：“往也。”《方言》卷一云：“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原文】

舒、业、顺，叙也。舒、业、顺、叙，绪也。

【注释】

按：此两句同词异训，但意义相承。

叙，《说文》卷三下攴（pù）部：“次弟也。”古或假借为序，故叙序常常通用不别。但序之本义为东西之墙，故叙序也不可无限制地混用。绪，《说文》卷十三上系部：“丝耑也。”《段注》：“耑者，草木初生之题也。因为凡首之称。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引伸之凡事皆有绪可缵。”舒、业、顺皆谓次叙，舒、业、顺、叙又训为端绪，有端绪然后可以有次叙。叙绪意义相承，古字通用。舒，《说文》卷四下予部：“伸也。……一曰舒缓也。”舒缓与次弟意义相近。业，《说文》卷三上丵（zhuó）部：“业，大版也。所以饰悬钟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象其[image: alt]
 铻相承也。”中国古代青铜乐器有一类为编钟，如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编钟悬挂在特制的架子上，这种架子的横梁称为“笋”，支撑架子的立柱称为“虡”，业就是乐器架上装饰用的大版，刻如锯齿的形状，用以悬挂乐器。业又可解释为古代书册之版叶篇卷。业作锯齿，[image: alt]
 铻相承；篇有部居，后先相次，均有叙义。顺，《说文》卷九上页部：“理也。从页从川。”《段注》：“人自顶以至于歱，顺之至也；川之流，顺之至也。”顺可假借为训，事得其序之谓训。所以古文中有顺序连文的例子。

【原文】

靖、惟、漠、图、询、度、咨、诹（zōu）、究、如、虑、谟、猷、肇、基、访，谋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均为古代解释谋虑的不同词浯。

谋，《说文》卷三上言部：“虑难曰谋。”《左传》襄公四年：“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意思是说，访问善道称为咨询，如果咨询疑难的问题则称为谋。《尔雅·释言》云：“谋，心也。”就是谋虑于心的意思。“谋”不从心而从言者，所谓凡事谋之于心宣之于口也。靖，《说文》卷十下立部：“立竫也。从立青声，一曰细貌。”《段注》：“谓立容安竫也，安而后能虑。”《尔雅·释诂》下又云：“靖，治也。”精细理治与谋意义相近。惟，《说文》卷十下心部：“凡思也。”《方言》卷一：“惟，凡思也；虑，谋思也；愿，欲思也；念，常思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靖。”思虑陈叙均与谋议义近。漠为莫之假借。《郝疏》云：“莫训谋者，莫本训无，无古读若谟，谟亦谋也。通作漠。”图，《说文》卷六下[image: alt]
 部：“图，画计难也。”《段注》：“画计难者，谋之而苦其难也。”谋虑规划往往始终曲折，历历可见，故引申之义为绘画为图。询，亲戚之谋为询，也用于一般的咨询、询问义。古代有询与谋合而成词的例子。度，《说文》卷三下又部：“法制也。”此为本义，又把咨询礼制法度称为度，此为引申义，故度又训为谋。咨，《说文》卷二上口部：“谋事曰咨”，即向内行的人请教商议疑难问题，所谓“访问于善为咨”。诹，《说文》卷三上言部：“聚谋也。”咨事为诹。究，《说文》卷七下穴部：“穷也。”穷，极也，即穷尽事理，尽其谋也。究之训谋为引申之义。如，通作茹。《尔雅·释言》云：“茹，度也。”度可训为谋。如与猷意义相同，故猷训为谋亦训为若，如训为谋亦训为若。虑，《说文》卷十下思部：“谋思也。”谟，《说文》卷三上言部：“议谋也。”通作漠。猷，《说文》卷十上犬部训猷为玃属。犹豫有迟疑的意思，猷训为谋是从迟疑郑重之义引申而来的。肇，《尔雅·释言》：“肇，敏也。”谋敏古音相近。肇意为敏之谋也。基，本义为墙始，墙基需经营设造，故基与谋义有相通之处，故《尔雅·释言》又云：“谋，经也，设也。”访，《说文》卷三上言部：“泛谋曰访。”意为广问于人也。

【原文】

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主要为法律。

常，《说文》卷七下巾部：“下群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古代以上为衣，下为裳，群即下裳，常为裳之古字，裳行而常废。常又用作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故古代借常为久长字。《邵疏》云：“凡事之可常行者垂之为法，故法即为常，此互训之也。”典，《说文》卷五上丌部：“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典之本义为先王之经书，故要放在架子上以示庄重。所以《尔雅·释言》又云：“典，经也。”而经字正有常义。典又可解释为制度，故可训为礼制之常。彝，《说文》卷十三上糸部：“宗庙常器也。”故有常义。法，古文写作[image: alt]
 ，《说文》卷十上廌部：“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之从水，意为公正无私，一碗水端平。廌为动物，法庭断案，廌触不直，去除邪恶，伸张正义。刑法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不可更改，故有常义。则，《说文》卷四下刀部：“等画物也。”等画物就是定其等级而备画定其界限。引申为法则。则之训常同法之训常同。刑为型之假音。《说文》卷十三下土部：“型，铸器之法也。”故刑亦训为常。范为笵之假音。《说文》卷五上竹部：“笵，法也。……古法有竹刑。”由法义引申为常。矩，《说文》或写作巨。《说文》卷五上工部：“巨，规巨也。”规矩犹言法度，故矩亦训为常。庸，《说文》卷三下用部：“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迭用事，即用之常也。《礼记》有《中庸》篇，中义为常道，庸也训为常。恒，《说文》卷十三下二部：“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段注》：“谓往复遥远，而心以舟运旋，历久不变。”久与常意义相近。律，《说文》卷二下彳部：“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律与法则、规范同义，故亦训为常。《尔雅·释言》：“律，铨也。”铨，衡也，与均布义同。戛本义为古代兵器，假借为楷模之常。职，《尔雅·释诂》又云：“职，主也。”言所主有常也，故亦训为常。秩，《说文》卷七上禾部：“积也。”积累必然有次叙文理，故引申有常义。

【原文】

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主要为法律，与上句互相为训。

法，《郝疏》云：“既云常又云法者，法必有常，有常可以为法也。”这是运用互训的方法。柯，《说文》卷六上木部：“斧柄也。”引申为长度单位。《周礼·考工记·车人》云：“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image: alt]
 ，一[image: alt]
 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柯与矩均为法度，因训为法。宪，《说文》卷十下心部：“敏也。”引申为法。《尔雅·释训》：“宪宪、泄泄，制法则也。”刑、范训法已见上。辟，《说文》卷九上辟部：“法也。”《郝疏》：“按，辟与庸同义，故庸为凡常之称，辟亦凡庸之名，庸既训常，知辟亦当训常；辟既训法，知庸亦当训法。推之，典既训常，亦当训法，《尔雅》于‘典、庸’不言法，于‘辟’不言常，实则其义互相通也。”律、矩、则训法已见上。

【原文】

黄发、[image: alt]
 （ní）齿、鲐背、耇、老，寿也。

【注释】

按：此句释寿老之称。

寿，《说文》卷八上老部：“久也。”久，长也。即年高长寿之义，古或称寿考。黄发，指老人发黑而变白，白而复黄。因以黄发代寿老之称，或称黄耇。[image: alt]
 齿，[image: alt]
 谓老人齿落复生，所以为高寿之词。《说文》卷二下齿部：“[image: alt]
 ，老人齿。”《释名·释长幼》：“大齿落尽更生细者，如小儿齿也。”鲐背，鲐之本义为海鱼，因为老人皮肤消瘠，其背上皮肤多发有黑斑，如鲐鱼的肤纹，故以鲐鱼释寿考之名。古代或以鲐背称九十岁的高寿老人。耇，《说文》卷八上老部：“老人面，冻黎若垢。”意为老人面色不净如冻黎色，像浮垢一般。老，《说文》卷八上老部：“考也。七十曰老。……言须发变白也。”

《郝疏》云：“此黄发、[image: alt]
 齿、鲐背并二字连文为义，实则黄、[image: alt]
 、鲐单举于义亦通。……至于耇、老二字俱单文，亦有连语，耇称胡耇，老称黎老。”

【原文】

谑、浪、笑、敖，戏谑也。

【注释】

按：此句解释戏笑的语词。

郭注此句云：“谓调戏也。”谑，《说文》卷三上言部：“戏也。”《玉篇》：“谑，喜乐也。”戏谑意为开玩笑，不庄重。浪，起也，即放荡猖狂的意思，与戏谑不敬意义相近。笑，《说文》卷五上竹部新附字云：“喜也。”此字从竹从天，竹得风其体天屈如人之笑，与谑义近。敖为傲之假音。《说文》卷八上人部：“傲，倨也”，“倨，不逊也。”逊本恭敬之意，不逊即侮慢不敬之意。

【原文】

[image: alt]
 、郃、盍、翕、仇、偶、妃、匹、会，合也。

【注释】

按：此句释对合之词。

合，《说文》卷五下亼（jí）部：“合口也。”《段注》“三口相同是为合，十口相传是为古，引申为凡会合之称。”[image: alt]
 ，《说文》卷三下攴部：“合会也。”郃为佮之假音。《说文》卷八上人部：“合也。”郃通作洽，洽，合也，引申有协商、接洽义。如洽谈、面洽，均与对合义相近。盍与[image: alt]
 同。《说文》卷五上血部：“[image: alt]
 ，复也，从血大。”《段注》：“皿中有血而上复之，复必大于下，故从大。”覆盖即有对合之义。《说文》草部又有[image: alt]
 字，[image: alt]
 行而[image: alt]
 废。翕，《说文》卷四上羽部：“起也。”《段注》：“言起而合在其中矣。翕从合者，鸟将起必敛翼也。”敛翼即对合之状。《方言》云：“翕，黎也。”聚亦合义。仇，《说文》卷八上人部：“讎也。”《说文》卷三上言部：“讎，犹[image: alt]
 也”，“[image: alt]
 ，以言相对也”，即“对合”之义。郝懿行认为仇为逑之假音，然仇本字可通，何需假音为训。偶，《尔雅·释言》云：“遇，偶也。”偶通作耦。两人相对遇为耦。对遇即有对合之义。妃，《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匹也。”匹本布帛长度单位，布帛多依长度单位分合裁剪。《段注》：“夫妇之片合如帛之判合矣。故帛四丈曰两曰匹，人之配耦亦曰匹。妃本上下通称，后人以为贵称耳。”匹配与对合意义相同。匹，《说文》卷十二下匸部：“四丈也。”匹训合之义见妃字注释。会，《说文》卷五下[image: alt]
 部：“合也。”器皿之盖称为会，意为上下相合。凡言会计，即合计之义。

【原文】

陨、[image: alt]
 、湮、下、降、坠、摽、蘦（líng），落也。

【注释】

按：此句释坠落之词。

落，《说文》卷一下草部：“凡草曰零，木曰落。”零落对文则异，散文则通。零落本指草木凋谢，通而言之，陨坠也用作落义。陨，《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fù）部：“从高下也。”即坠落之义。以陨组合的词语也多有落义，如：陨石，指坠落于地面的星体。陨泗、陨涕，皆为落泪。陨越，意为颠坠、跌倒。[image: alt]
 ，《说文》卷九下石部：“落也。”[image: alt]
 与陨通。湮，《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湮，没也。”意为沉没，沉沦即陨坠的意思。下，《说文》卷首上部：“底也。”下与上，底与高相对，陨坠总是自上落下，自高坠底，故训下为落。降，《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部：“下也。”《说文》列“降”字于“坠陨”之间，也可知降与落意义相同。《尔雅·释言》：“降，下也。”与此可以互证。坠，《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部作队，队坠正俗字，古书多作队，后坠行而队废。《说文》训队“从高队也。”从高坠下即为落义。摽为[image: alt]
 （piǎo）之假音。《说文》卷四下[image: alt]
 部：“[image: alt]
 ，物落上下相符也。”蘦为零之假借。《说文》卷十一下雨部：“零，徐雨也。”（徐原作余，依《段注》改）言为徐徐而下之雨，引申为凋零。故零落意近。

【原文】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

【注释】

按：此句解释第一人称代词。

我，《说文》卷十二下我部云：“施身自谓也。”《郝疏》云：“我从[image: alt]
 ，[image: alt]
 古垂字，施，垂下之貌。古人谦卑，凡自称我必垂下其身，故云施身自谓也。”印，郭注：“印犹姎也，语之转耳。”《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姎，女人自称我也。”吾，《说文》卷二上口部：“我自称也。”台，本义为悦，通作仪。仪，《说文》我部作义（繁体作羲），云：“义，己之威仪也。”义从我，因训为我，己即我。予，《说文》卷四下予部：“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段注》：“推予之予，假借为予我之予，其为予字一也。”故予有我义。朕，《说文》卷八下舟部：“我也。”《段注》：“《释诂》曰，朕，我也。此如印吾台余之为我，皆取其音，不取其义。朕在上古不分尊卑，贵贱同用，秦以后乃为天子自称。”身，《说文》卷八上身部：“躳也，象人之身。”《说文》卷七下吕部：“躳，身也。”身躳互训。躳指身之躯体，主于脊骨。身由身体引申为自我称谓。甫，《说文》卷三下用部：“男子美称也。”古书作者名字下往往加“甫”字，即表尊称。然甫与我不能等同，《尔雅》训甫为我不免有些牵强。余，《说文》卷二上八部：“语之舒也。”此为本义，余之训我为引申义。余与予同，余为古字，予为今字。言，《说文》卷三上言部：“直言曰言。”《段注》：“《尔雅》、《毛传》：‘言，我也’，此于双声得之，本方俗语言也。”《邵疏》云：“言为发声之词，故即以为自谓之称也。”

【原文】

朕、余、躬，身也。

【注释】

按：此句为辗转相训例，当与上句互看。

身既训我，我又训身，所谓辗转相训，此之谓也。朕，《郝疏》云：“朕又训身者，朕之为言审也，宜审慎者莫如身朕之为审。”余意为语之舒，舒缓也有详审之意，故余又训身。舍人、孙炎认为余为“卑谦之身”、“舒迟之身”。躬即躳之异体字。《说文》卷七下吕部：“躳，身也。……躬，躳或从弓。”

【原文】

台、朕、赉（lài）、畀（bì）、卜、阳，予也。

【注释】

按：此句释词兼包两义。

予本义为相予，假借为我。《郝疏》云：“然则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赉、畀、卜为赐予之予，一字兼包二义。”台、朕，上文台、予、朕，我也；此云台、朕，予也，互相为训。赉，《说文》卷六下贝部：“赐也。”《尔雅·释诂》又云：“赉、畀、予，赐也”，可与此互证。畀，《说文》卷五上丌（jī）部：“相付与之约在阁上也。”物相与，度阁而命取之，即赐予之义。卜，《说文》卷三下卜部：“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意为用火灼龟甲兽骨取兆象，以测吉凶，此卜之本义，引申为赐予。阳，《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部：“高明也。”山面南为阳，此阳之本义。《郭注》云：“今巴[image: alt]
 之人自呼阿阳”，则阳也用作第一人称。《郝疏》云：“阳之为言养也。女之贱者称阳，犹男之卑者呼养也。”

【原文】

诏、亮、左、右、相，导也。

【注释】

按：此句释辅佐相导之词。

导，《说文》卷三下寸部：“引也。”导又通道。道，教也。故郭璞注此句云：“皆谓教导之。”诏，《说文》卷三上言部：“告也。”告即以口相导之意。《释名》云：“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亮，《说文》旡（jì）部作[image: alt]
 ，亮为隶体。亮假借为谅，谅意为信，则亮为信之导。亮又通作涼，涼有佐助之义，与导意近。左、右，《说文》卷五上左部：“左，手相左助也。”俗字写作佐。《说文》卷二上口部：“右，助也。”又，卷三下又部：“右，手口相助也。”俗字写作佑。辅佐相助与教导意义相近。相，《说文》卷四上目部：“省视也。”省视即察视之意，此为本义。相训导为引申之义。《段注》：“目接物曰相，故凡彼此交替皆曰相。”由交接引申为辅佐相导。

【原文】

暀暀（wàng）、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祎、懿、铄，美也。

【注释】

按：此句皆双音叠字，在《释诂》篇中较为特殊。

美，《说文》卷四上羊部：“甘也。……美与善同意。”美字从羊从大，徐铉注：“羊大则美。”《段注》：“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伸之凡好皆谓之美。羊大则肥美。”暀，《说文》卷七上日部：“光美也。”通作旺，旺也训为美光。皇，《说文》卷首上王部：“大也。”《尔雅·释诂》又云：“皇，君也。”《郝疏》云：“美与君义亦近，凡臣子于君父以美大之词言之，故皇谓之大，亦谓之美，亦谓之君，……凡有数义而皆通，斯《尔雅》诸文之例也。皇通作暀。”藐为[image: alt]
 之假音。《说文》卷十下心部：“[image: alt]
 ，美也。”穆，《尔雅·释训》又云：“穆穆，敬也。”穆意为敬而美也。休，《说文》卷六上木部：“息止也，从人依木。”此为本义。休又有善、喜、嘉、庆的义项，这些同美义都相同或相近。嘉，《说文》卷五上壴（zhù）部云：“美也。”美善同意，故《尔雅·释诂》又云：“嘉，善也。”嘉又通作假，故《尔雅·释诂》又云：“假，嘉也。”珍，《说文》卷首上玉部：“宝也。”珍意为宝之美也。美好的物品称为珍膳。祎，美貌。祎通作委，《尔雅·释训》云：“委委，美也。”或认为祎解释为心之美。懿，《说文》卷十下壹部：“专久而美也。”《段注》：“专久者，为其字从壹也。专壹而后可久，可久而后美。”铄，本义为销金，此训美者为方俗语。古代宋、卫、韩、郑之间把目好流光铄铄称为铄。目好流光铄铄正是形容眼睛美丽。

【原文】

流、差、柬，择也。

【注释】

按：此句释选择之词。

择，《说文》卷十二上手部：“柬选也。”《段注》：“柬者，分别[image: alt]
 之也。[image: alt]
 者，存也。”流，《说文》卷十一下沝（zhuǐ追读上声）部流作流水、云：“水行也”，此为本义。《尔雅·释言》：“流，求也。”流、求音义均相近。流指流别，与选择意义相近，所以把分别评价人物称为品流。差，《说文》卷五上左部：“贰也。差不相值也。”差的本义为失当、次等。次等与别择意义相近。柬，《说文》卷六下束部：“分别简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别也。”分别与选择意义相近。

【原文】

悠、伤、忧，思也。怀、惟、虑、[image: alt]
 、念、惄（nì），思也。

【注释】

按：此两句为同训异义例。

思，《说文》卷十下思部：“容也。”《段注》以为容当为[image: alt]
 ，“[image: alt]
 者，深通川也，引伸之凡深通皆曰[image: alt]
 。谓之思者，以其能深通也。”《郝疏》云：“按思兼二义，心所蓄藏谓之意思，心之思存谓之思念。《尔雅》前一条为意思，后一条为思念。”悠，《说文》心部：“忧也。”忧字繁体字从[image: alt]
 （yōu），《说文》心部云：“[image: alt]
 ，愁也。”这是悠之本义。《尔雅·释诂》又云：“悠，远也。”悠假借为修，修正训为长远，则悠之训远为假借义。悠单文为思，重文亦为思，故《尔雅·释训》云：“悠悠，思也。”伤为慯之假音。《说文》心部：“慯，忧也。”伤训为忧伤之思。忧为[image: alt]
 之假借，意为愁也，即忧愁之思。悠、伤、忧均为感思，感，动人心也，以区别于下句念虑之思。

《方言》云：“怀、惄、惟、虑、願、念，思也。惟，凡思也。虑，谋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说文》训释与《方言》同。《说文》心部又云：“怀，念思也”，“惄，一曰忧也”，（此惄应置入上句，训为感思）“愿，谨也”，（願为愿之假借）“慎，谨也”。愿、慎同训意同，则願意为谨慎之思。《尔雅·释诂》又云：“惟、虑，谋也”，此又训为思，同词异训，以增成其义。

【原文】

朝、旦、夙、晨、晙，早也。

【注释】

按：此句释早晨之词。

早，《说文》卷七上日部：“晨也。从日在甲上。”《段注》以为甲像人头，在其上则早之意也。《郝疏》认为甲意为木，日在高木之上是为早之意。日在木上为果（gǎo），意为日出明亮，日在木下为杳，意为日落冥暗。杲与早声义相近。朝，《说文》卷七上倝（gàn）部：“旦也”，“倝，日始出光倝倝也”。则朝与早意义相同。旦，《说文》卷七上旦部：“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日出地平线为旦，与早意同。夙为[image: alt]
 之俗体字，《说文》卷七上夕部：“[image: alt]
 ，早敬也”，故夙训为早。晨，《说文》卷三上[image: alt]
 （chn）部：“早昧爽也。”昧爽即日出光明之意。《释名》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复伸见也。”晙，《说文》日部新附字：“明也。”则晙与早意义相近。

【原文】

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

【注释】

按：此两句为反训例。

故，《说文》卷三下攴部：“使为之也。”《段注》：“今俗云原故是也。凡为之必有使之者，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引伸之为故旧，故曰古，故也。”《尔雅》之故有用故字本义者，也有用故字引申义者。治，本义为河流名，此通假为始。《郝疏》云：“始则古也，先也，先、古义俱为故也。”肆，《郝疏》云：“肆者，陈之故也。肆训陈，陈训久也，旧也，旧、久之义俱为故也。”古，《说文》卷三上古部：“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古训故，为故旧先前之义。古故叠韵，以声为义。

今，《说文》卷五下亼部：“是时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所谓已故为古，及时为今。今相对古而言，是时即指目前，目前已上即为古。肆、故，《郭注》：“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此用反训之法。

【原文】

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

【注释】

按：此句释间隙之词，有通训与专释之分。

间，《说文》卷十二上门部：“隙也。从门从月。”徐锴注：“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因有间隙，可用他物间置其间，故又有间置、代替的意义。《尔雅·释诂》又云：“间，代也”，其义与此互相足成。孔，《说文》卷十二上乚（yà）部：“通也。”意为通之间也，如器皿空虚受物之处即为孔。魄，《说文》卷九上鬼部：“阴神也。”此为本义，又引申为体之间。《郝疏》云：“魄者，体之间也，人始生而体魄具，耳目口鼻皆开窍于阴而为魄之所藏。”哉，《说文》卷二上口部：“言之间也。”《段注》：“哉为间隔之词。……句中哉字皆可断句，凡两者之际曰间……言之间隙多用哉字。”延，《说文》卷二下延部：“长行也。”引申为行进之道，即进之间也。虚，《说文》卷八上丘部：“大丘也。”此为本义。大则空旷，故引申为空虚不实之称，即实之间也。无，《说文》卷十二下亡部：“亡也。”无训间意为有之间也。之，《说文》卷六下之部：“出也。”引申为往，《尔雅·释诂》又云：“之，往也。”自此之彼故有间，故引申有间义。写文章亦以“之”为上下联属之词，或为句中停顿间歇之词，或为句末语气词，为两句之间歇。言，人与人互相交际多通过语言，为沟通双方意念思想的工具，故言为意之间。《郝疏》对此句总结道：“盖凡言间者，或两而断，或一而连。离立者不出中间，或往参焉，此一而连者也。两山夹水为涧，涧亦间焉，此两而断者也。言与延通彼我之怀，是以连为间也。哉与之牵别离之绪，是以断为间也。虚、无则以两相对合为间，孔、魄又以内外区分为间也。”

【原文】

酬、酢、侑，报也。

【注释】

按：此释词被释词用引申义例。

报，《说文》卷十下幸部：“当罪人也。”当意为处其罪，所谓处分其罪以上闻曰奏当，亦称为报。报又解释为酬也，营也，此引申之义。酬，《说文》卷十四下酉部：“[image: alt]
 ，主人进客也。”酬[image: alt]
 为异体字。酬本劝酒进客之意，酬答应对即有报答之意。酢，《说文》酉部：“醋，客酌主人也。”酢醋古字通用。主答客曰酬，客报主人日酢，故酬、酢均有报意。侑，《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姷，耦。”侑姷为异体字。《段注》：“耕有耦者，取相助也。”故引申凡相助曰耦。耦助与报答意义相近。郭注此句云，“此通谓相报答，不主于饮酒也。”

【原文】

兹、斯、咨、呰、已，此也。

【注释】

按：此句为异词同训例。

此，《说文》卷二上此部：“止也。”《段注》：“于物为止之处，于文为止之词。”止指物所止之处，人指而名之曰此。兹，《说文》卷一下草部：“草木多益。”因草木益多指而别之，故引申有此义。斯，《说文》卷十四上斤部：“析。”斤为斧，故解释为析，此为本义。斯训此为假借义，斯、此叠韵，声音相近。咨，《说文》卷二上口部：“谋事曰咨。”咨兹音近相通，故咨亦训为此。呰，《说文》卷二上口部：“苛也。”苛同呵，呵责人者必责止其人，故呵有止义，而呰亦训为此。已，言万物已尽，即止之义，止即为此。

【原文】

栖、迟、憩、休、苦、[image: alt]
 、齂、呬，息也。

【注释】

按：此句释词为多义词，被释词义项不一。

息，《说文》卷十下心部：“喘也。”喘，疾息也。意思是说，气急称为喘，气缓称为息。引申为休息、生长。《尔雅》此句被释词或用息之本义，或用息之引申义。栖古为西之异体字。西意为鸟在巢上。日落西山，鸟归巢而栖。故栖有止息、安息义。日西落而栖，故西又指东西方之西。迟，《说文》卷二下辵部：“徐行也。”与休息义近。憩，《说文》心部：“愒，息也。”憩愒为异体字。憩训息为休息，用的是息词的引申义。休，《说文》卷六上木部：“息止也，从人依木。”人靠在树木上休息，与息之引申义相同。苦，《说文》卷首下草部：“大苦苓也。”苦为草药名，味极苦，引申为劳苦。劳苦者需要休息，故苦训为息。苦训休息为苦之间接引申义。[image: alt]
 ，《尔雅》古本或作喟字和快字。《说文》卷二上口部：“喟，太息也。”凡休息的人必愉快。故喟、快均可训为息。齂，《说文》卷四上鼻部：“卧息也。”人卧有鼻息声，故鼾亦训为卧息。呬训息为方言，《说文》口部：“呬，东夷谓息为呬。”呬指气息，用的是息之本义。

【原文】

历、秭、算，数也。

【注释】

按：这是解释中国古代计数之词。

数，《说文》卷三下攴部：“计也。”数作动词念shǔ，意为计算；数作名词念shù，意为数目。《尔雅》此句中的数兼包动词和名词。历，《尚书·尧典》有“历象日月星辰”句，《史记·五帝本纪》译为“数法日月星辰”，可证历与数义通，用作动词之数。秭，《说文》卷七上禾部：“数乙至万曰秭。”秭为古代计数词，其表示多少数目，古书注解不尽一致。据《说文》则万亿为秭，郭璞则认为“今以十亿为秭。”据《五经算术》记载，黄帝为法，数有十等，谓亿、兆、京、垓、坏、秭、沟、涧、正、载。这些数目字的运用，分为三等，下数十十变之，中数万万变之，上数数穷则变。算，《说文》卷五上竹部：“数也。”算通作筭。筭，长六寸，为古代计数的工具，用竹制成。算意为计算，现在小学课本的“算术”，就是指计算的学问。

【原文】

俾、拼、抨，使也。俾、拼、抨、使，从也。

【注释】

按：此前句四字均解释为使令，后句此四字又解释为随从，此用同词异训的方法，前后意义相承。

使，《说文》卷八上人部：“伶也。”伶或作令，即发号之义。俾，《说文》人部：“盖也。”引申为使令。《尔雅·释言》又云：“俾，职也”，也是俾之引申之义。拼，此即并字，手旁为后来所加。《说文》卷八上从部：“并，相从也。”从与使意义相近。抨，通作俜。《说文》人部：“俜，使也。”

从，《说文》从部：“随行也。”随行与使令意义相近，故俾、拼、抨、使又均训为从。

【原文】

伊，维也。伊、维，矦也。时、寔，是也。

【注释】

按：此数句均为文言虚词。虚词往往不用本义，但取其声。

维为惟之假借。《尔雅·释诂》云：“惟，思也。”思或用作虚词，故维亦用作虚词。《郭注》：“发语辞。”伊，原为人名，此假借为语助词，故伊训为维。

矦，《尔雅·释诂》云：“矦，乃也。”乃古用为语气词，故矦亦用为语气词。矦维可以互训。

是，《说文》卷二下是部：“直也。从日正。”所谓天下之物莫正于太阳，此为本义。是又假借为语气词。时，本义为四时，假借为语气词。时与是、之、只均相通，是、之、只均为语气词。寔，《说文》卷七下宀部：“止也。从止是声。”寔是声同，故通假为是，用作语气词。

【原文】

崩、薨（hōng）、无、禄、卒、徂、落、[image: alt]
 ，死也。

【注释】

按：此句为死亡的不同名称，古代尊卑原来死亡名称不分，后来有了区别。

死，《说文》卷四下死部：“澌也，人所离也。”澌意为水索。搜索有穷尽义，故引申为尽。人尽曰死，所以死训为澌。死与终义同，古人以少者曰死，老者曰终。崩、薨、无、禄、卒，《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大戴礼记》、《白虎通义》、《释名》等书也有相类似的记载，虽次序有些颠倒，然大意相同。崩本义为山坏，引申为天子死亡的称呼。薨字从死，训为公侯之死。《广雅》训禄为善，不禄即不善，是遭凶祸的意思，同死义相近。不禄往往尊卑上下通称，不专指士死而言。卒意为终，终与死义近。徂为[image: alt]
 之假借。《说文》卷四下歺（wò）部：“[image: alt]
 ，往死也。”[image: alt]
 ，《说文》歺部：“死也。”古代兵器多用弓箭，壹发而死称为[image: alt]
 ，亦用为死之通称。

《释言》第二

【原文】

殷、齐，中也。

【注释】

按：此为《释言》篇首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释诂》开篇言始，此篇开章言中，以表两篇相承之意。

中，《说文》训为内，《玉篇》释为半。据字形分析，中竖划，或引而上，或引而下，均入内而均分，所以中又可引申为中间、正中。殷，《说文》卷八上[image: alt]
 （yī）部：“作乐之盛称殷。”此殷之本义，引申为凡盛之称，盛与大、众义近，故又引申为大也，众也。居中央应四方有以寡御众的意思，故殷又由众、大意引申为正也，中也。齐，《说文》卷七上禾部：“禾麦吐穗上平也。”禾麦吐穗非常整齐，故齐可训为平、等、皆、同、整齐，无长短高下之差，故引申为中。

【原文】

馹（rì）、遽，传也。

【注释】

按：这句内容为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邮递手段。

传，《说文》卷八上人部：“遽也。”《说文》卷二下辵部：“遽，传也。”传遽两词互训。古代无电报电话，传递信件或发布命令多由车马，以车曰传，以马曰遽。由于路途较远，需要一站一站往下传，这种古代的邮政所称为传舍或驿站。馹，《说文》卷十上马部：“驿传也”，“驿，置骑也”。如果分析而言，馹指车而言，驿指马而言；浑而言之，馹驿亦互通，均为传递的意思。

【原文】

俞、畣，然也。

【注释】

按：此句释古代应答之词。

然，下从火，本义为烧，假借为应诺之词。俞，本义为船，假借为应诺之声。畣，古答字，答，当也；当，应也。故答亦训为应，亦为然。答、当、应、然辗转相训，意义俱通。

【原文】

贸、贾，市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市场与商品交换。

市，《说文》卷五下[image: alt]
 （jiōng）部：“买卖所之也。”以词义而言，市兼买与卖二义，以词性而言，市兼名词与动词，前者为市场，后者为贸易。贸，《说文》卷六下贝部：“易财也”，即交换商品。交换商品非买即卖。交换商品多在市场进行，故贸亦训为市。贾，《说文》贝部：“市也。……一曰坐卖售也。”贾可以看作今天商店的前身，流动买卖货物称为商，有固定的居处买卖货物称为贾。

【原文】

潜、深也。潜、深，测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的水文测量。

深，本字作罙，《说文》卷七下穴部：“罙，深也。”罙字从穴，穴即有深意，又引申为藏，藏伏即潜之训。潜，《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涉水也。一曰藏也。”潜又有伏、隐、亡意，均与深义相近。

测，《说文》水部：“深所至也。”又引申为度量深浅之称。《淮南子》记载有以篙测水以定深浅的事，故郭璞认为“测亦水深之别名”，故《尔雅》又训潜深为测。

【原文】

御、圉，禁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禁制。

禁，《说文》卷首上示部“吉凶之忌也”，也即禁止之义。禁也解释为法、戒，均与禁止义近。御，《玉篇》云：禁也，当也。《小尔雅》云：抗也。抗、当均为禁止之义。御通篽，《说文》卷五上竹部：“御，禁苑也。”即周围用竹绳围起来，禁止人们往来的花园。圉，通作御，故亦训为禁。

【原文】

祺，祥也。祺，吉也。

【注释】

按，此为申训例。

祥，《说文》卷首上示部：“福也。”《尔雅·释诂》云：“祥，善也。”祥意为福善之征兆。祺，《说文》示部：“吉也。”祺意为吉祥之征兆。

吉，《说文》卷二上口部：“善也。”则吉与祥同义。

吉、祥意义既然相同，为何祺字既训祥又训吉呢？这是因为祥本来是中性词，兼有吉凶两义，这在上古文献中的例证并不是个别的。《尔雅》的作者为避免造成歧义，故申释之，以点明此祥字意为吉祥。

【原文】

髦，选也。髦，俊也。

【注释】

按：此句同词异训，意义相承。内容为人才选择。

选，《说文》卷二下辵部：“择也。”郭注：“俊士之选。”髦，本义豪发，毛中长者称为豪，豪为毛之选择，俊则为士之选择，故《尔雅·释言》又云：“髦，士官也。”

俊，《说文》卷八上人部：“材过千人也。”古书记载或认为才过百人曰俊，德万人者谓之俊，虽数字多寡不一，但皆表示才德出众。士甲之俊如毛中之豪，故髦又训为俊。

【原文】

坎、律，铨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法律。

铨，《说文》卷十四上金部：“衡也。”衡即量度之义。坎，为八卦之一，代表水。水含有法义，所谓“法，刑也，平之如水”。法律义主公正、公平，同水主均平义同。铨衡所以取平，故坎训为铨。律，《说文》卷二下彳部：“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均布与均平义同。坎卦为水，水性平，律亦平，铨亦平，故意义相近。

【原文】

窕，肆也。肆，力也。

【注释】

按：此句用递训之法。

肆，《说文》卷九下长部：“极陈也。”陈训为申，申有展放之意，故肆又有放纵、舒长、直遂之义。窕，《说文》卷七下穴部：“深肆极也。”《尔雅·释言》又云：“窕，间也。”间有宽义，与深义近，故训为深极。放肆到了极点，则为轻窕，故窕又训为肆极。

力，肆训为极，极为尽力之义，故肆又训为力。《说文》训肆为极，《尔雅》训肆为力，可以互证。

【原文】

陪，朝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政治制度。

朝，《说文》卷七上倝部：“旦也。”由早晨义引申为朝见、朝庭。陪，《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部：“重土也。”重土故有随助加益之义。朝见君主时，诸公、诸侯东西而列，亦所以助益君王之意，如同土壤增崇于山，细流益润于海，所谓陪位为朝。

【原文】

画，形也。

【注释】

按：此句讲绘画艺术。

形，《说文》卷九上彡（shān）部：“象形也。”像，似也，像所见之人与物。绘画中经常用“江山如画”，就是形象的意思。画《释名》云：“绘也。以五色绘物象也。”《说文》卷三下画部：“画，介也。象田四介。聿，所以画之。”聿即笔。古代井田制需要画介，此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源头之一。古代山川域地或画有图，如古代方志中多有插图。以图画来描绘自然万物的形状，故画训为形。

【原文】

局，分也。

【注释】

按：此句讲古代体育。

分，《说文》卷二上八部：“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分可解释为部分、界划、分别。局，《说文》卷二上口部：“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古代把弈棋一类的体育活动称为局戏，也称为博。博局有所分限，即局促的意思，局促即守分位。《礼记·曲礼》：“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习其局。”郑玄注：“局，分部也。”现在体育比赛多分局分部进行，即局促分限之义。

【原文】

土，田也。

【注释】

按：此句言农业，别土田之名。

田，《说文》卷十三下田部：“陈也。树谷曰田。”《释名》云：“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土，《说文》卷十三下土部：“地之吐生物者也。”田为已耕之土，土比田的概念要大。

【原文】

里，邑也。

【注释】

按：此句言古代国家与居民制度。

邑，《说文》卷六下邑部：“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image: alt]
 （jié）。”古代国、邑通称，如夏朝可称夏邑。商朝可称商邑。但古代国有尊卑大小之称。《段注》：“尊卑谓公侯伯子男也。大小谓方五百里，方四百里，方三百里，方二百里，方百里。”故邑从口，意为封域界划。分封土地的大小出于君王之命，故邑又从[image: alt]
 。邑中所居家庭人口也多寡不一。据古书记载，大不过千里，小不过十家。邑为人群居之处，故邑也训为人聚会之称。里，《说文》卷十三下里部：“居也。从土从田。”有土有田而后可居。里为居住之邑，故里训为邑。里居住的人口古书记载不一，有二十五家，有五十家，有七十二家，或者八十户、一百户等等。里的范围为东西各三百步，东西各一千步称为井。

【原文】

贿，财也。

【注释】

按：此句言古代财贿风俗。

财，《说文》卷六下贝部：“人所宝也。”财在古代为帛泉谷粟之通名。贿，《说文》贝部：“财也。”《玉篇》云：“贿，赠送财也。”贿兼财、赠两义，《尔雅》但言财，因为财贿通名，赠人以财亦为贿。则馈赠之风，古已有之。

【原文】

囚，拘也。

【注释】

按：此句讲古代拘禁制度。

拘，《说文》卷三上句部：“止也。从手句。”句有止意，以手止之故从手句。句义同执，执意为捕罪人。故郭注此句云：“谓拘执。”现公安局拘捕犯人意同于此。囚，《说文》卷六下□部：“系也，从人在□。”意为在押的犯人。则拘、囚意义相近。

【原文】

亚，次也。

【注释】

按：此句释“亚”义。

次，《说文》卷八下欠部：“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不前不精就是居于次等。次从“二”声，二与贰同，其义又为副贰。亚，《说文》卷十四下亚部：“贾侍中说以为次弟也。”贾侍中即汉代经学大师贾逵。古文献中有“亚父”、“亚相”、“亚岁”等，均表次弟之意。现体育比赛中表示名次的“亚军”也即用次弟之意。

【原文】

问，俔（qiàn）也。

【注释】

按：此言古代的间谍侦探。

俔，《说文》卷八上人部：“一曰间见。”《郭注》：“《左传》谓之谍，今之细作也。”间见即不常见。侦探多隐蔽潜伏，故不常见。间，《说文》卷十二上门部：“隙也。从门从月。”房门夜闭，月光从门缝照射进来，故间有隙义。间谍多利用间隙，乘虚而入，故以俔训间。

【原文】

餬，饘也。

【注释】

按：此言饮食。

饘，《说文》卷五下食部：“糜也。”麋即粥。餬，《说文》食部：“寄食也。”餬其口于四方，寄食于人，即以乞讨为生。则吃食必差。粥亦差食，故餬通作饘。

【原文】

济，渡也。济，成也。济，益也。

【注释】

按：此句同词异训，随事为义。

渡，《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济也。”过渡谓之涉济，凡言过其处皆曰渡。济，原为河流名，后用作济渡字。济渡两字可以互训。

成，就也。就济声近相通，则济可训为成。

益，《说文》卷五上皿部：“饶也。”饶，饱也。益据字形为水溢出器皿即饱和之义。故益又训为多也，增也。增济古音相近，故以益训济。

《释训》第三

【原文】

明明、斤斤，察也。

【注释】

按：此句形容聪明鉴察貌。

察，《尔雅·释诂》云：“察，审也。”《尔雅·释言》又云：“察，清也。”审、清均为明晰之义。明明，意为明甚，则亦鉴察之义。或认为明明指性理之察。斤斤，谨也。谨即有明审之义。或认为斤斤为物精详之察，重慎之察，均为明察之义。

【原文】

桓桓、烈烈，威也。

【注释】

按：此句形容严猛之貌。

威，畏也。威又与君字音近，君王尊严可畏，可作释威旁注。桓桓，通作狟。《玉篇》：“狟，武貌也，威也。”则桓意为威武貌。烈烈，《说文》卷十上火部：“烈，火猛也。”火烈民望而畏之，畏即威。烈意为猛之威。

【原文】

溞溞，淅也。

【注释】

按：此形容淘米声。

淅，《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汏米也。”汏，《尔雅·释诂》：“坠也。”汏米即去除沙砾，故训为坠。去除有分析之意，故淅字从析。溞，或作叟，意为淘米声。或又作溲，意为米泔，现在仍把淘米水称为米泔水。

【原文】

子子孙孙，引无极也。

【注释】

按：此句解释《诗经·小雅·楚茨》文。

引，《说文》卷十二下弓部：“开弓也。”开弓即张弓，张弓所以竟弓箭之长。引申为延长、开导。《尔雅·释诂》云：“引，长也。”子子孙孙，意为愿子孙勿废而长行之，所谓子孙长行美道，引无极也，即世世昌盛，长行无穷。

【原文】

朔，北方也。

【注释】

按：《释训》多叠词重言，此句句式较为特别。

北，《说文》卷八上北部：“乖也。从二人相背。”引申为北方。朔，《说文》卷七上月部：“月一日始苏也。”故朔有始苏义。因北方寒冷，万物终尽，然物死而复苏，故训朔为北方。

【原文】

舞号，雩也。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旱祭之舞。

雩，《说文》卷十一下雨部：“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雩，羽舞也。”《郭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请雨。”古代国家遇到旱灾，则率巫而舞，号而请雨，这种形式称为雩。舞号，号，呼也。旱祭之制，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以祈天降甘雨，所谓雩之祭，有舞有号。

【原文】

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注释】

按：此句解释张仲姓名。

张仲为周宣王时贤臣，其待父母兄弟非常孝敬友爱，故称孝友。

【原文】

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注释】

按：此句言旅宿驻扎时日。

宿，《说文》卷七下宀部：“止也。”意为留止于此，即住宿之意。信有屈伸之义，已留宿而重申之是为信。住一天称为宿，住两天称为信，所谓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尔雅·释训》均为重文叠字，所以宿宿指再宿，信信言四宿。《左传》庄公三年曾谈到军队的驻扎，“凡师一宿曰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可与《尔雅》互相补充证明。

【原文】

襢裼，肉袒也。

【注释】

按：此言脱衣见体貌。

袒，《说文》卷八上衣部：“衣缝解也。”衣解则见体，袒或作但，《说文》卷八上人部：“但，裼也。”肉袒就是脱去上衣而见肢体。古人在谢罪或祭祀时，常脱衣露体，表示虔诚或惶惧。廉颇“肉袒负荆”，成为古今美谈。襢，或写作膻，又通作袒。裼，《说文》衣部：“袒也。”则襢裼与袒义同字通。

【原文】

籧篨，口柔也。

【注释】

按：此喻察眼观色巧言好辞之徒。

柔，或作脜，《说文》卷九上[image: alt]
 （shǒu）部：“脜，面和也。……读若柔。”所谓巧言好辞以口饶人是谓口柔。籧篨，《说文》卷五上竹部：“粗竹席也。”这种粗竹席不能俯放，只能卷起来竖放。卷有柔意。口柔之人需察眼观色而随机应变，故人不能俯下而要仰观，同粗竹席竖放有相通之处。

【原文】

鬼之为言归也。

【注释】

按：此释“鬼”义，内容与宗教迷信有关。

归意为还，生为寄，死为归。古人把死人称为归人。《说文》卷九上鬼部：“鬼，人所归为鬼。”意思是人体虽死，而精魂有所归往。或认为人必有一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释亲》第四

【原文】

父为考，母为妣。

【注释】

按：此释父母之异称。

古人认为，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但这是就分析而言，有时候，无论生死，父与考，母与妣可以通称。《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娃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即像死了父母亲一样悲伤。这一成语一直流传至今。

【原文】

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姐，后生为妹。父之姐妹为姑。

【注释】

按：此释兄弟姐妹和姑之称。

《释名·释亲属》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为荒也。弟，弟也，相次弟而生也。”又云：“姐，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妹，昧也。犹日始入历时少尚昧也。”又云：“父之姐妹曰姑。姑，故也，言于己为久故之人也。”《释名》的这些解释虽有些牵强，但仍不失为我们理解这些称谓的参考。古人或称父亲的姐姐为姑姐，父亲的妹妹为姑妹，《尔雅》则统称不分。《尔雅·释亲》又云：“妇称夫之母曰姑。”

【原文】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

【注释】

按：此递次训释子孙异名。

子，《说文》卷十四下子部：“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释名·释亲属》（下引篇名同）云：“子，孳也，相生藩孳也。”孙，《释名》云：“逊也，逊遁在后生也。”曾孙：曾，重也，益也。曾孙相隔数代，则意为增益层叠，故称。玄孙，《说文》卷四下玄部：“玄，幽远也。”《释名》云：“玄，悬也，上悬于高祖最在下也。”来孙，《释名》云：“其意疏远，呼之乃来也。”《郝疏》云：“来之言离也，离亦远也。”昆孙，《释名》云：“昆，贯也，恩情转远以礼贯连之耳。”《郭注》：“昆，后也。”仍孙，《释名》云：“以礼仍有之耳，恩意实远也。”这种亲属关系的恩情是如此遥远，只能在礼义上才能有所联系。云孙，《释名》云：“言去已远如浮云也。”

【原文】

父之妾为庶母。

【注释】

按：此释“庶母”之称。

庶，《说文》卷九下广部：“屋下众也。”则庶有众义。庶母犹言众母，即许多母亲。《释名·释亲属》云：“妾，接也，以贱见接遇之也。庶，摭也，拾摭之也，谓拾摭微贱待遇之也。”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妻妾庶母的地位十分低下。

【原文】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注释】

按：此释母系亲属。

外，《郭注》：“异娃故言外”，所以区别于父系亲属。王，大也，君也，为尊上之称。故《尔雅》祖父、祖母辈以上的亲属称谓均冠以“王”字。曾犹重也，益也。从下推上辈分增益，故称曾。外王父、外王母或称为外祖父、外祖母。

【原文】

女子谓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妇。

【注释】

按：此释嫂、妇之称。

嫂，《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兄妻也。”《释名·释亲属》云：“嫂，叟也。叟，老者称也。”可见，嫂为尊敬年长者的称呼。妇，《说文》女部：“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可见，妇为卑服的称呼。妹妹称兄妻为嫂，姐姐称弟妻为妇。同样，弟弟称兄妻亦为嫂，哥哥称弟妻亦为妇。此独举“女子”，是因为此句属“妻党”类。

【原文】

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两婿相谓为亚。

【注释】

按：此释婚姻亲家之称。

婿或从士旁，《说文》卷首上士部：“夫也。”徐锴注：“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称也。”古代方俗语称婿为女婿，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婚、姻，《说文》卷十二下女部：“婚，妇家也。”《释名·释亲属》云：“妇之父曰婚，言婿亲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礼也。”意为女方的父亲称为婚，而男方又多在昏夜迎接女方，行施礼节。今天男女成婚举办喜酒，也多在晚上举行。《说文》女部：“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此句意为男家称为姻，女方往男方因以结合成婚故亦称为姻。《尔雅·释亲》又云：“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尔雅》此处婚姻则兼言男女双方的父亲。男女双方的父母（今俗称亲家）互相称呼为婚姻。亚，《释名·释亲属》云：“亚言一人取姐，一人取妹，相亚次也。又并来至女氏门，姐夫在前，妹夫在后，亦相亚也。”

【原文】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注释】

按：此释舅甥之称。

舅，《说文》卷十三下男部：“母之兄弟为舅，妻之父为外舅。”甥，男子称姐妹之子为甥，《尔雅·释亲》又云：“男子谓姐妹之子为出。”则出与甥意义相同。出，《释名·释亲属》云：“姐妹之子曰出，出嫁于异姓而生之也。”又云：“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甥字男旁作生。

《释宫》第五

【原文】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注释】

按：此句用互训方法。

宫，《说文》卷七下宫：“室也。”室，《说文》卷七下宀部：“实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上古时，人类穴居野处，后来才逐渐有了宫室建筑。宫室如析而言之，有些区别。如《周礼·考工记·匠人》：“室中度以几，宫中度以寻。”则宫室大小有所区分。如统而言之，则宫室互训不别。《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异语，明同实而两名。”先秦时，宫无贵贱之分。秦汉以后，唯王者所居称宫，如秦之“阿房（ē páng）宫”。西汉之“未央宫”。

[image: alt]


【原文】

牖户之间谓之扆（yǐ），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

【注释】

按：此分别古代建筑内外之称。

牖即窗，户即门。古代居住的建筑多面南而建，门窗之间南向而临外的地方称为扆，或称为屏风，其制长宽各八尺，上面画有斧形。屏风之内称为家。《说文》卷七下宀部：“家，居也。”人所居称为家。家居即居住其内。《释名·释宫室》：“序，次序也。”堂两旁为东西夹室，中间用墙隔开，这东西两道墙称为东西序。

【原文】

闍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

【注释】

按：此释台榭之称。

四方而高称为台，《郭注》：“积土四方。”则台为土堆积而成，地面与堆土四周成九十度。《尔雅·释言》又云：“闍，台也。”台多建在宫门城门处，古用来观望气祥。榭，意为在台上架木为屋。

【原文】

两阶间谓之向，中庭之左右谓之位，门屏之间谓之宁，屏谓之树。

【注释】

按：此释古代朝见礼仪。

两阶是指堂之东阶与西阶，东阶称为阼阶，西阶称为宾阶。君王上朝南向而立，处于两阶之间，故称两阶之间为向。据古书记载，秋天天子接见诸侯，天子南向而立，不下堂，诸侯北面朝向天子，这种形式称为“秋觐”。春天时，诸侯朝见天子则在庭内进行，与秋觐的礼仪不同。中庭即庭之中央，其左右称位。位，《说文》卷八上人部：“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公侯朝见天子时，诸公位东，诸侯位西。左右即东西群臣站立处。宁，伫也，即站立等候的意思。天子视野，诸侯尚未到齐，天子伫立在门外，则设屏以蔽内外。待诸侯到齐，则走出屏外，背屏而立，接受朝拜。宁指门以外屏以内之等候之处。屏，《说文》卷八上尸部：“蔽也。”屏风用以障蔽，故名。用墙垣作为门蔽称为树。树所以障蔽行道，故以为训。

【原文】

观谓之阙。

【注释】

按：此释阙制。

阙，《说文》卷十二上门部：“门观也。”《段注》：“此观上必加门者，观有不在门上者也，凡观与台在于平地，则四方而高者曰台，不必四方者曰观，其在门上者则中央阙然。左右为观曰两观。”郭注：“宫门双阙。”

【原文】

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qú），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

【注释】

按：此释道路的不同名称。

达，《说文》卷二下辵部：“行不相遇也。”故达意为通达。物两为歧，在边为旁。歧旁指歧道旁出，歧道旁出则不通达，故为二达。剧，甚也。剧旁意为道歧多旁出，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即剧旁之义。衢指交错的道路四而歧出，如十字路口。康有广大昌盛之义，故五谷丰登称为康，五条道路并出亦谓之康。庄意为盛，交错的道路六而歧出，有盛多之义，故训为庄。剧骖，骖为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七达指三条道路交错又有一道歧出，则七比四尤剧甚，故称剧骖。崇期指四道交错歧出。崇，充也，多也。多条道路会期于此，多所通达，而人充满其上如共期也。九达指四道交错又复有旁出，意为纵横交错。

【原文】

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

【注释】

按：此句言行走趋步的不同名称。

时通作跱、峙，意为“止也”。室中比较狭窄，只能安步缓行。行，《说文》卷二下行部：“人之步趋也。”举足向前称为行。堂上较室内宽阔，故人可以举足而行。步，《说文》卷二上步部：“行也。”徐行曰步，意为缓慢地行走。堂下较堂上地方更大，故可以举足徐行。趋，《说文》卷二上走部：“走也。”疾行曰趋，意为放开双腿，急速行走。走、奔，《说文》走部：“走，趋也。”走，古今词义不同，古训为奔跑。《说文》卷十下夭部：“奔，走也。”则奔、走同义。

行、步、趋、走四词虽异名而有所区别，但多互相训释，古文献中往往通用。

【原文】

隄谓之梁，石杠谓之徛。

【注释】

按：此别梁徛之名。

隄，《说文》卷十四下[image: alt]
 部：“唐也。”唐通作塘。古时圆为池，方为塘。积土防水，故隄有防障义。梁，《说文》卷六上木部：“水桥也。”桥的材料不受限制，或以土为之，或以木为之，或以石为之，均用以防障水，故隄训为梁。石杠，石桥，即聚石水中以为步渡。徛，《说文》卷二下彳部：“举胫有渡也。”《尔雅·释宫》又云：“徛，步桥也。”徛本渡水之名，因以为步桥名，故与石杠意义相同。

《释器》第六

【原文】

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

[image: alt]


【注释】

按：此释古代礼器。参见附图。

豆，《说文》卷五上豆部：“古食肉器。”即盛肉酱一类食物的食器，其形状如盘，下面有把手圆足，多数有盖。豆是用来行礼的食器。用木质制成的豆器称为梪，用竹质制成的豆器称为笾，用瓦质制成的豆器称为登，豆则是总称。

【原文】

[image: alt]
 罟（gǔ）谓之九罭（yù）。九罭，鱼网也。嫠妇之笱谓之罶（liǔ）。罺（chāo）谓之汕，篧谓之罩，椮谓之涔。

【注释】

按：此释古代捕鱼器具和捕鱼方法。参见附图。

网，传说古代庖犧氏发明了网具用来捕鱼。[image: alt]
 即总字，意为聚束；罟意为网。总罟意思是细密的鱼网，用来捕获小鱼。罭意为域，捕鱼之网有囊括界域义，故以为名。九罭谓鱼之所入有许多网口。网口细多则所捕之鱼必小。总罟、九罭均为小鱼之网。

笱，《说文》卷三上句部：“曲竹，捕鱼笱也。”这是竹制的捕鱼具，口插逆向的竹片，鱼游进去就无以复出。罶，《说文》卷七下网部：“鱼所留也。”即笱之意。嫠妇，古代多用反切注音，嫠妇为罶字的合音。

罺为樔之或体字。《说文》卷六上木部：“樔，泽中守草楼。”意思是湖边置水草，让鱼蓄留其中。或认为樔为撩罟，据《尔雅音图》所示，以后一种说法符合罺义。汕，本义为鱼游水貌，又解释为樔。篧为藿之或体，为罩鱼器。罩用细竹编制，或用荆质。荆为古代楚国别名，所以藿也称为楚罩。捕鱼时，渔民用手抑按罩器于水中，像捕鱼的笼子，然后提起取鱼。

涔为鱼池，以米投池中养鱼称为涔，像今天的养鱼塘。椮为罧（xìn）之假借。《说文》网部：“罧，积柴水中以聚鱼也。”《郭注》：“今之作椮者，聚积柴木于水中，鱼得寒入其裹藏隐，因以薄围捕取之。”

[image: alt]


【原文】

衣[image: alt]
 谓之[image: alt]
 （ní），黼领谓之襮（bó），缘谓之纯，袕谓之褮。

【注释】

按：此句讲古代服饰。

古代衣、裳二字意义不同，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裗为流之或体，意思是衣服的整齐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线条游移摇曳。[image: alt]
 即衣襟，衣襟下垂便呈流移摇曳貌。襮，《说文》卷八上衣部：“黼领也。”黼就是白黑相间的花纹，黼领就是刺上花纹的衣领。缘、纯均指沿衣服的边缘加以绣饰，只是语言有古今的区别，纯为古语，缘为今语。褮，《说文》衣部：“鬼衣。”袕与穴同，故《郭注》：“衣开孔也。”其形制如何，今不得而知。

【原文】

衣眥（zì）谓之襟，衱谓之裾，衿谓之袸，佩衿谓之褑。执衽谓之袺，极衽谓之襭（xié）。衣蔽前谓之襜，妇人之袆谓之缡。缡，[image: alt]
 也。裳削幅谓之[image: alt]
 。

【注释】

按：此句也讲古代服饰。

眥，衣领交接处。襟，《释名·释衣服》：“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意为衣袌，袌为衣服的前襟，故可怀抱物，裾言物可存居。衱通作袷，而袷同裾意相同，故以裾训衱。衿为衣带。《释名·释衣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袸，衣小带。”佩指那些系于衣带上的珠玉之类的装饰物。佩衿，佩玉的带子。褑意为佩衿。衽为衣襟。有时身边无盛具，即提起衣衽作为盛物之用，这种动作称为袺。[image: alt]
 ，《说文》卷八上衣部：“以衣衽扱物谓之[image: alt]
 。”袺与[image: alt]
 意同，只是[image: alt]
 动作幅度更大一些。《郭注》：“袺，持衣上衽”，“[image: alt]
 ，扱衣上衽于带。”襜，《说文》衣部：“衣敝前。”意为衣服修长摭蔽了膝盖。袆，《说文》衣部：“蔽膝也。”缡指妇人之袆。《释名·释衣服》云：袆，“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至田野以复其头，故因以为名也。”[image: alt]
 意为带子。郭注：“[image: alt]
 ，系也。”幅指布帛的门面。削指布帛的裁剪。这是指古代深衣的裁剪有一定的尺寸要求，深衣是指古代诸侯大夫、士在家所穿的衣服。

【原文】

餀谓之餯，食[image: alt]
 谓之餲，搏者谓之糷，米谓之糪，肉谓之败，鱼谓之馁。

【注释】

按：此句解释各类食物腐败变质的名称。

餀、餯均指食物变质发生的臭味。[image: alt]
 ，馊饭。饭经久而腐臭称为餲。餯同烂，指煮饭过熟。《郭注》：“饭相箸。”冟（shì）与烂均为饭相箸之名。《说文》卷五下皀（bì）部：“冟，饭刚柔不调相箸。”抟意为以手圜之。饭烂则黏箸不解，故抟之。糪，指饭半生半熟，俗语称为“夹生饭”。败即坏，肉臭坏称为败。馁，鱼变质称为馁。

【原文】

黄金谓之[image: alt]
 （dàng）；其美者谓之镠（liú）。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

【注释】

按：此释金银及其别名。

金，《说文》卷十四上金部：“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薶（mái）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这里讲的五色金指金黄、银白、铜赤、铅青、铁黑，其中黄金居各金属之冠，故独得金名。薶即埋，意为埋在土中有所沾污，黄金也不会腐蚀生锈。从革不违，指黄金能够顺从人的意愿，销铄成各种器具首饰，虽屡次改易而无所损伤。[image: alt]
 ，《说文》卷首上玉部：“金之美者，与玉同色。”镠，《说文》金部：“黄金之美者。”镠为纯金。《郭注》：“镠即紫磨金。”

银，《说文》金部：“白金也。”其色白，故名。银性软，有光质。镣，《说文》金部：“白金也。”则银镣同义。

【原文】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注释】

按：此释治器异名。此句中有六个治器的名称，根据治器的不同对象（金、木、骨、象、玉、石），分别称为镂、刻、切、磋、琢、磨。据此可见古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语词间的细微差别。

【原文】

简谓之毕，不律谓之笔，灭谓之点。

【注释】

按：此句讲古代的书籍笔札。

简、毕均指竹简，这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最早形式。这种形式是把字用笔写在狭长的一根根竹片上面，然后用绳子编连在一起成书卷形。笔，繁体字从竹从聿。笔多用竹制，故从竹旁。聿即古笔字，其字形象一个人用手握笔书写状。不律是笔字的合音，也是古代的方言。《说文》卷三下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云：“笔，秦谓之笔。”点，《说文》卷十上黑部：“小黑也。”古时写错了字或读书发现了错字便用笔在字上加小黑以表示灭除其字。

【原文】

一染谓之縓（quàn），再染谓之赪（chēng），三染谓之纁。青谓之葱，黑谓之黝（yǒu），斧谓之黼。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古代反复印染之法，并区别各种色彩的名称。

縓，《说文》卷十三上系部：“帛赤黄色。一染谓之縓。”原色在白赤黄之间，即浅红色。赪，《说文》卷十下赤部：“[image: alt]
 ，赤色也。”[image: alt]
 赪为异体字。赪也是浅红色，但其红的程度比縓要深一点。纁，深红色。纁指红色达到了极点，若再染则色彩将趋向黑。以上讲的是三染染赤法。葱为[image: alt]
 之假借。《说文》系部：“[image: alt]
 ，帛青色。”[image: alt]
 为浅青色。青与黄、赤、黑、白构成五种基本色彩。黝，《说文》卷十上黑部：“微青黑色。”青谓之葱，黑谓之黝，讲的是从青入黑之染色法。黼，《说文》卷七下黹（zhǐ）部：“白与黑相次之。”即白黑相间的色彩。半白半黑如斧头刃白而身黑。

《释乐》第七

【原文】

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

【注释】

按：这是解释古代音乐五声音阶阶名的别称。

宫、商、角、徵、羽古称“五音”，也称“五声”。《管子·地员》篇中曾对这五个音阶的音色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描绘：“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重、敏、经、迭、柳为五音的别称，他们所以命名的原因，汉代刘歆曾经有过解释。《玉海》载有唐徐景安《乐书》，其中引用了刘歆的话：“宫者，中也，君也，为四音之纲，其声重厚如君之德而为重。商者，章也，臣也，其声敏疾如臣之节而为敏。角者，触也，民也，其声圆长经贯清浊如民之象而为经。徵者，祉也，事也，其声抑扬递续其音如事之绪而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声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备成如物之聚而为柳。”

【原文】

大瑟谓之洒，大琴谓之离。

【注释】

按：此释弦乐器。参见附图。

瑟为弦乐器，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动。据古书记载，瑟为伏羲所创制，原为四十五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于是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今天的瑟器仍沿用二十五弦制。洒意为以水喷洒、散落。瑟音变化丰富，发音如水喷洒一般，故以洒训瑟。琴也为弦乐器，传说为神农所创制，五弦、七弦不等。离意为散。琴弹奏时，其音分散罗列，与洒相似。

琴瑟同时弹奏，音色和谐，故也以琴瑟比喻男女和好，如《诗经·周南·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诗句。

[image: alt]


[image: alt]


【原文】

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筊。

【注释】

按：此释管乐器。参见附图。

箫为竹制管乐器，故从竹旁。此乐器用竹管编排制成，大者为二十三管，小者为十六管，竹管长短不一。《说文》卷五上竹部：“箫，参差管乐，象凤之翼。”其音色肃然而清。大箫声大，听后给人以高大的感觉。言言，高大貌。故以言训大箫。筊，小也。小箫声扬而小，因以为名。

[image: alt]


[image: alt]


【原文】

和乐谓之节。

【注释】

按：此释敲打乐器。

和，调也。和乐就是协调音乐。节为敲打乐器，编竹形如箕，用两根圆竹，上合下开，划之发声，以节奏协调音乐。也有人认为节形状像鼓，以手拍拊表示节奏，因名。

《释天》第八

【原文】

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hào）天，秋为旻（mín）天，冬为上天。

【注释】

按：此释四季之名。参见附图。

古时人们对宇宙尚无正确的认识。仰视天空，穹隆而高，色苍苍然。苍苍，深青色。春天万物始生其色，苍苍然，故云苍天。夏天万物盛壮，其气昊大，故云昊天。昊天，天气博大貌。秋天万物成熟，物就枯落，故云旻天。旻通闵，意为伤痛。万物凋落，故有痛伤之感。冬天万物收藏，其时云气上腾与地相绝；又无所事事，在上临下而已，故云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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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仍饥为荐。

【注释】

按：此言自然灾害。

谷为各类谷物的统称，百谷之总名，主要指黍、稷、菽、麦、稻、麻等。不熟即不成。遇上旱灾、水灾或是虫灾，谷物无所收成，这种情况叫做“饥”。古书上还曾按照灾荒程度的大小分别等级，如《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饥，又谓之大侵。”又，《墨子·七患》篇：“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均可与《尔雅》互相补充证明。蔬，凡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可食之菜皆不熟称为馑。果，《说文》卷六上木部：“木实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荒，或写作[image: alt]
 ，意为空虚没有可食之物。仍，《尔雅·释诂》：“因也。”因即续也，重也。仍饥即连年灾荒。荐，再也，与因义同。

【原文】

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日单阏，在辰日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岁阴）

【注释】

按：此为星岁纪年法。上段为岁阳，下段为岁阴。

星岁纪年法是我国战国至西汉末期所使用的一种纪年法。星指岁星，就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木星。岁星由西向东十二年绕天一周，古代天文学家将其运行的轨道分为十二次（亦称十二宫），分别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降类、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岁指太岁。古人有十二辰的概念，就是把黄道附近一周天的十二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十二支，它的安排方向和顺序正好与由西向东运行的十二次相反，这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不便，于是设想出一个太岁（又称岁阴、太阴），与真的岁星背道而驰，从而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取得了一致。这就是《尔雅》岁阴中提到的那些名称。西汉年间，天文学家又取了十个岁阳的名称与十干相配，这就是《尔雅》岁阳中提到的那些名称。他们的对应关系见附表。另外，《尔雅》岁阴的名称同《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所述文字略有不同。《尔雅》岁阳的名称同《史记·历书》中所述文字也略有不同。主要是同音异体字。如《尔雅》“大荒落”，《史记·天官书》作“大荒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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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岁阳岁阴分别同天干地支对应，就能如干支纪年一样，相配成六十个甲子，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原文】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注释】

按：此释年岁异名。

春夏秋冬四季历一终始称为岁。《郭注》：“取岁星行一次。”岁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为一年。夏朝主于占星纪事，故夏曰岁。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商朝尚鬼，以祭祀为重，故商曰祀。年，谷熟也，谷一年一熟。周朝以粮为纲，以农为本，故周曰年。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一年冬为终，春为始。

岁、祀、年、载虽唐虞三代各自异称，但意义相通，故四者又常常通称，不分朝代。

【原文】

疾雷为霆霓。

【注释】

按：此释雷霆，句中“霓”为衍文。

疾，速也。雷，震也，空中激电所发出的响声。《郭注》：“雷之急激者谓霹雳。”《淮南子·兵略》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就是描绘霹雳闪电的情状。

【原文】

明星谓之启明。

【注释】

按：此释金星。

启明星即金星，也称太白、长庚。《史记·天官书·索隐》引《韩诗》云：“大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后来因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又称启明星为开明星。

【原文】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yì）薶，祭山曰庪（guǐ）悬，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zhé）。

【注释】

按：此释各类祭祀之法。

祭天之法，聚柴烧火，用牲畜置于火上烤，或用玉币放在火上烧。这种祭法也称炮祭。古人认为天高不可达，所以用燔柴之法，希望烟气能上达于天神。瘗，埋葬。薶，即埋字。祭地之法，将牲畜和玉器埋藏在土中。庪同庋，意为埋藏。祭山之法，或把祭物埋藏在山下，或将祭物置放于山上的几桌上，遥望像悬挂在那儿。祭川之法，将祭物投祭于水中，或浮或沉。布意为布散陈列。祭星之法，为壇祭之。孙炎注：“既祭，布散于地似星辰布列也。”磔，开也，张也，所谓开其胸腹而张之，令其干枯而不收。祭风之法，将牲畜破其头脚及皮，放置于大道中间。古时多以狗祭风。

【原文】

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

【注释】

按：此释四时之猎名。参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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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意为追逐禽兽捉取之。蒐或作搜，意为选择索取禽兽。苗，意为为苗稼除害。或认为是猎取不怀孕的禽兽，如同治理秧苗要去除不秀实者一样。狝，《尔雅·释诂》云：“杀也。”即追猎捕杀之义。狩为犬猎，冬天万物收藏，田野开阔，便于犬狗驰逐围猎。

【原文】

注旄首曰旌，有铃曰旂。

【注释】

按：此释旌旂。参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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旄，幢也，即用羽毛或犛牛尾挂在旗杆上作为装饰的旗帜。旌与旄意义相同，旗帜下面也有悬垂的饰物。旂，《说文》卷七上[image: alt]
 部：“旗有众铃，以令众也。”《郭注》：“悬铃于竿头，画交龙于旒。”旂多用来指挥军队，旂上悬铃，表示发号施令。

《释地》第九

【原文】

两河间曰冀州。

【注释】

按：此释九州之界域。

九州为中国古代设置的九个州。《尔雅》九州的名称为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营州。两河间指自黄河的东河至黄河的西河之间。黄河上游南北流向的一段为西河，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称为东河。冀州冠于九州之首，是因为尊崇帝王国的意思，殷朝邦畿在冀州域内。

【原文】

楚有云梦。

【注释】

按：此释湖泽名。

云梦为十薮之一。薮，大泽也。关于云梦湖泽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云梦为两个湖，云在长江以北，梦在长江以南。另一种认为云梦原为一个湖泽，可单言云或梦，其界域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县、湖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陵县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

【原文】

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

【注释】

按：此释五方奇闻异事。

比，《说文》卷八上比部：“密也，二人为从。”比意为密不可分，两人相伴相从。传说比翼鸟仅一目一翼，相伴乃可飞行。或传说比翼鸟为一身二首二尾，相伴而不分离。

【原文】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

【注释】

按：此释古代城邑之制。

邑，国都、城市，为老百娃聚会之处。郊：如果京城管辖的范围有千里之广的话，距离国都一百里的地方称为郊；如果京城管辖的范围仅百里之广，那么距国都十里的区域称为郊。郊又分近郊和远郊。天子邦国千里，远郊百里，近郊减半为五十里。公、侯、伯、子、男的远郊依次为五十里、四十里、三十里、二十里和十里，近郊也都减去半数。牧指畜牧的区域。古书上牧或作田，则牧亦田地之名。野，《说文》卷十三下里部：“郊外也。”林，《说文》卷六上林部：“平土有丛木曰林。”林是指那些丘坡起伏、沟道交错、土地荒墟，不能种谷物，只能种树木的区域。坰，像远界。邑外之地以坰为最远。

《释丘》第十

【原文】

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

【注释】

按：此释山丘异名。

京，《说文》卷五下京部：“人所为绝高丘也。”丘，《说文》卷八上丘部：“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京与丘均为土山，京为人力所堆，丘为自然而高。《尔雅·释诂》又云：“京，大也。”凡高者必大，故京引申为大。

【原文】

望厓洒而高岸。

【注释】

按：此释厓岸之名。

厓、岸意义相近。厓，《说文》卷九下厂部：“山边也。”《段注》：“高边则曰厓。”岸，《说文》卷九下屵（è）部：“水厓而高者。”洒，高峻。

《释山》第十一

【原文】

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

【注释】

按：此别崔嵬与砠之义界。

这两句意为：石山上有土称为崔嵬，多高而上平；土山上有石称为砠，多高而不平。《诗经·周南·卷耳》有“陟彼崔嵬”，“陟彼砠矣”的诗句。

【原文】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注释】

按：此释五岳之名。

丘，《说文》卷九下山部：“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白虎通义》解释五岳之名说：“东方为岱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南方为霍，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西岳为华，华之言护，言万物成熟可得护也。北方为恒，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为嵩，嵩言其高大也。”《史记·封禅书》引《尚书》文字，其中有“四岳”之名，无中岳。则古代唐虞时惟言四岳。到了《周礼·春官·大宗伯》及《大司乐》等篇中才提到“五岳”之名，其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尔雅·释山》又云：“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此五山可与五岳互证。但五山与五岳不尽相同。古时一方之主山称为“镇”，所以“安地德崇望秩而重观瞻也。”《尚书·舜典》：“封十有二山。”汉孔安国注：“每川之名山殊大者，以为其州之镇。”《尔雅》所举五山之名，为概举古代九州巨镇。

《释水》第十二

【原文】

泉一见一否为瀸（jiān）。

【注释】

按：此释泉水忽隐忽涌之状。

泉，《说文》卷十一下泉部：“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瀸，《说文》卷十一上水部：“渍也。”渍即积。泉水时涌时竭，水脉常含津润，所谓一见一否，如同积水。

【原文】

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注释】

按：此讲古代乘舟礼节。

舟，《说文》卷八下舟部：“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剂不通。”汉代以前船称为舟，汉代时则称船。许慎是东汉人，他是用当时的今语解释古语。共鼓、货狄均为黄帝尧舜时期的人，传说舟楫是由他们两人创制，用作渡河过江的。造舟，即浮桥，把船只并连在一起，上面加木板。这是天子乘舟过江的礼节。天子过江的并船数在六、七条左右。维舟，维连四船，使之不动摇。这是诸侯乘舟过江的礼节。方舟，方，并也，即双舟相连系。这是大夫乘舟过江的礼节。一条船称为特，这是士乘舟过江的礼节。泭，并木以渡，即把木头连接起来，就像现在讲的木筏一样。这是讲庶人，即平民百姓过江的礼节。

【原文】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

【注释】

按：此别河水转相灌注所入之处名。

注，灌注，流入。川，字形像水流动的形状，意思为贯穿通流。溪，山间的河沟，水出于山入于川者曰溪。谷，《说文》卷十一下谷部：“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于口。”山沟流水时有时无称为谷水。谷指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谷口出水流通于溪。谷溪义近，故溪谷有时合称，但谷的流水量要小于溪。沟，《释名·释水》云：“水注谷曰沟，田间之水亦曰沟。沟，构也，纵横相交构也。”浍，《释名·释水》云：“浍，会也，小沟之所聚会也。”渎，续也，水流相续不绝之意。

溪、谷、沟、浍、渎以水流相续贯注为续，以小注大，然后汇为江河，或成内河湖泊，或流入大海。

【原文】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

【注释】

按：此释水中陆地之名。

州，《说文》卷十一下川部：“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后州字多用作九州，后来又造了一个洲字，来表示水中可居之州字。陼通作渚，《释名·释水》（下引篇名同）云：“渚，遮也，体高能遮水使从旁回也。”渚在水中不大，随着涨潮落潮，渚地一溢一否，时隐时现。沚，《释名》云：“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坻，指水中沙地微微浮露出水面的地方。《释名》云：“坻，迟也，能遇水使流迟也。”水遇沙地则减缓了流速。潏，水中之坻，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力所为。

《释草》第十三

【原文】

蒮，山韭。茖，山葱。葝，山[image: alt]
 （xiè）。蒚，山蒜。

【注释】

按：此释菜名及其野生名。参见附图。

韭、葱、[image: alt]
 、蒜均为蔬菜的名称，是人们经常种植食用的品种，但野生在山上就有了不同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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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说文》卷七下韭部：“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意思是说，韭这种植物，种下去会不断地生长出来。韭野生在山上称为蒮。蒮又可称为韱。韭在初春时生长，故古代开春时常用韭作为祭祀食用。葱，或作蔥，《说文》卷首下草部：“菜也。”葱古多作食用，其作用可去除鱼肉的腥气。这种菜的特点是旋摘旋生，食之不尽，其味甘而不辛，四季均可收获。生于山上的野葱称为茖，茖意为草。[image: alt]
 ，或作薤，《说文》韭部：“菜也。叶似韭。”薤与葱食用时多去除其头与根，因这两种菜根不干净而头多枯干。薤野生在山上称为葝，葝的叶子稍大。蒜，《说文》草部：“荤菜。”荤意为有气味的菜。蒜气味很大，不仅有食用价值，还有杀菌的功用。蒜野生于山上称为蒚。

【原文】

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hàndàn），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注释】

按：此分析荷花茎莲叶花根实之名。参见附图。

[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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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一名芙渠，又名芙蓉，生于浅水之中，夏月开花。茄，《说文》卷首下草部：“夫渠茎。”茄为荷茎的定名，有时荷茎也可称荷。荷花之叶称为蕸。《说文》蕸作荷。蔤指荷花的根萌芽初发时，穿泥而出的部分。也即荷根藕节上初生茎时那层坚硬的外皮。华，通花。菡萏，荷花的别称。荷之花未开称为菡萏，已开称为芙蓉。荷花的果实称为莲，也称为莲房。藕为荷花的根，随叶长于湖塘的泥中，大的如人的手臂，冬天掘起可供食用。的指莲之实，亦称莲子，磨成粉可作食用，有轻身益气令人强健的功效。薏，指莲子中心青色的东西，味很苦。

【原文】

藫，石衣。

【注释】

按：此释藫之名。

藫通作苔。《说文》卷首下草部：“菭，水衣。”菭即苔。苔又名鱼衣、石发。藫生于石上，青绿色，可作食用。也有人认为藫指海苔，生于海，青色，状如乱发，干了以后上有一层盐花。

【原文】

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注释】

按：此解释花的不同名称。

华即花，草木的花朵称花。草本植物的花朵称荣，故荣花也多连用成为一个词。如《离骚》：“及荣花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不见花朵但见果实的称为秀，不见果实但见花朵的称为英。以上华、荣、秀、英为分析而言，散言之多可通用。

《释木》第十四

[image: alt]


【原文】

榇（chèn），梧。

【注释】

按：此释梧桐树。参见附图。

梧，《说文》卷六上木部：“梧桐木。……一名榇。”《尔雅·释木》又云：“荣，桐木。”《说文》木部：“荣，桐木也”，“桐，荣也”。则梧桐互言，荣桐通名，而榇为梧桐的别称。古代把梧桐作为春木。梧与桐叶形相类，但皮色不同。皮青碧而滑泽为榇梧，亦称青桐。皮白其材可作乐器的称荣桐。前一种青桐浓阴尤为妍美，古人多在庭院种植，现在多种于城市街道两侧。

【原文】

灌木，丛木。

【注释】

按：此释灌木之名。

灌，聚生者也。丛，聚也。木丛生称为灌木。

【原文】

瘣（huì）木，苻娄。

【注释】

按：此释病木之状。参见附图。

瘣，《说文》卷七下疒（chuáng）部：“病也。”瘣木即坏木，病木。苻娄，《说文》作[image: alt]
 瘘（fù lòu），云：“[image: alt]
 ，俛病也。”俛病指脊髓后弯，不能仰视。又云：“瘘，颈肿也。”西医名淋巴腺结核。病木多卷曲而臃肿，萎黄而无枝叶，故以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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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句如羽，乔。下句曰朻，上句曰乔，如木楸曰乔，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

【注释】

按：此释木之乔苞茂盛之状。

句，曲也。乔，《说文》卷十下天部：“高而曲也。”句如羽乔，意为树枝纠缭，如鸟羽修长弯曲。句曲有上下之别。树枝弯曲下垂称为朻，树枝弯曲上缭称为乔。楸为木名，其性上竦，故以楸木喻乔。苞为草名，其特点是丛生稹密，故以竹箭相比喻。松柏枝叶密阴，望之繁盛郁蔚。槐叶细绿，枝叶成盖。故以松柏、槐木喻茂。

【原文】

瓜曰华之，桃曰胆之，枣李曰疐（zhì）之，樝棃曰钻之。

【注释】

按：此介绍吃食瓜果的方法。

瓜属葫芦科植物，食用部分为瓠果，品种很多，有蔬瓜果瓜之分。华通作刳，意为中裂，半破，指瓜要切开吃。胆，揩擦。桃果多毛，去除其毛，使之色青光滑。也有人认为胆意为择取。桃有苦如胆囊者，吃食时要择而去之。疐同蒂，指瓜果和根叶相连的部分，这里用作动词，意为去除。如枣子李子果实多带根蒂，吃食时，须去除其根蒂皮核。樝同楂，楂、梨多虫，吃食时一一钻看是否有虫孔。

《释虫》第十五

【原文】

蠸（quán），舆父、守瓜。

【注释】

按：此解释瓜中小虫的名称。参见附图。

蠸，《说文》卷十三上虫部：“虫也。”蠸为食瓜之虫。《郭注》：“瓜中黄甲小虫，喜食瓜叶，故曰守瓜。”舆父、守瓜都是蠸虫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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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蟋蟀，蛬（g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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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按：此释蟋蟀别称。参见附图。

蛬为蟋蟀的方言俗称。《方言》云：“蜻蛚，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蛬，南楚之间谓蚟孙。”《郭注》：“今促织也。”据古书记载，蟋蟀的生长与活动很有季节性。如夏之月，蟋蟀羽翼稍成，未能远飞，但居屋壁，至七月，则能远飞在野，立秋时，能鸣叫，九月在堂，十月入床下，此言其因寒而渐近人也。所以古时候人们常取以记时。

【原文】

虰蛵，负劳。

【注释】

按：此释蜻蜓别名。参见附图。

《说文》卷十三上虫部：“蛵，丁蛵、负劳也。”“蛉，蜻蛉也。”蜻蛉又写作蜻蝏、蜻蜓。虰蛵、蜻蛉、蜻蝏、蜻蜓均指一种虫名，只是写法不同。这种动物六足、四翅，细腰，飞翅于空中，喜集水上，捕食蚊蝇，为益虫。

【原文】

蟫，白鱼。

【注释】

按：此释衣、书中虫名。参见附图。

白鱼为蟫之别称，又名蛃鱼、衣鱼。是衣服、书籍中的虫，有粉如银，色白，形状颇像条鱼，歧尾。现在古籍线装书中也时见这种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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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蚬（xiǎn），缢女。

【注释】

按：此描绘比喻蚬虫状。参见附图。

蚬，小黑虫，赤头，身黑，喜欢吐丝作茧，悬于空中，形似自尽而非真死，故又称其为缢女。

【原文】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zhì）。

【注释】

按：此区别虫、豸之名。

豸指无足的昆虫，如蚯蚓之类。虫则为昆虫类的通称。古时也用来泛指动物，如虎可称为大虫。

《释鱼》第十六

【原文】

鲤。

【注释】

按：此举鱼名。参见附图。

鲤，鱼名，体扁而肥，鳞大，口之前端有触须二对，背苍黑，腹淡黄，产于淡水。在分类学上属鱼纲，鲤科。鲤又为书信的代称，典出《玉台新咏》一汉代蔡邕诗《饮马长城窟行》，其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据古书记载，鲤鱼形体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江湖。俗有“鲤鱼跳龙门”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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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鲣（jiān）大鲖，小者[image: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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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按：此申释鳢鱼大小之异名。参见附图。

《尔雅·释鱼》又云：“鳢。”郭注：“鲖也。”则鲖即鳢，又名黑鱼。其大者名鲣，小者名[image: alt]
 ，中者名鳢、鲖。鲣鱼蓝色，背侧具浅色斑条，腹侧具褐色纵条。头大，吻尖，尾柄细小。在分类学上属鱼纲，金枪鱼科。

【原文】

鲲，鱼子。

【注释】

按：此释鱼子通名。参见附图。

凡鱼之子通名为鲲。

【原文】

蛭，虮。

【注释】

按：此释蛭之别名。蛭即水蛭，《说文》卷十三上虫部：“虮……一曰齐谓蛭曰虮。”蛭，《郭注》：“今江东呼水中蛭虫入人肉虫者为虮。”在动物分类学上属环节动物门的蛭纲。蛭纲动物有蚂蟥、水蛭、鱼蛭、山蛭等。这种动物生命力极强，至难死灭，即使碎断也能复活。它喜欢在浊泥水中活动，啮人尤猛，喜吸人血。《贾子春秋·连语》中曾记载一段有关水蛭的奇闻：“楚惠王食寒菹（腌菜）而得蛭，遂吞之。是夕也，惠王之后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论衡·福虚》：“蛭之性食血，惠王殆有积血之疾，故食食血之虫而疾愈也。”

【原文】

蝾螈，蜥蝎；蜥蝎，蝘蜓；蝘蜓，守宫也。

【注释】

按：此辗转相训，博异语，别四名。

《邢疏》云：“蝾螈、蜥螈、蝘蜓、守宫，一物，形状相类而四名也。”按照现在动物分类学来分析，这四种名称还是有所区别的。蝾塬，属两栖纲蝾螈科。蜥蜴，属爬行纲蜥蜴目。蝘蜓，属爬行纲石龙子科。守宫属爬行纲壁虎科。这四种动物大同小异，故《尔雅》递相训释，因为当时尚无科学细密的动物分类。

《释鸟》第十七

【原文】

蝙蝠，服翼。

【注释】

按：此释蝙蝠异名。参见附图。

《方言》云：“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仙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image: alt]
 [image: alt]
 。”蝙蝠为哺乳动物，形状似鼠，前后肢有薄膜与身体相连，夜间飞翔，捕食蚊蚁等小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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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仓庚，商庚。

【注释】

按：此释仓庚鸟异名。参见附图。

《尔雅·释鸟》又云：“仓庚，黧黄也。”“[image: alt]
 黄，楚雀。”仓庚又称为黄莺、黄栗留。黍熟时，黄莺来到桑间，所以俚语称：黄栗留看我麦黄熟否。可见仓庚是应节趋时之鸟。仓庚毛色很好看，颈端细毛杂色，体毛黄色，翅及尾毛黑色，间有文彩。

【原文】

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注释】

按：此讲分别雌雄鸟的方法。

雄指鸟父，雌指鸟母。鸟雌雄难以分别，故《尔雅》以雌雄鸟动作的特点来加以区分。

【原文】

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注释】

按：此别禽兽之异。

别而言之，羽曰禽，毛曰兽，如俗言飞禽走兽。禽，擒也，言鸟力小可擒捉而取之。兽，守也，言其力多不易擒捕，先须围守然后获捕故曰兽。但古文献中禽兽多通称。

《释兽》第十八

【原文】

豺，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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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按：此描绘豺足状。参见附图。

豺，《说文》卷九下豸（zhì）部：“狼属，狗声。”意思是说，豺，残猛如狼，其声如狗，故俗呼豺狼、豺狗。豺，形状如狗，瘦而猛捷，善于捕噬，结伴群行。老虎也怕它三分，故以豺虎比喻猛兽。古代牧兽者不育豺，可见豺之凶残。

【原文】

麠（jīng），大麃（páo），牛尾，一角。

【注释】

按：此描绘麠状。参见附图。

麠或作麖。汉武帝，曾捕获一只动物，其形如麟，其实正是麠。汉武帝因此而改年号为“元狩”。

【原文】

狒狒（fèi），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注释】

按：此释狒狒形状。参见附图。

狒狒，《说文》卷十四下禸（rǒu）部作[image: alt]
 ，云：“周成王时，州靡国献[image: alt]
 ，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唇掩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土蝼。”狒狒又名枭（xiāo）阳、山浑、山都。《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其状如人，面长唇黑，有毛反踵，见人则笑。”这些均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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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牛曰齝（chī），羊曰齥（xiè），麋鹿曰齸（Yì），鸟曰嗉（sù），寓鼠曰嗛（qiǎn）。

【注释】

按：此释异兽反刍别名。

齝，《说文》卷二下齿部：“吐而噍也。”噍即嚼字。牛反刍，食之已久，复出嚼之。齥，羊反刍，此字《说文》作齛，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写作齥。齸，麋鹿反刍，鹿属皆咽中藏食，复出嚼之。嗉，禽鸟喉下盛食物的口袋。嗉意为素，素有空义，所谓空其中以藏食。《尔雅·释鸟》又云：“亢，鸟咙，其粻嗉。”与此可以互证。嗛，口有所衔，指猴鼠之属颊中藏食处。

《释畜》第十九

【原文】

既差我马，差，择也。宗庙齐毫，戎事齐力，田猎齐足。

【注释】

按：此句内容为按需要选择良马。

“既差我马”是《诗经·小雅·吉日》中的诗句。《尔雅·释诂》：“差，择也。”宗庙意为祭祀，祭祀需要谨敬，所以选择马要齐毫同色的。齐毫，尚纯也。戎事指兵革战伐，军事活动需要选择同样强壮的马，用来运载将士、兵器。齐力，尚强也。田猎指打猎，打猎要疾速，所以选择的马腿要好，追飞逐走才能胜任。齐足，尚疾也。

【原文】

未成羊：羜。

【注释】

按：此释羔羊之名。

羜，《说文》卷四上羊部：“五月生羔也。”生下来五个月的小羊称为羜。羊，初生称为达，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者称为羊，所谓别长幼之异名。

OEBPS/Image00098.jpg





OEBPS/Image00097.jpg





OEBPS/Image00100.jpg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102.jpg





OEBPS/Image00101.jpg





OEBPS/Image00103.jpg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96.jpg





OEBPS/Image00095.jpg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21.jpg
n R # # Ed %
o (8 - ZXEK) AL - #BEK
" B | (Reyw) L
puid E & | (£ 2RE
B BiEsE | (ER) SRR
L] RME | (- BHE) £ - REK
L] # 0| ESER) B - WK
RE X% | (HRES - BWE) PG - HUIX
g3 BKESS | (FME - LXE) PR - NEX
g3 O | Gl - ZX%) 8%
K EREF | GRXEA) B - NER
* RAR | (EHRRBE) B - R
* BESRFD | CHABRARE) BB - YR
K X E | (EDEHEE) B - NER
B Dl | CORES - £8%) LW - INER
7 BBE | CR$ - ZXEK) B2 - NER
" KEE | (W% - ZXE) B - NER
Ld £ ¥ | (EELBEA) A - ANEK - U






OEBPS/Image00176.jpg
msaens

R flles






OEBPS/Image00001.jpg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109.jpg





OEBPS/Image00108.jpg
o





OEBPS/Image00111.jpg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113.jpg





OEBPS/Image00112.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93.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174.jpg
L S 2 0

7 BN W
S

rEFaaeadl





OEBPS/Image00091.jpg





OEBPS/Image00105.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92.jpg





OEBPS/Image00104.jpg





OEBPS/Image00089.jpg





OEBPS/Image00107.jpg
| 32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106.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11.jpg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088.jpg





OEBPS/Image00163.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086.jpg





OEBPS/Image00084.jpg





OEBPS/Image00156.jpg





OEBPS/Image00155.jpg





OEBPS/Image00082.jpg





OEBPS/Image00158.jpg





OEBPS/Image00083.jpg





OEBPS/Image00157.jpg





OEBPS/Image00080.jpg
CURHEE) (W) Zlsk
AR
(ﬁiﬁi{)} (W) Xk





OEBPS/Image00160.jpg





OEBPS/Image00081.jpg





OEBPS/Image00159.jpg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162.jpg





OEBPS/Image00079.jpg





OEBPS/Image00161.jpg





OEBPS/Image00154.jpg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074.jpg





OEBPS/Image00075.jpg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167.jpg





OEBPS/Image00166.jpg





OEBPS/Image00071.jpg





OEBPS/Image00169.jpg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168.jpg





OEBPS/Image00069.jpg





OEBPS/Image00171.jpg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170.jpg





OEBPS/Image00067.jpg





OEBPS/Image00173.jpg





OEBPS/Image00068.jpg





OEBPS/Image00172.jpg





OEBPS/Image00165.jpg





OEBPS/Image00164.jpg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142.jpg
& x x #*
KHHEL | # .4 W #
#* * " #
KF B
Fom x" R | B ES E:!






OEBPS/Image00066.jpg





OEBPS/Image00141.jpg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143.jpg
Ed:E

Ik

+F A&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134.jpg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136.jpg





OEBPS/Image00061.jpg





OEBPS/Image00135.jpg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138.jpg
KU I
I

L0

U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137.jpg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140.jpg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139.jpg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153.jpg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152.jpg





OEBPS/Image00051.jpg





OEBPS/Image00145.jpg





OEBPS/Image00052.jpg





OEBPS/Image00144.jpg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147.jpg





OEBPS/Image00050.jpg





OEBPS/Image00146.jpg





OEBPS/Image00047.jpg





OEBPS/Image00149.jpg





OEBPS/Image00048.jpg





OEBPS/Image00148.jpg





OEBPS/Image00045.jpg





OEBPS/Image00151.jpg





OEBPS/Image00046.jpg





OEBPS/Image00150.jpg





OEBPS/Image00053.jpg





OEBPS/Image00120.jpg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119.jpg





OEBPS/Image00122.jpg





OEBPS/Image00121.jpg





OEBPS/Image00123.jpg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114.jpg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036.jpg





OEBPS/Image00116.jpg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115.jpg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118.jpg





OEBPS/Image00035.jpg





OEBPS/Image00117.jpg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43.jpg





OEBPS/Image00131.jpg





OEBPS/Image00130.jpg





OEBPS/Image00133.jpg





OEBPS/Image00132.jpg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125.jpg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124.jpg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127.jpg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126.jpg





OEBPS/Image00129.jpg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128.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31.jpg
# & e # A& (5 URR) MFE#) RE (5 (RR) HR#E)
LN TN S-S NN
R ESNE /N N S N
LSS NN A
ChREE) (RO ()| WL F. UL 5.8 LA,
i, %
WOEL UL R, H. B %
(Ve BENE € V1 IPSNE. N N TR, SN SN
LS NN N
() (M M ()| ML B S HA BLR 5
CRpER) (B OB (R)| oA S B8 & f






OEBPS/Image00032.jpg
s L NRTNE-NE - NSNS CNE N
(B (RS (B9) Kod 5.8 W, RE

ES T NE- LN
W EA B FH

GER) (FUE ()| A R K% BA,
K. BE. K& B
. Y. n. BE

CBeHE)  REUN ()

I LN NS N - N8 NN
(fE)  (BER (F)| K. . E. W, k. WK,
Rofa. 5 B F

LN N N - NN
NN N TR SN S NP
B8 88

sy [BES OF)

(o) oAb ()






